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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摩法師與澳門

�Оܔdࡪኪ௹ɻdʕɛ͏ɽኪНၾ֚ኪଣሞӺהબf

竺摩法師與太虛大師的因緣

˄ൈɽ݊ࢪɓЗίڐ˾ʕНޢଉաయหٙ

৷ཾɽᅃf˼݊ڐ˾ʕНޢ৷ᑘࠧอɽٙഹ

ΤНჯஙdڐމ˾ʕНෂ୕Җ࿒ԐΣତ˾

Җ࿒dЪ̈əՉ˼ɛೌಁج˾ٙዝ্̦ᘠf͟

˼ٙНࠧอܠซձࠧอݺਗబϞࣛ˾ंࢹdΪϾ

˄ൈɽࢪՑəᄿɽϞٝᗆ˖ʷٙڡϋυཾձί

֢ɻٙᆠडኹᚐf˄ൈɽࢪᒔ݊ɓЗՙϞϓఱٙН

˖ʷԃձ܁ෂଣሞd˼ה௴፬ٙഹΤٙ؛

ԸܝНኪ৫eဏᔛଣ৫ഃd˸ʿیНኪ৫eს

աՉᅂᚤٙΌήεН˖ʷԃאܵ˴˼͟

ዚdމʕତ˾Н˖ʷٙࣈጳձ೯࢝dቮə

ɽҭᎴӸٙཾڳɛҿf˼ה௴፬ձ˴ᇜٙ�ऎᆓࠪ�

˜̊ഃεତ˾Н˖ʷజ̊d࿁ତ˾ʕН

ٙՓeଣeପٙࠧอձН˖ʷٙ೯࢝d೯

౨əՉࠠٙࠅЪ͜f���٦ᅙࢪجၾ˄ൈɽٙࢪΪ

ᇝd௰Ϙ̙˸๑Ց˄ൈɽٙࢪҔɿࢪجࢤٺԟ

༁f͍݊ஷཀࢪجࢤٺd٦ᅙࢪج˸ՑსیНኪ

৫ፋڐ˄ൈɽࢪdܝԸϞֱϓމ˄ൈɽٙࢪจҔ

ɿʘɓf

एϪψɛdމΝࢪجၾ٦ᅙࢪجࢤٺ 1901 ϋ

̈͛dɤ๋̬͉ඊᚐϋܓہd 1917 ϋྐྵ

वፍඛ˴ܵٙᝈ֚υ¨ᝈ֚ܝᝈ֚υաՈԑҡdت

Ӻٟ©ఱኪi1 9 2 0 ϋଭุܝΫψ᎘ښυԲ

٫dܝ৲Вୡeٝࢪ܄f˼λኪၚආdટաอ

ٝdᓋֻ˄ൈɽࢪჯኬٙНࠧอ༶ਗf 1923 ϋd

˄ൈɽࢪί؛ဏ̾جಂගdܸኬဏɹН͍ึڦක

፬Нኪᑺ୦הdࡒϗίНኪฌλ٫ձ̈ڡϋኪ

ཾfܝৃၲࢤٺజΤՑဏɹНᑺ୦הኪ୦fࢤٺ

؛ක፬อό؛ʊίࢪdٝ˄ൈɽܝဏ؛Ըࢪج

؛ኪ୦ʔɮdఱᔷɝהНኪ৫dΪϤ˼ίᑺ୦

Нኪ৫dౢɝ؛Нኪ৫ୋɓ֣ٙɚϋॴɝᛘdၾ

༟ᑋdՍ߮λኪd˂ࢪجࢤٺഃΝኪfࢪجయج

ঐԊഛᚗd་˖ࡆԳdხ˄ൈɽ֛ٵࢪfܝԸd

˄ൈɽࢪՑᕽʆਞ̋ୋɓ֣˰ޢНึᙄʿՑइψ

ΈѽυᑺdޫᒗࢤٺᎇԲdԨЪ˖οাdଉ

˄ൈɽࢪሧᗆfܝԸd˄ൈɽٙࢪʔˇစᑺଣ

ᇃdே݊̈І˼ٙ˓അf؛৫ଭุܝdࢪجࢤٺ

Ϋψ̾جdᘱו˄ൈɽࢪၚग़dίή፬ཾТ

ԃdɽɢቮڡϋཾҿdხϞϓᐶf 1927 ϋdᏐ˄

ൈɽࢪʘ̜dࢪجࢤٺՑขیژ౷ښυпɽ፴ج

ٙࢤٺɽ፴ձபਕʈЪf͟ࠋଣ৫ਕdࢪ

ΝрɢdსیНኪ৫ίऎʫ̮ᑊᚑ˚ഹdϓމᘱ؛

ჯኬٙНࠧอ༶ਗ̤ٙࢪd˄ൈɽܝНኪ৫ʘ

ɓࡈഹΤٙɽ͉ᐄfतй݊ 1928 ϋɽ፴ࢪجձࢤٺ

竺摩法師與太虛大師對澳門的影響

竺摩法師與太虛大師對澳門的影響－竺摩法師與弘一法師的澳門因緣－抗戰時期竺摩

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竺摩法師與《無盡燈》雜誌在澳門的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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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肖像

�ᓜ۬ɧᅆᑺੀ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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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ତ˾ཾТ�ᕏႦوίს৫௴፬ତ˾ཾТٟëࢪج

d�ତ˾ཾТ�ʿܝ ՉܝԸҷΤ �ٙତ˾Н�ᕏႦd

ϓމࣛ೨Нጐ࿌ձݴ࿌d܁ኬࠧอቇᏐࣛ˾

ᅂᚤf���͍݊வЗࠅ৬ήdίऎʫ̮ՈϞࠠࠅࠠٙ

˄ൈНࠧอ༶ਗٙᛩਗ਼ࢪجࢤٺdˏኬ٦ᅙࢪج

Ԑɪə˄ൈɽࢪჯኬٙНࠧอʘ༩f

ژථɪɛ݊Νͣ˨ࢪٙࢪجၾ٦ᅙࢪجࢤٺ

Ҕf̃ࢪ 1925 ϋdࢪجࢤٺ؛Нኪ৫ଭุܝ

ԸՑψ͑ྗٙ౷ᙂυௐᗫࡌБd٦ᅙࢪجఱί

வࡉࣛࡈdաͣථɪɛٙ։ݼࢪՠٙࢪجࢤٺ

ᚐᗫԲ٫f͟٦ᅙϋˇࢻdՠɚɛʹ

fࢪجࢤٺഗ٦ᅙᛘ̚˖་൚eːࠅʿ

͑ྗᗇ༸ဂഃdԴ٦ᅙɽաूfፍඛڗϼක፬

Ӻٟ©݊ࣛϪएήਜجᝈ֚υ¨ᝈ֚̾تྐྵٙ

௰ϞΤٙ̾༸ఙձԃዚf 1927 ϋdϋසɤ

ʞ๋ٙ٦ᅙͣථɪɛЇᝈ֚υਞኪdፋԲᝈ

֚υ࣬ᅆ˙ɩdხաኜࠠfϣϋdቇፍඛڗϼɖ

Ϛɽྪίᝈ֚υකእෂҡd٦ᅙɰΪᇝաՈdܝ

ᔷɝٟ̾جᛓdܝટաፍඛژجՇਗ਼��c�᎑

ᛆࢪجձᘒ᎑ࢪجෂબ˂ၽᝈfί̾جኪٟd

˼ఱڌତəཀɛٙᑋʑ౽dΪ¨୦ልᑺʃ߉©ࢭ

̈Ͼᐏ¨ʃࢪج©ඩfШ݊dவࣛࡈಂٙ٦ᅙd

ࣛซٙϋჀኪཾd࿁ܠ؍ɓЗ̂တᔚᓉ݊߂

ᅂᚤ̶ٙޟ˄ൈɽࢪჯኬٙНࠧอ༶ਗʿᎇ

˄ൈɽ̾ࢪ౮ତ˾НࠧอܠซٙอཾdᒱЀϞ

ܵ˴ࢪၾ˄ൈɽرdШԨӚϞፋԒึdОၲה

ٙსیНኪ৫νΝ˥˦ٙᝈ֚υ̾جኪٟdί၍

ଣኪཾ˙̮ࠦࣸᘌࣸf

Ш݊d͍νს৫ٙʔˇኪཾԸІᝈ֚υ̾جኪ

ٟɓᅵdவɓն༶ɰίɧϋ್ࠥ߉ܝᑗՑ٦ᅙԒ

ɪf 1930 ϋࢀd˄ൈɽࢪ˴ܵٙขژსیНኪ৫׳

౼dਕ˴ࠌࢪجࢤٺᘽψ֛Έυᑺܝ

ᝈ٦ᅙࢪ༾ʃܦૐፍϼddतЇᝈ֚υ̬

֚υٟ̾جఱᛘfϤࣛٙࢪجࢤٺᒱ್࿁ፍඛڗϼ

ձᝈ֚υ̾جኪٟϞయหʘઋdШ˼һහː˄ൈ

ɽٙࢪอཾԃଣׂdԐНෂ୕ٙࠧอʘ༩fΪ

Ϥd˼ᘉ٦ᅙᕎක̾جኪٟdՑსیНኪ৫ఱᛘd

˸ፋڐ˄ൈɽࢪf͍ν٦ᅙܝࢪجԸהႭj

因諦老過去在溫州首剎頭陀寺講經，他曾代

座；可是他是武昌佛學院出身，現在廈門辦新學

院，又辦《現代僧伽》，主張改革佛教，作風已

有不同，見面寒暄一番出來，就叫我向主講寶公

法師告假，從此我就離開觀宗學社轉到閩院去

了。（3）

வఱ݊˼הፗٙ̈ ͟ᔚᓉ؍Ցอኪ৫©fவɓᔷ

ᜊdʔස݊ኪ୦ఙٙהҷᜊdһ݊˼̾جᗴːٙҷ

ᜊf݊͟d٦ᅙᎇࢪجࢤٺԸՑსیНኪ৫dၾː

༸eዱᒳe؇ڋeΙනe౽ᘌeɽe᎑ᘌeᅃ

ᆑe౷ಝeɦڦഃɛΝኪfܝ���Ըவҭኪཾϓމ˄

ൈɽژࢪҔɿʕ̾جऎʫ̮ٙژجᎲf

٦ᅙɝსیНኪ৫ܝdኪุɽڗdεϣҳᇃ

�ତ˾ཾТ�ᕏႦdፄɝอཾБΐf1932ϋ݆dს৫

৫ڗ˄ൈɽࢪΫ৫ᑺኪdಀᑘБ͠ɔՇफΝኪึ

༊d׳ࣛd٦ᅙΤΐୋɓf˄ൈɽࢪίსᑺစ

�Н̦ٙجձʦܔܝண�dЗΝኪᎇੀഅ

াd٦ᅙהাʘᑺစɝ፯͍މόᇃd˄ൈɽࢪ

جࢤٺձਕ˴ࢪجሧdԨᜫԫਕ˴ɽ፴ؚމ

ʘԊjۈᔷԸፋഅࢪ

守志思法筆雅，為少年之秀，若能習禪，廣

培福壽，則前途不可限量。（5）

݊ϋ̆d٦ᅙსیНኪ৫ଭุf٦ᅙΪա˄

ൈɽࢪኜࠠdանᎇԲɽࠌࢪᄿ؇ᆓϭᑺစਂা

fவϣ˄ൈɽیࢪʘБd 1932 ϋ༵ɤɚ

˜ɘ˚dɤɖ˚ഐҼf٦ᅙΫს৫ܝᅠϞ�˄ൈɽ

�ऎᆓࠪ�ᕏႦୋɤڌɓা�dԨ೯جᆓϭ̾ࢪ

̬՜ୋɓɪfί˖ٙක᎘d٦ᅙࢪج࿁˄ൈɽ

ϤБชዧήႭjࢪ

大矣哉！太虛大師也！學窮三藏，名滿四

洲，而德高道重，尤為聞者心歸，見者膜拜。大

師悲願心切，年來弘法利生，應赴法會，或未稍

輟，讀其〈終南遊〉“去秋西入蜀，今秋西入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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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蜀曾踐峨眉雪，入秦欲搴終南雲。”　  可以推

想一般矣。

特因大師赴潮汕前，曾經在廈訂定在南普

陀、廈大等處講學日期，故時間短促，雖經潮汕

各界人士之殷勤懇留，而弘化一週即返廈。但在

一週中備受潮汕各界人士之熱烈歡迎的盛況，禿

筆一枝，實難以形容，若非大師智慧福德，焉克

臻此！而勝會難逢，良緣不易，予既隨大師得以

參預如此殊勝莊嚴之法會，故慶倖之餘，歸而濡

筆誌其梗概。（6）

ᎇԲ˄ൈɽࢪΫขژსیНኪ৫ܝʔɮd˄ൈ

ɽࢪնࢪجࢤٺՑ؛ဏٙ؛Нኪ৫˴ᑺdԨ˴

ᇜ�ऎᆓࠪ�ᕏႦdࡒ˰ޢНኪ߹ᇜᙇஈ˴f٦

ᅙࢪج͵ᎇБ؛ࠌ৫ࢤٺʘпଣdࡒ؛Нኪ

৫Ӻࡰ˰ޢНኪ߹ྡࣣᇜᙇࡰfίϤಂගd

˼ܝϞᙇЪ˚ɛ͉ؒ˖ɧࠛٙ�ʬख़እࣣႦኪ

������ତ˾НӺ��̊ٙ e˚ɛʜɪӸ˂ٙ

�ᘽ؇սٙНܠซ�eρʜϵྪٙ�ೌഹٙኪႭ�

������ऎᆓࠪ̊� ഃЪۜdᒔί؛Нኪ৫ᑺစ

¨ਬᗆኪɪʘ၇ɿ່©���fவ݊٦ᅙࢪجԫኪஔ

Ӻၾ̾جʈЪٙୋɓࣛࠅࠠࡈಂfᏐ༈ႭdІආ

ɝსیНኪ৫ኪ୦˸ܝdί˄ൈɽࢪձࢪجࢤٺഃ

ܸٙኬɨd٦ᅙኪุၚආdකί�ऎᆓࠪ�ഃ̊ي

ɪ೯ڌНӺሞ˖dϤܝ˼ʔᓙϞഹᙇЪۜί

�ऎᆓࠪ�ഃ༰ϞᅂᚤٙН˖ʷ̊يɪ೯ڌdϓމ

ࣛხϞᅂᚤٙɓЗڡϋཾТɛҿf����

1934 ϋdࢪجࢤٺᗘ̘ί؛Нኪ৫ձ�ऎᆓ

ࠪ�ٙᔖdՑྐྵͣتಳږ⍩υ፬ͣಳᑺٸd٦ᅙ

ଣਕʈЪf˼ᒔл͜வϣዚึΫֻۃɓΝࢪج

ඊፋfၾፋɛɓйɤϋdɰ݊ίவɓϋdͣථɪ

ɛᒗሗ˄ൈɽࢪՑྐྵت᎑֚υᑺစږ��dᑺՑ

̒dΪԫʔʔۃᕎකࠌလdतሗόࢪجձ

٦ᅙࢪج˾ᑺတfவɰ݊٦ᅙࢪجୋɓϣա˄ൈ

ɽࢪʘৄ˾މᑺf

ɰ݊ί 1934 ϋٙࢀ˂d˄ൈɽࢪᏐ๕れڗϼٙ

ᒗሗdίྐྵڛٙتԃˮυ܁ᑺ�ᖹࢪН͉ᗴ�d။

ɢ೯౨Нج࿁ତྼٟึɛ͛ٙጐܸኬจ່f˄ൈ

ɽࢪतй̝ᜟ٦ᅙࢪجഅաᑺ່f٦ᅙࢪجಀ¨˸

ɢᗭ௷ۍʘ©d˄ൈɽࢪӚϞഈᏐdʥ͟٦ᅙج

Όࣣ�ٙࢪԸϗɝ�˄ൈɽܝഅଣdவఱ݊ࢪ

�ᖹ͉ࢪᗴᑺা�f٦ᅙࢪجਖ਼މژϤ�ᑺা�ٙ

ࣛٙઋҖf˼ႭjࠑাdԨাܝᅠᄳəࣧو̈

大師得無礙辯，妙義重重，瀉如懸河，黽勉

作記，掛一漏萬，深自畏懼！既付佛局印成，復

經余重校一過，更正不少。間有數處字句存疑

者，恐係謄者之誤。因大師飛錫他處，不便諮

詢，然亦無關大體也。本經註疏，自唐迄清，不

下十數家，或存或亡，鮮人顧問。今年佛局何子

培氏，曾集各家註疏要義，作成旁解；今復得大

師闡其精微，妙義翻新；一可讀誦，一可參閱，

堪稱雙璧！吾知是二書行世，藥師法門必家喻戶

曉，由衰替轉趨弘盛焉！　  竺摩，廿三年中秋

日，校後跋於慈谿金僊寺白湖講舍。（11）

Ԅλٙجᆓϭ̾ࠌࢪϞəɪϣᎇԲ˄ൈɽ͟

Ιd1936ϋ11˜d˄ൈɽࢪᏐᒗ࠰ࠌಥ̾جdत

࠭ՌྐྵتdΎϣն٦ᅙࢪجᎇԲމাf˄ൈɽࢪ

Ϥϣ࠰ಥʘБdաՑსیձຽಥዦήਜНژʫ̮ഛ

ɰΪϤഐᗆຽࢪجf٦ᅙڎʿϞᗆʘɻٙᆠडᛇڦ

ಥዦНഛڦʿϞᗆʘɻf����

͍݊வϣᎇԲ˄ൈɽࢪd٦ᅙ˸ၾࣀГeஷ

ɓeථऎձجঙመΝኪdί˄ൈɽࢭࢪɨࠠաമᔜ

ҡdϓމ˄ൈɽٙࢪҡҔɿf����வϣᎇԲ˄ൈɽࢪ

Շࡈ˜dԨίຽಥήਜ̾جdᒔաɽࢪʘնίɪऎ

НኪึዹͭᑺစНجd࿁٦ᅙࢪجԸႭdೌဲ݊

ɓϣ݅ፋڐ˄ൈɽࢪdɦᄿഐഛᇝeᒦ̾جঐɢ

ԭήਜ̾౮ی؇ԸՑಥዦʿܝ˼މዚᇝdԨࠅࠠٙ

˄ൈɽٙࢪɛගНఢ֛əྼٙਿᓾf

抗戰時期竺摩法師弘法

港澳善信與太虛大師的支持

٦ᅙࢪجᒱ್ίҤ˚ۃنಀՇϣᎇԲ˄ൈɽ

ഐɨڦdԨၾຽಥዦήਜٙНഛجԸຽಥዦ̾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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əᗭٙΪᇝdШ݊d˼Ҥ͍ॆܝՑیຽ̾جd

˸Їϓމ˄ൈɽࢪɛගНܠซίಥዦήਜɗЇ

˼݊ۍਗ਼ʘɓdجࠅ˴ԭήਜෂᅧၾ̾౮ٙی؇

ʿٙf͊הࣘ

1937 ϋ݆d٦ᅙࢪجྐྵͣتಳᑺٸ፼̬

ַᅅυd୦ߵ˖d௪ࠌܝ߇˚͉वኪf̙݊d

˼ԨӚϞഃԸ˼הಂࠌٙܙ˚वኪٙྫྷซdۍ༾ɪ

ə˚͉˴່೯ਗٙ̈ ɖgɖ©ᘻ๖ԫᜊf˼ʔ

ʔΌ׳व˚ٙྫྷซdၾსیНኪ৫ٙΝኪᅱ

eʷഃdጐਞ̋əͣಳήਜฉ̏Ҥܝ౪ึ

ΌεӚϞணԣ̹ٙ۬ෂʈЪfʔɮd͟܁ٙ

ேቊՑ˚͉ڧଫ٫ٙᘌࠠ۾ᎽdɛࡁᎇࣛேϞ̙ঐ

ቊա࠭ዚٙᚖގd٦ᅙࢪجఱၾᅱձʷഃɓৎ

ဏd௪ਞ̋ࣛʊ؛ɨɓʲdᕎකएϪԸՑ׳

ᔷՑ؛ဏٙཾگહᚐඟf˼ࡁɧɛБӉՑϪГ

d͍ႼɪᅮዚԸᛕᙆజdฑʘʕႬɝዚࣛی

ఙdᎈԬఄնfܝԸ˼ࡁᐼၑᒎᔷՑ༺؛ဏdҬՑ

əཾگહᚐඟඟࢪج҃ڗd໌މહᚐඟԫd

Ԩ༾ՑϼΝኪຬҔࢪجfຬҔ͍ࢪجዄહᚐඟʱ

ඟڗf˼ࡁᎇܝකࠌᗬऎ᚛༩ۃᇞહᚐෆжdഐ؈

ᗭٙෆжձᗭ͏ላdຬҔ̘ࢪجəГτd٦

ᅙࢪجλຠՑ͏ૄɽኪٙ܁ෂඟd̋کɝՉʕf

ԓΫՑ˦࠱Ըd˼ɦዝးɷԔՑəቍψdቍψܝ

dவࢪجНኪ৫ٙϼΝኪঙഃ؛ဏdԈՑə؛

ࣛʊ݊Ҥٙୋɚϋəf

ί؛ဏd٦ᅙࢪجИί؛Нኪ৫fࣛd

ဏɧᕄҌҌ̙Κdᜑ್ɰʔ݊ɮवʘήf್Ͼd؛

ΌٙΚܢҖැdԴ٦ᅙࢪجପ͛੶डٙહહ

ઋᕿj

近來更因高唱東亞和平，高唱親善提攜的鄰

邦，暴露其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引用其慘無人

道的掠奪手 腕，強佔我領土，殘殺我同胞，種種

刺激如短刀般刺入我的腦袋，我的心 在跳躍，我

的血在沸騰，熱烈的感情壓制我的一切，於是我

就想在中國為 和平奮鬥而抗戰的時期中，去過一

種比較有意義的生活，與大乘佛教的精神既不相

背，同時亦盡個人救國比較切於實際的一份天

職。就在這個前提 下，我和老同學們去參加過民

大受訓，為時雖暫，而對於學校的教育方法 ，集

體組織等等，亦不無小小的認識和心得，同時經

歷了種種的艱險和危 難，血的經驗與教訓，在個

人的生命史上的確也是有錢買不到的一頁。（14）

˼ᗎሧГτٙ͏ૄɽኪd¨݊ίΌɓྠߧഐ

ӔܵɮҤٙઋැɨd˸ɓࡈᐨอٙ۶࿒�̈ତί

ኪࣧ©f˼Ⴉމd͏ૄɽኪʘה˸ঐίҤࣛಂ

ՈϞԄλٙଡ଼ᔌԃձࡁ˼މତ̈อ۶࿒dఱΪڌ

ІҢԃf˼तй੶ሜdʕʘה˸ึቊաՑ˚͉

dʔঐІҢڏᗭࢮጐࡁҢމଫd݊Ϊڧ່ٙ˴

ᏨীeІ੶ʔࢹfϾНٙԃd̙˸Ⴍఱ݊ҁΌ

ٙІҢԃfɽ࠱НٙІҢԃdఱ݊ஷཀණ

ᄃdдɓʲʔԄె୦dጐҳԒܛd፭ςݺ͛

હહٙБΐf˼Ⴍj

自我教育，重在提高自我人格，畢竟是一種

有價值的教育；尤其在這 國難危急，生死存亡之

秋，本“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大家應該

自動地實行自我教育，來檢點自我，改正自我，

克服自我一切不良的惡習， 覺醒起來，為捍護國

土完整，為保障人民生命，乃至為爭取世界和

平，我 們大家應該在自我教育的原則下，來“各

盡所能”地共同負起救國救民的 天職。而我們佛

教徒，對這種天職，更是義不容辭。所謂“皮之

不存，毛將焉附”，假若國家亡了，佛教落於非

人軍閥之手，縱令不亡，也等於名 存實亡了。尤

其在這大時代轉變的大潮流中，我們每個佛教

徒，應要把自我訓 練好，把自我教育好，以備隨時

可以應付時代洪潮，隨機可以奮發圖強。能 夠做到

這樣，抗戰的前途一定光明，無疑的佛教的復興自

然也會跟踵民族 復興的轉機而強盛起來。（15）

٦ᅙࢪجࡇІҢԃ˸ڮආહɳྡπdһ݊

ٜટ০࿁Нޢeतй݊ཾٙޢତًϾ೯ٙf˼

ᙂdІҢԃ͉݊Нԃٙ˴d̙݊εˇϋ

ԸdҢٙࡁНʫఄ̰əவ၇፭ςܛᄃe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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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ɽהࢪᕚ�ശیᙂࠪ�௴̊�1938 ϋ 9 ˜�̊Τ

הၞࢷᕚ�ᙂࠪ�ୋɤʞಂ�1940 ϋ 7 ˜�̊Τ

৷ᄏ˨הᕚ�ᙂࠪ�ୋɚɤɧಂ�1941 ϋ 4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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ς䋠ڭ༁ᒔ؍ІҢԃ˙όd¨ତίٙɓছᓉٙݺ

ႥҡෂҡٙᄃόdШவ݊߂ᄃόϾʊdৎʔəྼყ

ٙЪ͜dה˸ॆ͍ٙНࢯdᏐ༈Ҫཀ̘ІҢԃٙ

ၚग़ܨూৎԸ©f����

˼ᗎሧഹΤฌ͏˴ɛɻҽʮዎ͛ίࣛ೨

͆ʕٟึݴБٙ̈ ጱദष©dतй݊̈ ʕପචॴٙ

ɓԬɛࡰdʔกࢴdೌபː©ٙତd �Ⴉ

jމ

現在要剷除這種積弊，彌補這種缺陷，就非

加緊來實施自我教育不可！唯有自我教育，才能

挽救這種危機；唯有自我教育，才能健全幹部人

員；亦唯有自我教育，中國為人類和平而奮鬥，

為民族生存而抗戰的前途，才有保障；因為自我

教育，完全是一種個人反省，或民族反省的覺悟

的教育喲！（17）

˼ආϾ০࿁НޢʫٙᄿɽཾٙତًdႩމʕ

Н߂ޢϞܨూНٙԃձܛᄃd̋੶ІҢ

ԃdʑঐॆ͍ూጳʕٙНf˼ɽᑊशխj

至於我們佛教徒，目前患的不但是膨脹病，

簡直遍身都是病了；所以更應本着佛陀的教育和

律儀，來實行自我教育，來管理自我，來修正自

我，使每分子都強健起來，整個佛教的前途才有

光明的一日！（18）

੬Іᙂήਗ਼હၾહϞڢࢪجᜑ್d٦ᅙܘ

ዚή୕ɓৎԸfપБНٙІҢԃdʔසϞл

৷͏ٙ९ሯձฌᆠઋၾபชdɰϞлᘱ

Іᙂ͍ॆࢯձ೯౮НٙᎴԄෂ୕dԴᄿɽНו

ήҳԒՑહɳྡπٙዝ̦ݴݳʘʕf

ί؛Нኪ৫৾वಂගd٦ᅙࢪجટՑə͍ա

˄ൈɽࢪʘ։ৄ˴ܵࠠᅅဏᔛଣ৫ʈЪٙΝࢪژ

ʾجయࢪجձجঙࢪجࠠᅅԸٙ໌ࣣdᒗሗ˼

Ցဏᔛଣ৫fଭࣛࣛ҅ၡੵd˼Ӕ֛ၾ

ᅆථࢪج�уܝԸٙ؍ɿ֢ڡɻ�ภຽဏ˦ԓیɨᄿ

ψf̙݊dɓՑᄿψdɦ༾ɪᅮዚʔࣛٙᚖގd˼

ᒿཁۑಥٙϣ˚dᄿψଈd࠰༻ಥfՑ࠰ᒈܢࡁ

d࠰ಥၬ९ɽᅃഋ̙eऎʠe᜴ڤeᄎᅃᗅe

᎑ᏹeˮኪʠഃdίമఙ೯ৎϓͭНહᗭ͏

ึd٦ᅙࢪجᏐᒗਞ̋əહᗭ͏ึdԨၾኈᐥج

ࠋԨታึ፬ԫdᒔࡰ։މɓৎપ፯ࢪجeੳࢪ

பਗ਼ήઋҖᄳᇃҳɝ�ɽʮజ�ձ�ρ֞ࠬ˜̊�f

Ϊމவɓዚᇝd˼˸ഐʹࣛɓԬ࠰ಥ˖ᖵٙޢ

Τݴdνጽ৻eௗʟᅃeᜳჾeήʆeմ౮e

ጽࠏeጽߎձ͞ගഃdԨࣛਨձf

٦ᅙࢪجՑ࠰ಥʔɮdکጐҳԒҤ˚ن

˼ෂٙБΐf˼ᒱ್Ϟֱᕎəଈਜd್Ͼd܁

ԨӚϞҙা̾౮ɛගНٙዝ̦பfϤ͍ν˼І

ʉהႭj

無情的戰火，隨着暴虐的魔軍彌漫了大江南

北，不但無辜的平民受其摧殘，即無辜的教育文

化機關亦被毀滅殆盡了！就是我們佛教徒與佛教

育的文化學院，受其屠殺蹂躪和毀滅，亦未能例

外，揚州的□祿寺，杭州的淨慈寺等等，好多僧

眾被槍決了。上海的龍華，廈門的閩南，鎮江的

竹林、焦山等等的寺院和佛教文化機關亦被炸壞

了；就是內地未毀壞的佛學院，也因戰時的影

響，停閉的停閉，離散的離散，剩下來的已寥寥

無幾。我們是佛教徒，和平的真理叫我們與世無

爭，但既被惡魔侵擾，我們忍無可忍，亦非起來

與之抗爭不可；所以在今日的我們，除在前線赴

湯蹈火救護眾生或犧牲殺賊的外，在後方的亦須

秉着智慧的利劍用真理來擊傷敵人的精神，這就

在文字的宣傳了。（19）

ᛓՑശیНޢਗ਼و̈ࠅ�ശیᙂࠪ�ٙ ऊࢹ

ࣛd٦ᅙ̮ࣸࢪجጳኧdชᙂவ݊Нޢ¨ɓᇞٙ

ᏣΈ©dНޢᏐл͜வࡈԄλٙ৬ήdɽɢක

¨ࢪෂf˼Іᙂ̾౮˄ൈɽ܁ซܠહહٙ࢝

˟ਬНښdҁϓίɛࣸiɛϓНуϓd݊Τॆତྼ©

ٙɛගНܠซdխᝫ¨ʦ˚ٙНࢯdᏐኪʃٙ࠱

лʉ༸ᅃЪ͉࣬dһኪɽٙ࠱ၚग़ک˙މdˈՉ݊

ਖ਼ءவ၇ၚग़ٙФ࢝dԴʘଉɝٟึ©����f˼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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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ତྼٟึٙจ່dɓ˙ࠦᏐҷᜊཀ̘ٙ

ԟ၇܁ෂ˙جdуࠠ۰ଣϾʔ۰ࠠءዚٙ˙

d୭ᕎəତྼٟٙึᗫᕿdਗ਼Нग़।ʷədɛج

࿁НϞ̈ࡁ ൈೌঝ©ʘชdԴНᜊϼϋʷd

ॹ˶ڡϋݺᆌٙंi̤ɓ˙ࠦdᏐᘱו˄ൈɽ

હ͏ٙၚग़dԴНଉɝՑɛ໊ʕ˰ܻښ౮Н̾ࢪ

̘dܔணڡϋٙНdה˸˼Ⴍj

釋迦牟尼佛生長於當時的印度，因看不慣印

度四姓階級的森嚴，人民的不自由與不平等，想

剷除這階級森嚴的壁壘，想把處於不得自由平

等、飽受壓迫和痛苦的人民解救出來，乃毅然犧

牲王位，去從刻苦做起，結果掘發了自由平等的

學說，拔濟眾生於水深火熱，這種精神是何等的

偉大啊 ！我們生在今世而學佛，應該學佛的這種

精神，才有價值！可是一檢過去中國佛教徒的行

動，大都關起大門自顧自，沒有將這種精神傳運

到門外去 ，使社會人士有認識的機會，於是便和

佛教發生一層隔膜：如果不打破隔膜，一般社會

就永遠與佛教徒脫了節，便見不到佛教的真精神

與真面目了。所以現在學了佛的人，不論男的或

女的，懂得了這種情形，不要跟着老人家們固步

自封，應該自己設法深入人群中去表現學佛的精

神！

復興民族的生命線，繫於青年人；復興佛教

的生命線，繫於青年僧；今日的民族青年，也應

起來建設青年的佛教！（21）

�ശیᙂࠪ࠰݊ࡡ�ಥНޢίಥ௴፬ٙɓН

˖ʷ̊يdܝҷΤމ�ᙂࠪ�dίಥዦήਜНޢ

ձ˖ʷޢϞܘɽٙᅂᚤdྼყɪɰ݊ಥዦН˖ʷ

ə˄ൈوf༈̊ୋɖಂᇜ፨̈ي௰Ոᅂᚤɢٙ̊ޢ

ɽࢪʞɤׂߏਖ਼̊dतйᒗሗ٦ᅙࢪج˴ܵfவɓ

ʘయࢪ࿁˄ൈɽޢձ˖ʷޢಥዦН̈˸̙ࠦ˙

ਫ਼ʿ˄ൈɽࢪɛගНܠซίಥዦήਜՈϞٙ

ᅂᚤdɰ̤ɓ˙ࠦˀ݈əಥዦٙНޢձ˖ʷޢ

ˢ༰ႩΝ٦ᅙމࢪج௰ঐ˾ڌࣛ˄ൈɽࢪίಥዦ

ਗ਼f˴ٙج̾

͍݊ίவಂ�˄ൈɽ

ਖ਼̊�ʕd٦ׂߏʞॣࢪ

ᅙࢪج೯ڌə�˄ൈɽࢪ

ٙፄܠซ�ɓ˖d੶ሜ

˄ൈɽ݊ࢪᘱجᜑe͖

ʕН̦ɪකܝʘࢂ

ᚠอ҅ࠦٙਃɽɛيf

˼Ⴍj

研究西洋哲學

史的人說，西洋出了

亞力斯多德和康得，

使哲學史上增加不少

的光彩。我們現在研

究中國佛教史也可以

這樣說，中國出了法

顯玄奘兩公，使佛教

史上塗着不可磨滅的

光輝；而近今出了太

虛大師，又使佛教史

上開闢了新局面。這

是就歷史的偉大性

說，大師在近今佛教

建設及宣化的豐功偉

績，是不讓顯奘兩公

專美於前；而就教理

方面的精深圓解，則

自盛唐以後，又堪與

永明藕益兩大師比擬

有裕了。蓋中國佛教

在盛唐之世，十宗競

彩，自武宗破法，經

五季之亂，獅弦絕

響，圓音久寂，唯有

宋永明大師出，融澈

c�˄ൈɽࢪ�ᙂࠪ�

ୋɤʞಂ�1940ϋ 7˜

7 �Нٙڌ�೯و̈˚

ၾყˀڧଫ�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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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宗，慧解獨具；而明季藕益大師承其遺緒，思

想圓融，亦能高出於時；及今太虛大師應運而

生，力唱八宗平等之說，引經據典，論理透闢，

於前人尤覺過之而無不及。（22）

˼Ⴉމd˄ൈɽٙࢪፄܠซ˴ࠅତίՇࡈ

˙ࠦdՉɓ֚݊ٙ࠱ፄdуࠠίଣٙፄiՉ

ɚ݊˖ӻٙፄdу࣬ኽ̦ٙ೯࢝ਗ਼˰ޢ၇Ⴇ

˖ٙНፄɓৎϾהͭܔፗ˰ٙޢНӻf˄

ൈɽࢪ࿁Нٙجʱ֚ͭݼϞІʉٙႩᗆdೌሞ݊ʃ

Нdɰೌሞ݊ɧሞ࠱Нdᒔ݊࠱Нeɽ࠱

֚e֚جeശᘌ֚dᒔ݊˂ၽ֚eᐥ֚eଋɺ

֚e֚e֚ܛdே̙݊˸ፄٙf˼˸֚جᅆ

֚ᙲɧሞeجਬᗆ֚ᙲਬᗆe˸ॆνଋᅃ֚ᙲ

ᐥeၽeᘌeଋedԨਗ਼֚ܛᙲɝجਬᗆձॆ

νଋᅃɚ֚f٦ᅙႩމdவᅵٙᓥᙲdᒱ್Ϥۃጕ

ਿɽࢪಀଫͪՉ່dШ݊¨ӚϞ྅ɽࢪவᅵ͜˸к

ɓʲdᙲɓʲجfΪɽࢪႩމίࡈНٙ࣬๕

ʕdՉה˸Ϟ၇၇֚ݴ˕ٙݼdޫ݊¦̚ᅃ˸Іࢻ

ʘːdʷቇᏐࣛዚϾͭܔ§fɽࢪҴИəவࡈ

ࣨːdה˸˼ঐἀᕊρ֞dዹӉ৻տdҪΌН

§d྅౽ঐदࢯٙݼɓוਖ਼މዄd¦ʔוٲdɓج

ʃٙɛԟᅵ҅ɓඣdոӉІ܆dʔঐጕ࿏ࡈН

����f˼ᒔܸ̈j©ج

雖然，各宗的殊勝和平等，這種說法在古德

的著疏中也不是完全沒有的，不過那祇是東鱗西

爪，吉光片羽，像大師這種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

和綜合，熔冶於一爐，在中國不能不說是空前的

了。但大師雖然圓解八宗，可是在弘揚上卻推許

慈恩所宗的唯識學，這也就是所謂“教化適應時

機而建立”的意味。（24）

٦ᅙࢪجतйપਫ਼˄ൈɽࢪ˖ӻፄܠซה

Ӌٙ˰ޢНӻٙͭܔdႩމவ݊˄ൈɽࢪપਗ

Нყʷٙɓ্ٙࠅࠠࡈᘠfΪމdڐ˾˸Ըٙ

Ϊۍଣሞdٙޢ˰ӚϞ؈ኪʷࣛ˾dНν߅

͏ૄ֚ݼʔΝ˖οႧԊٙཞᇫձੂdˀϾึڜ

ᖟНٙ೯࢝fΪϤd˄ൈɽࢪႩމdНٙݼ

ν؈ʔፑӋፄึஷdఱೌجԴೌყٙНᜊ

ϓቇᏐࣛ˾ცٙࠅყٙНdОرݼ˖ӻ

ٙНேϞڗהd͍̙˸ʝ՟ڗd˸ڮආ

jމႩࢪجf٦ᅙͭܔНٙޢ˰

欲融貫各文系的佛教使之成為世界佛教，不

特在文字典籍上需要交換，在思想上也非要溝通

不可了。為了這種世界佛教理想的實現，大師在

十年前就派學僧赴康藏留學；後來，又有錫蘭、

暹邏、日本等留學團的出國。在今日，“世界佛

教”已組成一種雛型，相信在時代潮流的趨勢

上，在文化思想的激進中，這種理想將來是不難

實現的。（25）

ʔසνϤd٦ᅙࢪجᒔ৷ܓ൙ᄆ˄ൈɽࢪઽቚ

ήءจՑᆄߕ˖ӻНٙ೯࢝f˄ൈɽމࢪəڮආ

Нٙ˰ޢʷޢ˰אНٙͭܔdಀ 1928-1929

ϋࠌᆄߕή༷ዝ̾ʷdၾᆄߕ֚eतй݊ਿ

ຖձ˂˴ޢආБ࿁༑ձʹݴdԨᏐᒗίήආ

Бစᑺd˴ੵอٙНኪdᏐ݊߅ኪٙНኪeྼᗇ

ٙНኪeɛ͛ٙНኪձ˰ٙޢНኪf͍ν٦ᅙࢪج

Ⴍjה

大師想把全部佛法在現實世界中活用起來，

所以懷抱這種絕大的宏願，不但把各宗各派的佛

學融會成整個的佛學，並曾努力將中國的學說和

西洋新舊的學說拉到佛學上來而建立其世界新佛

學的王國。看他在世之時，對古今中外的各種新

舊學說，莫不網羅評述，綽有裕餘，就可知道他

老人家深長雄厚的悲願和魄力了。（26）

˸ɪ٦ᅙࢪجίಥዦהᙕ౮ٙ˄ൈɽٙࢪፄ

ܠซԸd˼݊ଉଉήଣ༆ձҪə˄ൈɽٙࢪ

ɛගНܠซतሯʿՉਃɽ̾ᗴٙfவʔස݊˄

ൈɽމࢪʘኧ৸ٙ̾ᗴdɰ݊˼ٙژҔ٦ᅙމࢪج

ʘኧ৸ٙ̾ᗴfՉࣛd٦ᅙࢪجԸՑəಥዦήਜd

ᗭٙ೯౨̻ၽfࡈତவɓ̾ᗴᐏəɓྼ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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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ᙂࠪ�ᕏႦ̈وəɤɓಂܝdୋɤɚಂৎಥ

ዦНΝʠʮપ٦ᅙࢪج˴ܵᇜ፨ձ̈وԫਕdԨ

Ցə˄ൈɽࢪձऎʫ̮Νࢪژʾٙɽɢ˕ܵၾᏍ

пfϤd٦ᅙࢪجఱකə˼ᅰɤϋίಥዦήਜ

̾౮˄ൈɽࢪɛගНܠซٙዝf

ίຽಥήਜϞɓ֛ٙᅂᚤdۃϤࢪج٦ᅙ͟

̋ɪ˼ա˄ൈɽࢪʘᅂᚤdԨί؛Нኪ৫eྐྵت

ͣಳᑺٸഃஈϞɓ֛ٙኪ᜕d؇ᇳᙂ߹ٙ؍ใ

Н̌ᅃژᒗՉՑዦࢪجڤձ༈߹˴ᑺ᜴ڗ߹ॆ

جӺफfΪϤdୋɤɧಂৎd٦ᅙක፬Нኪ؍

ʫdᘱ؍ඎྪ̌ᅃೌٙژਗ਼�ᙂࠪ�ᇜ፨ቋЇዦࢪ

ᚃՑ˸˄ൈɽٙڌ˾މࢪʫήНཾڳኪɛٙɽ

ɢ˕ܵfӊɓಂேϞ˄ൈɽٙࢪ˖ձజኬ˄ൈɽ

ਖ਼˖jٙرڐࢪ

ୋɤɧಂϞ˄ൈɽٙࢪ�ყԫᜊሜၾɛᗳ

ːଣҷி�ձঙהࢪجᄳٙ�˄ൈНྠஞ͚ή

া�i

ୋɤ̬ಂϞ˄ൈɽٙࢪ�ʉ̖˚া�ձҞৃ�ʧ

ୗ˄ൈ͟൳࠭๗�i

ୋɤʞಂϞ˄ൈɽࢪ�Ύѓ˚͉Нࢯ�e�Н

ၾყˀڧଫ�e�ഈॆν͛�ʿॆٙ�ʧ

ୗ˄ൈ�ᚐԊሞණ��eთᅹٙ�яൈɽࢪ�e

ঙ �ٙাൈɽࢪၾ̵Ⴚኁˤሔ༑�eߡʔᓥ �ٙཾ

ൈʮɽึ�ഃiڎહᚐඟᛇگ

ୋɤʬಂϞ˄ൈɽٙࢪ�ၚ༐ྠഐၾНʘሜ

�e�ʉ̖˚া�ഃi

ୋɤɖಂϞ˄ൈɽڡ͟�ٙࢪϋ༩ΣਪՑН

ࠧอ�ʿเͭٙ�ጧථʆဘ༑�i

ୋɤɞಂϞ˄ൈɽٙࢪ�ҢܣᅵкᙲɓʲНج�

ձҽ̀࣬ٙ་މ�˄ൈɽࢪᕚᆓࠪণٸ་π�ʿ ˄ൈ

ɽࢪձ་�ϣᕚᆓࠪণٸ་πᗲഈҽ̀࣬ਞ݁�i

ୋɤɘಂϞ˄ൈɽٙࢪ�ҢܣᅵкᙲɓʲНج�

�ᚃ�ձࠠᅅဏᔛଣ৫ٙઓሬࢪج೯౮˄ൈɛගН

ܠซٙ�Нجၾɛ͛�i

ୋɚɤeɚɤɓಂΥׂ̊̾ߏɓࢪجʬɤྪԕ

ਖ਼Ϟ˄ൈɽࢷࢪ൭̾ɓࢪجശሖٙज़൚i

ୋɚɤɚಂϞ˄ൈɽٙࢪ�୦ᐥːࠅ�i

ୋɚɤɧಂϞ˄ൈɽࢪ་̬�ϡɿߵ։ࡰ˸

་Ըʑʞ˚ʊ˰ձᗲ࣐ʘ��ᕚҽձהᔛˮ߱ԯ

బ݆՜��ϣҽձᗲᕚɓᐥᕽʆ̅�ձϡɿߵ

�iࢪ፲Ъ�ᗍ˄ൈɽۃ͛

ୋɚɤ̬eɚɤʞಂΥ̊Ϟ̾౮˄ൈɽࢪ¨ุ

ɢ©ᝈٙɢ �͛Бٙމᄆ࠽ၾ͛ն�ձˀ݈˄ൈɽࢪ

ഹ�͟वኪዉᖯՑΫהࢪجᗫٙഃฉഃ

ཀ�i

ୋɚɤʬಂϞ˄ൈɽࢪ�ቡೌ֢ɻᕏ̊ڐ

Ъ�i

ୋɚɤɖeɚɤɞಂΥ̊Ϟ˄ൈɽٙࢪ�Ҥ

̬ϋԸʘН�i

ୋɚɤɘಂϞ˄ൈɽٙࢪմʠٙ�˄ൈɽࢪ

ɤʞϋԸᗫਬ͛ሞٙͪ�

ୋɧɤಂЇɧɤɚಂΥ̊Ϟմʠ֢ɻٙ�˄

ൈɽࢪɤʞϋԸᗫਬ͛ሞٙͪ��ᚃ�ձʧୗ˄

ൈɽࢪᗫːಥዦНɾϪʘറ�ɓࡈၾНኪ

ɾϞᗫٙਪᕚ�ഃf

˸ɽЪd̙ٙࢪӊɓಂ�ᙂࠪ�ேϞ˄ൈɽ͟

ซԈ٦ᅙࢪجϋၾ˄ൈɽࢪʘගɓ֛Ϟʔˇٙஷ

ৃᑌഖf፲ኴٙ݊dҢࡁʦ˂߂ঐҬՑމϞࠢٙ

܆ϋ˄ൈɽࢪഗዦ̌ژᅃ؍�ᙂࠪ�ᇜ፨٦ᅙ

fڦࣣٙࢪج 1940 ϋ 10 ˜ 18 ˚d˄ൈɽࢪίഗዦ

ʕႭjڦٙࢪج٦ᅙژ

來信並各詩，均閱悉，殊為喜慰！此時出版

刊物，港澳為易，但郵遞甚難，故《潮音》不擬

遷移，祇得在後方勉延殘喘。余暫住縉雲，藉應

時變。弘師六秩徵文啟事，已付登，勿念。如晤

劍老，便為致意！華院希力促芝峰代主，汝亦參

加！自由史觀甚簡，寶乘法師如能闡發其義以譯

之，甚所盼望。昔亢虎欲譯於美而未果，今寶乘

欲譯於英，則甚善，望促成之！（27）

வٙڦ܆ʫ࢙Ըd˄ൈɽࢪ࿁͍ࣛ࠽

ҤࣛಂН̊و̈يඉʘѢᗭ݊ܘᗫːٙdԨ

Ҏૐ٦ᅙࢪجпࢪجࢤٺ˴ܵശیНኪ৫ٙʈ

Ъf˼ᒔҎૐ٦ᅙࢪجഗᘒࢪج࠱Զɢהঐʿٙ

Ꮝпdڮϓ˄ൈהഹ�І̦͟ᝈ�ٙߵᙇʈЪf



40

特

輯

竺
摩
法
師
與
澳
門

文 化 雜 誌 2008

�
ᙂ
ࠪ
�
ஹ
༱
˄
ൈ
ɽ
ࢪ
̈
ஞ
Ι
ܓ
ה
ᄳ
ٙ
�
ʉ
̖
˚
া
�
�
፨

Շ
ۆ
�

¿



41 文 化 雜 誌 2008

竺
摩
法
師
與
澳
門

特

輯

ίዦٙژН˖ʷޢɛɻʕdϞٙɛԸዦژ

ᒒᗭۃఱၾ˄ൈɽࢪϞཀʹֻdᗫڷፄݻf྅৷ᄏ

˨͛dϘί͏ڋಂdఱၾ˄ൈɽࢪʾഛdԸ

ዦܝژd৷ᄏ˨͛ɰࣛ੬ίၾ༷ึመɿඩණʘ

ࣛሔৎֻԫd˸ᄣආɽ࿁ჃίГٙی˄ൈɽࢪ

ٙઉাձᗫːf����˄ൈɽࢪᒱԒίᅰɷԢʘ̮ٙɽ

Гیdʥ್ڢ੬ᗫːಥዦήਜٙϼʾfίɪהࠑˏ

ٙՇڦ܆ʕdఱᆽՑ˼ίዦٙژᔚʾ৷ᄏ˨

͛ձ͛ࢀ͛dԨ٦ࠅᅙࢪ̈ج א̈©จߧމک නމ

f©ࡉߧ

1939 ϋd˄ൈɽࢪᏐᄿψʬυ᚛ᐥڗϼٙᒗ

ሗԸᄿψᑺ̾جf˼Ϥۃၾ᚛ᐥڗϼʹֻԨʔ

εdӚϞतйٙӷɛᗫڷd್Ͼd᚛ᐥڗϼڢ੬ؚ

ሧ˄ൈɽٙࢪНࠧอܠซdतᒗሗ˄ൈɽࢪԸᄿ

ψ̾جf͍ν˄ൈɽהࢪႭj¨ڋᒱᗆϾʔັdШ

ɚɤʞϋۆաᒗИʬυࡒϚd˸་ᗍഈdԨ˓ᖭ

ɓ൪dێจँযfኳਇ༷ᜈ֥֜ઞૠdϣ

Չᗲʛj¦൴ʆɤԢи࠰ᄱd༁݆Έɚ˜ఫdʦ

˚ᜈ֥̆͊းdᐿ،ʊΣᗬ᎘fอࣹ๕༁ϼཾ

ᚆ߰dͣӍచɪܔකЧചᒳdһᗴಳᗙڀܙd

ึೌቈf§©͍݊ίவϣԸᄿψٙ̾جཀʕdϋ

ಀၾੳΝ༷ᕐυٙٺږ͛dᛓႭ˄ൈɽ

d݊ԸஞfژʬυdतዦԸᄿψԨɨࢪ

ᒗڋϼഃΎ೮ͣථʆஞᕐ݂ᔴf͏ڗၾ᚛ᐥࡁ˼

ሗ˄ൈɽࢪ˴ܵͣථʆᕐυٙᔦձֻ֠͛ʊ

ɮdυρಞπೌd˼ࡁʔ௷ࡸᄚlɨʆίঐʠυ

͛˸་ਨٺږԸٙژᒔၾዦࢪd˄ൈɽࢹ๊

ձd˄ൈɽࢪ་ʛj

別白雲山廿四年，萬峰重見接青天；

依稀跡認雙溪舊，變幻多端古剎前！

俗化混言歸大道，靈源孰悟到真禪？

能仁共向深稽首，待看當空月朗然。（29）

٦ᅙࢪجԸዦژ˴ᇜ�ᙂࠪ�ᕏႦܝd˄ൈɽࢪ

ᒔί�ᙂࠪ�ᕏႦɪ೯ڌၾʾɛٙਨձ་fҽ̀࣬ಀ

͏ִ݁ਞᙄdڦւНdಀՑዦ֢ࣚژdၾ˄

ൈɽࢪʾഛf˼ഛ་˖dε˸Н˖ʷމᕚҿd

ഹϞ�ᆓࠪণٸ་π�ഃf˼ಀሗ˄ൈɽމࢪՉ་ණ

ᕚοdԨί˄ൈɽࢪᕚοܝЪމ�˄ൈɽࢪᕚ�ᆓࠪ

ণٸ་π��d་˛j

尋常祇道是詩僧，絕世肝腸得未曾。

杖策遠征行踽踽，墨痕和淚夢騰騰。

深知謾誕無真諦，轉信空虛亦小乘。

今我與師俱有託，可應一水辨緇澠。

˄ൈɽࢪՑҽ̀࣬ٙชᑽ་ܝd͵ረ་˸ഈj

偶把間名掛向僧，披袈持缽亦聊曾。

廿年漫喜潮音續，四海深驚殺氣騰。

諸法本空皆佛法，大乘無在寄人乘。

能嚴地獄成天國，眾水何妨會一澠。（30）

ҽ̀࣬݊ၾዦژසɓᗫʘཞٙᄿ؇ʕʆɛdՉ

ҔҽԶ؍ɰಀᔖ͏ִ݁ዚdኸڗ་൚dᄿψ

ଈܝւ͎֢ዦژd݊ዦژҤಂග༷ึٙ˴ࠅ

ϓࡰʘɓdՉ་Ъ͵λ˸Нމ˴ᕚdίࣛٙዦ

˄ڌხϞΤૐfΪϤd�ᙂࠪ�ᕏႦ೯ޢН˖ʷژ

ൈɽࢪၾҽ̀࣬ʘਨձ་˖dʔස݊ዦژН˖ʷ

ၾᏊࢪൈɽ˄ڌତdɰ˸Ϥڌٙࢪൈɽ˄ءᗫޢ

ೌࢪdϾ٦ᅙɽڷϞ䋠ʲٙʾλᗫޢН˖ʷی

ဲίՉʕҲစəڢ੬ࠠٙࠅԉЍf˄ൈɽࢪၾಥዦή

ਜНޢձ˖ʷޢɛɻٙʹݴdྼყɪɽήڮආə

˄ൈɽ܁הࢪኬٙɛගНܠซίಥዦήਜٙෂᅧf

太虛大師對澳門佛教的關心和指導

˄ൈɽࢪ࿁ዦٙژН˖ʷ೯ڢ࢝੬ᗫːdत

й݊˼ٙ৷ԑ٦ᅙࢪجՑዦೌژඎྪ̌ᅃ؍˴ܵᇜ

፨ձ̈و�ᙂࠪ�ᕏႦ˸ܝdɓ˙ࠦஷཀ٦ᅙࢪجഗ

˼Ը�ᙂࠪ�ᕏႦdᐝ༆ዦژήਜٙН˖ʷً

ஷৃᑌഖdቇࣛٙࢪجd̤ɓ˙ࠦஷཀၾ٦ᅙر

ԶɓԬ̙ԶਞϽܸٙኬจԈdϾᏍпዦژН

˖ʷޢቇᏐࣛ˸ʫήމʕːٙʕН˖ʷࠧอ

ٙӉͽ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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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ϋ5˜2˚d˄ൈɽࢪίഗ٦ᅙٙࢪجɓ܆

ԸڦʕႭj

來書宛叙《覺音》及詩訊，誠慰！《覺音》經

汝編後，較有活潑生氣，盼努力使成青年刊物，

為宣傳華南佛教之生力軍；唯迄今祇見到十八期

耳！弘師傳達室聞，冀不實。余頃病臂麻，返縉

雲。爾（後）應少講寫而多習禪，或習拳，詩勿

時作。夏生先生，為吾卅年前舊友，時在念中，

順為致候。諸學生願行堅甚好，能服訓則非闡提

而為善信，可為慰之！（31）

˄ൈɽٙࢪவீڦ܆ᚣə٦ᅙࢪجᇜ፨ٙ�ᙂ

ࠪ�˜̊d݊ӊɓಂேࠅഗ˄ൈɽٙࢪd˄ൈɽ

�ᙂࠪ�ᕏႦٙʈЪഗʚوᇜ፨ձ̈ࢪج٦ᅙ࿁ࢪ

ə̂΅֛ٙٵd၈ᗎ̈ ༰Ϟݺᆌ͛ं©dԨ̈ рɢ

Դϓڡϋ̊يd܁މෂശیНʘ͛ɢࠏ©dႭ

˄ൈɽࢪʥ್݊ɓνֻ݅ήҪቮڡϋН˖ʷɛ

ҿЪࠧމอձ೯࢝ʕତ˾НٙࠠࠅਕdɰႭ

࿁�ᙂࠪ�ᕏႦʚɽٙҎૐdఱ݊ʔࢪൈɽ˄

ঐҪ�ᙂࠪ�̔ ҪࠅಥዦήਜdϾ݊݊אژዦࠢ

Έ׳ίࡈശیήਜdϾԴಥዦήਜٙН˖ʷ

ϓމࡈശیήਜН˖ʷɗЇࡈʕН˖ʷ

ٙଡ଼ϓʱdϾʔ݊ਗ਼ಥዦήਜٙН˖ʷዹͭ

ࡈʕН˖ʷʘ̮f˄ൈɽٙࢪɪܠࠑซdྼ

ყɪၾ٦ᅙࢪج˴ܵᇜ፨ձ̈و�ᙂࠪ�ᕏႦٙจྡ

݊ҁΌɓٙߧf

ίҤಂගdዦژ �ٙᙂࠪ�ᕏႦঐၾࠠᅅ͟

˄ൈɽࢪ˴ܵ �ٙऎᆓࠪ�ᕏႦe̶࣭͟؍ᗎࢪجձ

༸චࢪج˴ܵ �ٙɿћ�ᕏႦʿɪऎ �ٙНኪ̒˜

̊�ᕏႦഃԨ၈މࣛʕН̬ٙޢɽ̊يdၾ

˄ൈɽࢪ࿁ዦژН˖ʷٙޢᗫːձܸኬd݊Ϟ

fٙڷᗫࠅࠠ

˄ൈɽࢪ࿁ዦژН˖ʷٙޢᅂᚤdᒔٜટڌ

ତί˼ٙНኪܠซίࣛዦژН˖ʷٙޢᅂᚤf

�ҢܣᅵкᙲɓʲН݊�ج˄ൈɽࢪᙕІʉНجᝈ

ׂٙɓᇐࠠࠅ˖d݊˄ൈɽࢪ 1940 ϋ 8 ˜ίࠠ

ᅅ̏Ⓨဏᔛଣ৫౼ಂᇖफɪהЪٙɓϣᑺစd

Ό˖೯ڌί 1940ϋ �ऎᆓࠪ�ᕏႦୋٙو̈˜10 21

՜ୋ 10 ಂɪd٦ᅙࢪجઽቚήႩᗆՑவᇐᑺစίڐ

˾Нࠧอܠซʕٙࠠࠅจ່dΪϾ˷Νࣛਗ̴਼

೯ڌί1940ϋ11˜8˚̈ٙوዦژ�ᙂࠪ�ᕏႦɪf

٦ᅙࢪجί༈ಂ�ᙂࠪ�ٙ ᇜܝႧʕd࿁˼ᇜ፨೯

jͣڌᆽٙ༩Ъəܠᇃٙ˖ࠅϤᇐࠠࢪൈɽ˄ڌ

太虛大師在今日的中國佛教界，已被公認為

劃時代的人物，因此，我們對他的中心思想和整

個論理，實有認識瞭解的必要。過去，他散在各

種報章雜誌上的言論，要重新去翻閱，那是很費

時的，也許為了這個要求，大師最近在漢院講了

〈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和〈我的改進佛教運動略

史〉二文，把過去的思想言論加以檢討和綜合，

給人一個明晰的觀念。遠承記錄者把稿航來，當

陸續發表，以饗我讀者。（32）

٦ᅙٙࢪجɪࠑԊሞdˡҢΎЪආɓӉٙ༆

ᙑfცࠅႭ݊ٙdவݬᇜܝႧdྼყɪ݊ࠅΣᛘ

�ᙂࠪ�̃وᇜ፨̈ࡈɓڌ٫ ̊ٙਿ͉֚ϙdԟఱ

݊ᘱוձ೯౮Έɽ˸˄ൈɽהڌ˾ࠅ˴މࢪක௴ٙ

ԸʕНٙࠧอෂ୕f�ᙂࠪ�̃˸˾ڐ ̊ʘה˸

ӊಂே೮༱˄ൈɽٙࢪ˖dజኬ˄ൈɽݺٙࢪਗ

༟ৃdՉͦٙఱίϤfɰఱ݊Ⴍd �˸ᙂࠪ�̃ ̊

Н˖ʷd݊˸ʫή˄ൈژᅺႦٙҤಂගٙዦމ

ɽࢪഃࠧอٙݼН˖ʷܠซމᄹٙiҤಂග

ٙዦژН˖ʷd݊ၾʫή˄ൈɽהࢪჯኬٙН

˖ʷᑌމɓٙf

˄ൈɽࢪɛගНܠซ࿁ዦژН˖ʷٙޢ

ᅂᚤdᒔ̈߉ήڌତί 1940 ϋ˾ڋίዦೌژඎྪ̌

ᅃٙ؍Нኪᑺ୦फɪה೯͛ٙᗫ̚˾НՊᘬʕ

݊щՈϞჀൖɾٙԊሞd݊אνОଣ༆̚˾Н

Պᘬʕڌהତ̈ԸٙჀൖɾٙীሞʕd˄ൈɽࢪ

ᏐࣛዦژН˖ʷٙޢᒗሗٙڌהᝈᓃfࣛ

٦ᅙࢪجਗ਼ዦژН˖ʷٙޢᝈᓃձ˼Іʉٙ༆

ᙑdʱйՌഗ̾ɓࢪجձ˄ൈɽࢪவՇЗࣛʕ

Нٙޢჯஙɛيf˄ൈɽࢪίୋɓϣΫՌʕ

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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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密佛告善現，因論生論，展轉

談及不為女人說過五六語等律文。佛於聲聞乘

專為比丘，初步即超慾界，故經律呵厭女，令

女自厭，其處非一；大乘則勝鬘月上等全異

此。深密之告善，現乃以其深解空義，絕不須

牽及此問題。我對女佛徒，祇勸在家學勝鬘

等，不令依聲聞律出家，亦因不契時機，於法

於人兩無益也。婦女應多學佛，但切勿出家為

尼。（33）

˄ൈɽࢪίɪࠑΫՌʕdᆽήਗ਼ɽ࠱ܛၾ

ʃ࠱ܛਜʱකԸdႩމჀൖɾ݊߂ʃ࠱ܛʕ

Ϟٙdɽ࠱ܛʕۆӚϞf˼ᒔ˸ତʦࣛዚʔቇ֝

ɾ̈dکᘉɾ௰λਂίٙኪН֢ɻf

ዦژНޢટՑ˄ൈɽࢪϤՌܝdႩމ˄ൈ

ɽࢪ࿁ɽʃ࠱ٙܛਜʱdҁΌΝܭ͛

ٙᝈᓃdϾ˼הፗତʦɾʔቇΫኪНٙᝈ

ᓃdɰʔཀ݊ΙΈהࢪجɽɢٙࡇdШ݊dϤ

၇ᝈᓃdᜑ್ึˏৎତʦʊ̈ٙԟԬॆ༐ኪ

Нɾٙˀชfவ၇༆ᙑ݊ʔঐ˿ɛတจٙf

ΪމdНجΣԸ˴ੵϞઋೌઋdɓ̻ܛഃdӲɾ

һᏐ༈̻݊ഃٙiر˲dίତʦӲɾ̻ᛆٙࣛ

˾dӲɿঐਂՑٙdɾɿɰঐਂՑfϤ͍νϪʘ

റɾɻהႭj

在這函中說明小乘經律中呵厭女性，完全

是一種為聲聞比丘的離慾方便；在勝鬘經，月

上經等大乘聖典中，都是贊揚學佛婦女，提高

女權，並沒有絲毫 輕賤女性，這與陳教授所引

的那部大方等大雲經中佛說天女“舍是天形，

即以女身當王國土，得轉輪聖王所統領處四分

之一”的教義，性質都是相等的。至 於大師勸

今日學佛的婦女，應多學勝鬘等在家菩薩，不

必出家為尼，這亦是就今日佛教內部的環境與

機宜而說的，不但他這樣提倡，就是素來不問

教事祇顧念佛的印光大師亦如是提倡。在印老

的文鈔中，好多處都說到今日學佛的婦女 ，祇

宜在家學佛，不宜出家學佛。話雖如此說，但

那少數已經真為佛教而出家 的尼眾，驟聆此

語，或者會起反感。

˄ίʫٙኪНɾʔတจ̵ܼ̈̍͟

ൈɽࢪୋɓϣԸٙڦഈᔧdவԬዦژНኪӺफٙ

ኪ͛ࡁd٦˸کᅙࢪجኪ͛ٙΤ່ఊዹഗ˄ൈɽࢪ

ᄳəɓڦ܆dࡁ˼ͪڌ࿁�༆ଉଯ�ʕٙ̈ ɾ

Εඔ©ʿ࣬ ¨ʔ̙࿁ɾႭجཀʞʬႧ©ഃ༆ᙑd

ᙂʔ̻݊ഃٙ࿁ܙdϾ˲ɰʔΥ˷ᜌ፨fμࡁί

ഗ˄ൈɽڦٙࢪʕႭ༸j

（⋯⋯）現在看了大師的信，重要點好像在

勸女性“切勿出家為尼”，難道女性出了家就於

佛教有礙嗎？難道一個有着相當的學問，相當

的年齡，對佛理有着相當的認識和信仰的女

性，她出了家，就不能持戒，不能宏法利生行

菩薩道嗎？如果是能的話，而且在事實上也是

的確可能的，那末大師叫現在學佛的婦女“切

勿出家為尼”，這話是怎樣講呢？倘若說這話

的意思，是因目前佛教內部的教制不良，環境

不良，容易被薰染，被同化；或如來函所指的

“不契時機於法於人兩無益也”，這是我們相信

的，但不宜祇勸婦女“切勿出家為尼”，應該也

一樣地勸男眾“切勿出家為僧”，因為教內制度

不良，環境不良， 今日出家的僧尼，是受着同

樣的命運，如何偏勸尼眾不必出家，而把“於

法於人兩無益也”的罪過都歸在尼眾的身上

呢？男眾出了家的，沒有具足道德學問 ，還不

是同樣的祇是污辱佛教嗎？大師！我們年紀

輕，見識少，沒有參訪過各方名山大川的高

僧，但在廣東這地方，一般應赴的僧眾，我們

也見慣了，想多找幾個吃素的也是很難，何況

其他？至於外省的出家僧人，我們雖然沒有去

見過，但我們也見慣很多來廣東化緣的，他們

向社會走投無路，往往轉向無力的尼眾，索取

財物，這又是甚麼情形呢？大師！我們說這些

話都是事實，不是想挖苦人家，我們祇是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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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想不出不許女性出家的理由來！況且佛

理是絕對平等的真理，處處說普度眾生，處處

說慈悲博愛，有情無情尚且等觀，怎麼祇許男

子出家，而不許女子出家呢？照歷史上因襲的

傳說，說當時佛的姨母大愛道出家，佛即老淚

橫流，大概是說我教准許女眾出家，正法要減

少五百年（？），真不懂這是甚麼意思？若說女

人出家會污辱佛教，那麼男眾出家還不是一樣

會污辱佛教嗎？蓋污辱不污辱，祇可在發心志

願的堅固正當與否來斷定，豈可在男女形相上

來判別？無疑的，說這話，我想多少也受一點

社會“重男輕女”的因襲的傳統的觀念所致？至

於佛在小乘律中呵厭女性，令小乘比丘 一出家

即超“慾界”，反過來說，應該也同樣地來呵厭

男性才對，因為同是一具父母所生的藏垢納污

的遺體呀！況佛在世時，也有許多比丘尼修行

得果，正可用事實來證明女性出家並不示弱於男

性，何況二十世紀的今日，男子幹得來的事，女

子也可以幹得的，那末男子可以出家，女子就不

可以出家的道理更難成立了（⋯⋯）（34）

ϪʘറɾɻႩމd˄ൈɽ̈݊߂ࢪ ᘉͪ©ɾ߂

֝ίኪНdԨڢ྅̌ᅃ؍ኪНफٙኪהࡁࡰႩމ

ٙԟᅵ¨ʔ©ɾɿ̈f

Ш݊ďᅃ؍ኪНफٙኪࡁࡰН̻جഃձڐ

˾˸Ըٟٙึ೯࢝ᒈැd̘ႭኪНٙӲɾɰᏐ

̻ഃdٙᆽɰ݊࿁ࣛНژʫٙɓԬӲɾʔ̻ഃତ

ٙɓ၇౧ᚣձҭ൙dவೌဲɰਗ਼ڮԴ˄ൈɽ̀ࢪ

һᆽήᙕࠑІʉٙͭఙձᝈᓃdˏኬዦژձʫ

ήٙኪНɾ۰ଣ۰ዚήܙவࡈਪᕚfΪϤd˄

ൈɽࢪટՑዦ̌ژᅃ؍ኪНɾٙሯ༔Ռܝdɦܘ

ҞΫəɓ܆༆ᙑڦf˄ൈɽࢪႭj

（⋯⋯）來信是完全不信，而祇憑我見爭

端。要知如轉變的空性是平等的，轉變業果行

相齊是平等的，業報的當相，人是人，畜是

畜，男是男，女是女，凡是凡，聖是聖，如何

妄執平等！此可妄執平等，惡染也不用除，善

淨也不應修，還要甚麼佛法？佛制不平等的尼

戒卻是改革業報使能平等的方便，尼便是從受

佛制不平等的尼戒而成的。爾等空慕平等

（⋯⋯）又如何能從佛的不平等方便以達到業報

轉勝的真平等呢？佛說女子為尼減損佛教是這

世界共業報中的真確事實，就現存世界的佛教

現狀：西藏緬甸錫蘭暹羅無尼，佛教較純盛，

漢地有尼佛教衰亂，廣東多尼佛教尤頹敗。在

家信女多菩薩，尼最勝不過自了果。爾等如有

菩薩心，如尊信佛語，如護惜佛教，應學在家

菩薩。（35）

νd䋠ڦഈᔧ܆வɓٙࢪᜑ್d˄ൈɽ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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ɛɛމϓНϾࡌٙࢰே݊ɓᅵٙfʔΝٙɛd

ᏐϞʔΝٙኪН˙όd۰ࠅ߂ଣ۰ዚdਗ਼ே̙˸

ϓНമᔜfر˲dʫ̮ɾኪНٙ˙όձ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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ϓН̙ٙঐɪԸ੶ሜኪН˙ό̻ٙഃfவ၇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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ʔ྅̾ɓ߂ࢪج䋠࿁̚˾НՊᘬٙ۰ଣ۰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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ʕН˖ʷూጳ༶ਗٙ˴ࠅɛيdጐᗫːձܸ

ኬዦژН˖ʷٙޢኪஔীሞd࿁ዦژɗЇࡈ

ຽಥዦձऎʫ̮ʕശН˖ʷٙ೯࢝dೌဲேਗ਼ପ

͛ጐϾࠠɽٙᅂᚤ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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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摩法師與弘一法師的澳門因緣

弘一法師與澳門的佛教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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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ਖ਼dხމऎʫ̮ᗫː̾ɓࢪجն༶ٙɛᝓהࡁ

ͦd˸ЇႬ˸މ˼ՑཀዦژfШ݊dவɰԨʔจ

բ䋠̾ɓࢪجίତ˾ዦژН˖ʷ̦ɪ̙Ϟ̙ೌf

ԫྼɪd̾ɓࢪجίତ˾ዦژၾʕʫήٙН˖

ʷᗫ̦ڷɪЦϞᑘԑჀࠠٙήЗfΪ͍݊މϞəவ

ɓٙࠅࠠݬΪᇝdʑԴίࣛԨʔᜑٙዦژН

˖ʷޢաՑऎʫ̮εฌฌٙНࢯձٟึ

Ϟᗆʘɻٙᗫءf

̾ɓࢪجၾዦژН˖ʷהޢ೯͛ٙவɓࠠݬ

dΤᅃ֑ڳࢪجf٦ᅙࢪج٦ᅙΪᇝdৎΪࠅ

τdɤɚ๋ࣛמڳၬdجΤᎰ༐fɤɧ๋ԟϋ

�1925�dՑψ౷ᙂυࢪމՠࢪجࢤٺᚐᗫf

ࣛd̾ɓ͍ࢪجИ፼۬ɨᄰ��c�၅ᅅυௐᗫd٦ᅙ

dͿήʔৎfࢪجख़ຬ֛ձ֠ᙳΝܰԈ̾ɓࢪ༹͟

வ݊٦ᅙࢪجୋɓϣܰԈ̾ɓࢪجdଉ̾ɓࢪج

ᅐฌdԨ̾וɓࣣࢪجᗍኈᘒ̈ Бฉ©ɓషfెࢹ

Ϥd٦ᅙࢪج͵˸̾ɓࢪމࢪجdࣛሗdᗫڷ

ፄݻf٦ᅙࢪجԸዦܝژd࿁̾ɓࢪجʥڢ੬ᗫ

ːdл͜Չה˴ᇜٙዦژ�ᙂࠪ�̃ ̊dࣛ੬జኬ̾

ɓٙࢪجऊࢹdԴಥዦձऎʫ̮ᅉձᗫː̾ɓج

ਗΣfٙࢪجʫ̮ɛɻঐʿࣛήᐝ༆̾ɓٙࢪ

1939 ϋ 9 ˜ 20 ˚d̾ɓࢪجʬɤܓڋd͵͍࠽

ʕҤ˚نʕಂd̾ɓࢪجટաəҔɿᔮɿนe

ᄿݻձࠜ౽ࣦഃɛٙࢷ൭ܝd¨ᏝІ݊˚dથᗫ

୦᎑dᑽഒஷڦ©f����͍݊̾͟ɓࢪجᓙഒၾ̮

جᑌഖdಥዦձऎ̮ٙεᗫː̾ɓڦɓʲஷٙޢ

ٙࢪجʫ̮ɛɻdேࠗʲҎૐᐝ༆̾ɓٙرڐࢪ

ॆྼઋرf٦ᅙࢪجίዦژટ˓˴ᇜ�ᙂࠪ�˜̊

ഃऊࡌ᎑ௐᗫࢪجdл͜༈̊तйʮක೮༱̾ɓܝ

၈jࢹऊۆfϞɓࢹ

 弘一律師自去夏入泉州蓬壺山居後，謝絕一

切，專編律典，除老同事夏丏尊先生之來信稍一看

閱外，其他至親如豐子愷先生之信件，亦不接受。

வۆऊࢹᒔఱዦژНޢeतй݊ዦೌژඎྪ

̌ᅃ؍ձ�ᙂࠪ�ᕏႦٟ͍ίጐᘪ௪ٙ̾ɓࢪجʬ

ɤശሖݺׂߏਗٙϞᗫઋرdΣޢᛘ٫೯бᅄණ

ࣣЪۜٙஷٝf༈ऊࢹႭj

近以律師六十高壽，當地緇素人士，特發起

籌印佛像畫集，重行影印律師手書之金剛經等為

師祝福。並以弘師在泉十載，應各方請求，手書

大小楷篆盈聯屏幅匾額，為數不下數千，特發起

徵集，假承天寺開弘一法師書翰展覽會，將收入一

半捐充前方將士慰勞金，一半捐助印經費云。（38）

̾ɓࢪجᒱ್Ϊίݰψ౷υௐᗫ᎑ࡌϾ။

ɢၾ̮ޢᓙഒஷڦձֻԸd࿁Ԓஈዦ٦ٙژᅙج

Է̮fܘۍሗӋٙࢪ 1939 ϋ̆٦ᅙࢪجίዦ̌ژᅃ

ᑺ�ၪᅙ༌�တd௪ਗ਼ᑺᇃᇜર˹dत̘؍

ࢪ̈جᕚᄳࣣΤf̾ɓࢪجሗ̾ɓڦ ॎԷᕚᖦ©����d

͟Ϥ̙Ԉ̾ɓࢪج࿁֢྆ዦ٦ٙژᅙࢪجʿՉה˾

तйᗫːฌᚐfٙޢձऎ̮Н˖ʷژዦٙڌ

Ш݊dఱί�ᙂࠪ�ୋɤɧಂ̈ܝوʔɮdɓЗ

ج٦ᅙމࢪجՑ̾ɓʕɛԸዦʃИdژಥٙН࠰

ࢪ �ٙၪᅙᑺ༑�ɓࣣٙᕚᖦܝdხމชᆅj̈ 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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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൮dႊϤʮʊʔɛග˦Ӷ�©٦ᅙࢪجᛓܝ

ʿՉᎇԲҔɿձʾɛࢪجၾ̾ɓ˼މ੬ቤᜓdΪڢ

ɓٜܵڭ䋠ʲٙᑌᖩdԨӚϞՑОϞᗫ̾ɓ

جն༶ٙ٦ᅙࢪج੬ᗫː̾ɓڢfࢹٙऊ̘ࢪج

fٙࢹΣவЗʾɛ༔ਪ݊νОՑəவɓऊکdࢪ

ಥʾɛ̈࠰ ፗʘ֢ၞࢷɻႧ؇߹ʛʛ©f٦ᅙج

ഃඝʘቁdၾऎڢՙ֢ɻࢷމቤᜓΤdΪ¨ࢪ

ʫ̮ε৷ཾɽᅃேϞʲٙʹֻd̈˼ʘɹٙ

ऊࢹdᗭеᜫɛॆމ˸ڦfʔཀd٦ᅙࢪجϽᅇՑ

ࣛжঞ৵dᗭеପ͛၇ࢨ፹dΪϾਗ਼ڦਗ਼

ဲd͟ӔfШ݊d˼ɰʔঐ˄ɽจdᐼϞࡈ

ᆽʲٙऊ֝މࢹdɰλΣᗫː̾ɓࢪجն༶ٙ�ᙂ

ࠪ�ᕏႦٙᛘ٫Ϟܙʹࡈf݊d˼ၡݰཱུࣣܢ

ψd༔ਪಀፋԲ̾ɓࢪجʘਉٙዋࢪجfዋ

ႭjڦԸ܆dୋɓڦΫ܆ԸՇܝҞఱܘࢪج

弘公掩方便關於普濟山中，謝絕見客，以及通

訊，專心編篡律典，精神甚佳，頗有山居終老之

意。且現正為豐子愷居士題《護生畫集》，不日寄

滬付梓。前江蘇淪陷區某日報誤刊新聞，謊謬無

稽，切不可信，祈法師即為闢謠更正。（40）

̤ɓ܆Ըۆڦѓٝ٦ᅙࢪجj¨̾ʮۃಀࢪމ

ॎԷᕚᖦd͵̙˸ڦӶl©����ʔසνϤdዋج

̾əɓڝΝࣛdɰٙڦԸΫࢪجίഗ٦ᅙࢪ

ɓࢪج௰ڐਖ਼͋މഹΤܠซҽՙш	
͛הᕚ

ᄳٙ¨྅ᗎ©ʛj

由儒入佛，悟徹禪機，清源毓秀，千古崔

巍。（42）

ዋࢪجʘڝ˸הϤɓ̈ ᗎ©d͍ν˼Іʉ

ᚣ˸ѓ͟౻ฌᅉϾᗫᕿ̾מމܢ¨Ⴍdʔཀ݊ה

ʮʘৎ֢ೌ٫ࢲ©����f

ࢪجᗫᕿձฌᚐd٦ᅙٙࢪج࿁̾ɓͪڌəމ

त፭ዋٙࢪجᜟৄdί�ᙂࠪ�ᕏႦɪਖ਼ژ೮༱

Ϟᗫ̾ɓٙࢪج௰ڐऊࢹd˸¨̾ɓމ©�ࢲೌࢪܛ

፴ͦٙᅺᕚd༉ʧୗəऎʫ̮ɓԬజ̊ձᗫː̾

ɓࢪجն༶ٙʾλɛɻd࿁̾ɓرڐࢪجႬෂʘ

ཀdԨٜટˏ͜ዋࢪجԸՌʕٙ༑d˸ዋٙ

Τ່̋˸೯ڌfΝࣛᒔਖ਼̊ژ೮ə̾ɓࢪج௰ڐᄳ

Ъ �ٙҽՙш͛ᗎ�dϾһ͍ऎʫ̮࿁̾ɓج

ᗫٙႬ༆fک˙ψ౷υથݰίࢪ

Ϥܝd٦ᅙࢪجɦεϣί�ᙂࠪ�̃ ̊ɪ༱˖ʧ

ୗ̾ɓڐٙࢪܛᔳfί�ᙂࠪ�̈ ̾ɓࢪجʬॣׂߏ

ਖ਼̊©���c�ୋɚɤeɚɤɓಂΥ̊ɪd٦ᅙᒔ೮༱

əεૢϞᗫ̾ɓٙࢪج௰อऊࢹj

弘一律師近蹤：弘一律師年前息影泉州蓬壺

山居，謝絕一切，專編律典情形，已迭誌本刊。

近據友人來書，謂已遷居該處附近之靈應寺，依

舊杜門謝客，從事律部編著，所有酬酢，皆已決

絕，即編者為出專刊，曾去數函，亦蒙原璧封

存。聞其編著之《南山律苑叢書》，已由哈同園

主羅迦凌氏，負責全部影印，因戰時無法出版。

近著《在家血覽》一書，已寄交上海，由中華書

局影印出版云。（44）

л �͜ᙂࠪ�ίऎʫ̮ٙᄿعᅂᚤdѓٝ˰ɛ̾

ɓٙࢪج௰อऊࢹd٧͍ɛࡁ˸ෂd¨˸໊ࢹ

ဲ©f̈࿁̾ɓٙࢪجᗫːձฌᚐd٦ᅙޟࢪج

Їл͜�ᙂࠪ�ᕏႦίऎʫ̮ձʫ̮ٙᅂᚤdί

�ᙂࠪ�ᕏႦɪމ˼ɛ೮༱መν၅ܔငψᄎၧ֢ؒɻ

Ըٙ¨ᅄӋ̾ɓࢪجෂাҿ઼ࣘԫ©ഃऊࢹf����

ɤʱᗫːჃࢪج٦ᅙٙژϞவԬdேତəίዦה

ίʫήٙഹΤ৷ཾ̾ɓࢪجf

ίᇜ፨̈و�ᙂࠪ�̾ ɓׂߏࢪجਖ਼̊ɤϋܝd٦

ᅙࢪجεϣᏐᒗίಥዦήਜᑺစ�ήᔛ�f˼ܝԸί

ଣᇜ፨�ήᔛ฿Ⴍ�ʘܝdतй̋ɪɓڝࡈj

釋弘一自在家時，即信仰地藏菩薩。於十六

年〔1927年〕丁卯，在杭州鄉間小寺居住，室中

供養地藏菩薩像，並常至心持誦聖號。有日晨

起，開房門至客堂，見諸物狼藉遍地，問諸同住

僧眾？答云：是夜有強盜多人入寺，執刀杖威迫

僧眾，劫去銀洋物件甚多。曾欲入弘一房，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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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ᓜ۬ɧᅆᑺੀ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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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擊門，經歷多時終不得入云云。而弘一是夜惟

聞樓上有人往來說話音聲，以為寺中僧眾，毫不

介意，終夜安眠，未受驚怖，亦無損失，人咸謂

為地藏菩薩之靈感也。  　    按地藏靈感近聞錄

中，載釋亡言記四則，此為其一。亡言即弘一律

師之別名。律師無妄語，此事當可信。（46）

٦ᅙࢪجஷཀίዦژᇜ፨ձ̈ٙو�ᙂࠪ�ᕏ

ႦdΣऎʫ̮ᗫː̾ɓࢪجն༶ٙНഛڦeυ৫

ཾձٟึϞᗆʘɻdʿࣛజኬϞᗫ̾ɓٙࢪج௰

อऊࢹfவ࿁๖ஷʫήၾऎ̮eतй݊ዦژήਜ

ٙНޢձ˖ʷޢʘගٙʾλᑌᖩdᄣආʫήၾዦ

ٙࠅdೌဲৎՑəࠠݴʹഃऎ̮ήਜٙН˖ʷژ

Ъ͜fவίҤࣛಂ݊Չ̴దא˖ʷෂᅧהࢰ

ʔ̙ಁ˾ٙf

《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的編輯出版

1939 ϋ݊̾ɓࢪجʬɤྪሖdʔˇऎʫ̮Нژ

ʫ̮ᅉ̾ɓٙࢪجɛɻd˸၇˙όΣ˼ͪڌज़

၅fɪऎ�Нኪ̒˜̊�ഃᕏႦᒔतйᇜ፨̾ɓࢪج

ʬɤྪሖׂߏਖ਼˸ͪᅅ൭dίዦ٦ٙژᅙࢪجɰ

л͜ίऎʫ̮ՈϞɓ֛ᅂᚤ �ٙᙂࠪ�ᕏႦdጐᘪ

௪̾ɓࢪجʬɤɽྪٙᅅज़ݺਗd˸ڌ༺ऎ̮Нژ

ҔɿձᄿɽഛڦʿٟึϞᗆʘɻ࿁̾ɓٙࢪجଉʲ

ᗫฌၾԄλज़ᗴf٦ᅙࢪجί1940ϋ9˜̈و �ٙᙂ

ࠪ�ୋɤɖಂɪतй̊೮ə͟˼ፋ˓Ꮭ֛ٙ�̈ ̾ɓ

त፨©ᅄᇃ઼ԫ�f༈�઼ԫ�Ⴍjׂߏʬॣࢪج

弘一老人，壽登花甲，在俗為藝術名家，在

僧為律宗柱石，碩學懿行，足資矜式，高軌幽

致，尤堪惕勵！本刊擬於二十期出紀念特輯，藉

伸傾葵之情。內外緇素高人，遠近名流學者，如

蒙惠賜詩文，發揚潛德，廣利群品，不勝馨香禱

祝候之至！（47）

Ցə�ᙂࠪ�ୋɤɞಂΝϋ 11 dᘱࣛو̈˜

ᚃ೮༱�̈ ̾ɓࢪجʬॣत̊©ᅄᇃ઼�dԨఱהᅄ

ऎʫ̮ၬ९ঐک˸d֛ܸࡈ་˖ٙᇍఖЪəɓׂߏ

ࡈʔΝਉࠦԸᅠᇃfᅄ˖ᕚͦ˴ࠅϞj̾ɓج

ࢪجၾཾТήЗe̾ɓࢪجซe̾ɓܠʘ̻͛ʿࢪ

ίʕᖵஔޢʘήЗe̾ɓࢪجԊБʘतᓃe̾ɓ

ᅵܣࢪجe̾ɓجʘࣣࢪجၚग़e̾ɓܛʘኪࢪج

͟ᖵஔᔷՑ֚e̾ɓ֚ٙࢪجၾᖵஔeҢהႩᗆ

ٙ̾ɓࢪجe̾ɓٙࢪج૱͛ૹf����வɤࡈ˙ࠦ

ྼყɪܼə̾ɓ̻͛ࢪجၾܠซٙ˷הϞʫ࢙f

ʬɤɽྪࢪجɓׂ̾ߏމəᘪණऎʫ̮ၬ९މ

ጐΣऎʫ̮Нɛࢪجᅠᄳٙ၇་˖d٦ᅙה

ɻձ˙ᗫːН˖ʷʿ̾ɓٙࢪجʾɛ೯̘ᅄණ

ՌdԨл͜ίऎʫ̮ხϞᅂᚤ �ٙऎᆓࠪ�ᕏႦഃ೯

бᅄ˖ऊࢹf˄ൈࢪجί 1940 ϋ 10 ˜ 18 ˚ഗ٦ᅙ

ٙΫڦʕdतйѓٝ٦ᅙࢪج։ৄ˼ί�ऎᆓࠪ�ɪ

̊༱ٙ̈ ʬॣᅄ˖઼ԫdʊ˹೮dʶׂf©�����ऎࢪ̾

ᆓࠪ�ᕏႦɰ̊೮əɓۆਗ਼�ᙂࠪ�ᇜ፨̈̾وɓ

त፨ٙᄿѓdʛjׂߏʬॣࢪج

弘一法師，在俗為藝術名家，今者全國藝術

界明星如豐子愷先生等，皆出其門下。出家後，

為一律宗柱石，碩學懿行，足資矜式；高軌幽

致，尤堪惕勵。今者適逢法師六十大壽，澳門覺

音社擬於第二十期，出版紀念特輯，藉伸表揚，

內外緇素，高人學者，如有此類詩文，請寄澳門

三巴仔功德林覺音社竺摩法師收。（50）

Ϥ̮d٦ᅙࢪجᒔஷཀၾࣛίऎʫ̮ᅂᚤܘ

ɽ࣭ٙ؍�ɿћ�ᕏႦᇜ፨Νʠٙʾλʹݴᗫڷd

तί�ɿћ�ᕏႦୋɓ՜ୋɚಂɪ೯бऊࢹj̈ ᅅ

ज़̾ɓࢪجʬɤɽྪ©fவᇐ¨ऊࢹ©Ⴍj

弘一法師，在俗為藝術名家，豐子愷、夏丏

尊、曹聚仁、傅彬然等皆出其門下。出家後，高

軌逸情，尤堪矜式。今適逢法師六十大壽，澳門

《覺音》雜誌擬於第二十期出版紀念特輯，藉伸

表揚。海內緇素，如有此類詩文，請寄澳門三巴

仔功德林《覺音》社竺摩法師收。（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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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೮ί�ऎᆓࠪ�ձ�ɿћ�ᕏႦɪٙᅄ˖ᄿ

ѓᜑ್̈І٦ᅙࢪجʘ˓f٦ᅙίዦژ�ᙂࠪ�ᕏႦ

ᇜ፨̈̈و ʬɤɽྪ©त̊ٙᑘਗdաࢪجɓׂ̾ߏ

Ցᄿɽ�ᙂࠪ�ᕏႦٙᛘ٫ձНʫ̮ᆠฌ̾ɓࢪج

ٙɛࡁᆠडᛇڎၾɽɢ˕ܵfί͏ִ݁ٙ˕ܵ

ɨdա˄ൈɽࢪʘ։یࠌ͍ݼԭኪ୦Нٙवኪཾ

ͣᅆe༺֢ഃdટՑ٦ᅙࢪجዦژᒎᔷԸٙᒗ

ሗܝڦdڢ੬৷ጳdସᗎ̈̾وɓׂߏࢪجਖ਼ٙ

จ່jࠅࠠ

我們到了仰光，就接着您從昆明轉到您的航

信，和第十七期《覺音》，知道《覺音》又要出

專號。南洋苦熱，用不上一點鐘的腦子就要稍

息，不然就會弄出病來。（⋯⋯）弘一律師是當

代律宗的泰斗，《覺音》出專號是千該萬該的。

我倆雖然在閩院時曾親近過幾天，可惜對律學沒

有甚麼研究，弘一老人的編著也看得很少，反正

對弘老有深刻認識的前輩多得很，所以我們就索

性不寫了。（52）

ჃίϪएٙ٦ᅙࢪجίსیН

ኪ৫ࣛಂٙΝࢪجˌ͵ژಀፋ̾ڐ

ɓࢪجεϋdڭπϞεϞᗫ̾ɓ

༟ࣘf˼ɰࠅʿՉ̴ࠠ˪ٙࢪج

ਖ਼ژԸڦd࿁٦ᅙࢪجᇜ፨̈و

ڌʬɤɽྪ©ਖ਼ࢪجɓׂ̾ߏ¨

ͪɽɢ˕ܵj

 弘一律師六秩聖誕，《覺

音》出紀念刊慶祝，我很欣

悅。回憶十年前他和我同住白

湖鄰室而居的時候，朝夕親近

他的豐態威儀，起居笑貌，身

教所被，使我平生受用無盡。

於學問，於佛教，於應人接

物，體解自然界幽美韻諧，偉

嶽矞皇之時，感境懷人，法恩

深浩，永以未忘。我很想寫一

篇“弘一律師在白湖”作為紀念。惟歷艱經險，

心緒杭隍不寧，且事延十載，日記散失，恐怕斷

片的回憶，喚不回來當時的情緒，奈何？（53）

�ᙂࠪ�ᕏႦІ௴̊˸Ըd߂ί1939ϋو̈ࢀڋ

ཀୋɖಂ�ᙂࠪ�̈ ਖ਼©fׂߏʞॣࢪൈɽ˄ׂߏ

ߏவᅵٙ৷ཾɽᅃᇜ፨Ϥ၇ࢪجձ̾ɓࢪൈɽ˄މ

ׂਖ਼̊d್ͦٙ݊̾౮ɽᅃٙਫ਼৷ၚग़dዧᎸɛ

ѓܠԊj¨வจהࢪجᅵf͍ν٦ᅙމɽᅃ˸ࡁ

ൡҢࡁdɭ݊ɓࡈኪБ৷ჃٙНɽᅃdே࠽Ң

ׂߏو౮˼f©����ৰϤʘ̮dᇜ፨̈ڌοԸ˖͜ࡁ

̾ɓࢪجʬɤྪሖਖ਼dᒔϞһଉᄴٙจ່f

הմٝd̾ɓࢪجၾ˄ൈɽࢪίڐ˾ʕН

ూጳ༶ਗʕdҲစʔΝٙԉЍd೯౨䋠ʔΝٙЪ

͜fˢ༰ϾԊd˄ൈɽ݊ࢪɓܠࡈซe܁ෂ

̾ࡈɓ݊ࢪجձჯኬ٫ٙԉЍdϾ̾ɓeࠧอ

౮٫ձࡌБ٫ٙԉЍf̾ɓࢪجʘה˸ՈϞतࣿٙ

ቾɢձᅂᚤɢdఱί˼ʔ྅˄ൈɽࢪІʃఱ̈

�̾ɓࢪجʬɤׂߏਖ਼̊ה�༱ҽՠΝᔚЪ�ࠪᆀҏ�ң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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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ԨdϾٜ݊Ցɧɤɘ๋̌ϓΤఱࣛʑ̈ཾމ

ਂəɓࡈ˸̾౮ҡ͉މܛᕿٙ߮Бཾfவᅵɓࡈ

ዝ͉Ԓdίٟࣛٙึఱ݊ՈіˏɢٙəfΪ

Ϥd٦ᅙࢪجʘ̾މࠅ˸הɓࢪجᇜ፨̈وவߏࡈ

ׂਖ਼dఱΪ̾މɓ̈ٙࢪجዝd˄ՈϞٟึ

ԃจ່əd࿁Нί౽ᗆʱɿʕٙෂᅧdจ່

ႭjהІʉࢪجɽd͍ν٦ᅙࠠމˈ

（⋯⋯）本刊偶然想到出專刊紀念弘一法師

是一種因緣，就是弘一法師自己本身的變化，由

浪漫到嚴肅，由崎嶇到平易，由平易中又有精

練，也無不是因緣，而且是不可思議的因緣！

這因緣，真是不可思議：曾經“走馬章臺，厮

磨金粉”（姜丹書語），忽而變為“苦行頭陀，律己

精嚴”（陸丹林語）；曾經扮演哀豔絕世的茶花女，

描寫富於藝術的裸體畫，忽而“一肩敝席，草已稀

疏”（夏丏尊語）；“曾一度學過外交”（釋亦幻文），

想為國一逞才能，忽而投向佛前“眼觀鼻，鼻觀

心”（釋文濤語）；曾經提攜日姬，情同鼓瑟，忽而

“飄然老去一孤僧”（岑學呂語）；晚晴老人，為甚

麼要這樣呢？不為一代藝人，卻來雲水逃禪，是消

極嗎？是厭世嗎？不是的，他的心太高超了，他的

情緒太藝術化了，所以會表現出超越常人的行動。

（⋯⋯）他的期望仍在救世，所以他的心情卻是熱

烈的，他雖然常在寂寞中，孜孜矻矻地在從事振興

中國的律部，“他的精神卻震撼着每一個文化的角

落”（釋巨贊語）。（55）

ீཀ˼ٙʲԒึd٦ᅙ࿁̾ɓٙࢪجᗎሧd

һॆʲdһਗɛf˼ଉա˄ൈɽࢪɛගНܠซʘ

ᅂᚤdɽ࠱മᔜБ٫ٙԉܓԸ̾ܙɓࢪجf˼

ʔᙂ̾ɓ̈ࢪجఱ݊ᐥᒒ˰dɰʔႩ̾މɓ

ˀd˼ᙂjəІҢ༆୭fމఱ݊ܛςҡ̾ࢪج

“他的人格感化力極偉大，凡與他接觸過的

或聽聞過的人”（高文顯文），都會在腦中留着深

刻不磨的印象，這在編者自己就可以實驗到。編

者自民國十三年的春天在永嘉初初和他見了一

面，那清 慈和的瘦影始終浮現在我微弱底心

靈。無怪乎受了他的感化的人，曾對他發出“安

得千古不壞身，永住世間剎塵劫”（豐子愷語）的

呼聲！（56）

࿁ࣛٙʕНޢԸႭd˄ൈɽٙࢪɽᑊ

शխeɽɠᒪ״όٙࠧอedո್ࠠࠅd̾ɓ

�̾ɓࢪجʬɤׂߏਖ਼̊ה�༱ၞࢷᕚ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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ᄵБeూጳ̚ՓɰΝᅵ್ࠠࢺόٙࢪج

ձεอɓ˾Нࠧอձࢪجf٦ᅙࠅ

ూጳ༶ਗࡁ٫ଉʲήႩᗆՑவɓᓃf͍

ν٦ᅙࢪج൙ᄆ̾ɓהࣛࢪجႭj

他自從拋棄了藝術生涯轉到佛教

的集團裡，就研究佛教的律學，專門

從事學術的工作，好像對現代佛教的

大勢以及僧伽制度的整頓，是漠不關

心，其實不然，律制是佛教原始的比

丘僧制，在中國自從馬祖興叢林百丈

立清規的制度施設，迄今變相的因襲

的流傳，律風早已掃地，所以他的研

討律學，不無提倡恢復佛制的意味。

在民國十六年春，杭州政局初變，青

年大唱“滅佛”之議，為了他的一封

信感動，“遂寢其事”（姜丹書文）。

又提供整頓僧制的意見，願推出太虛

法師與弘傘法師為整理委員，這又可

見他對振興教制的關心，和他所推重

的人物。但他自己卻祇顧做修養工

夫，這大概是他認為振興今日中國的

佛教，是需要各從所好，各盡其能，

從多方面着手進行而分工合作的吧？

編者常以為振興今日中國的佛

教，有兩種人物是同樣的需要：即

需要學菩薩僧的精神以深入社會，塗肝腦而斬荊

棘；也需要學比丘僧的精神以律己精嚴，敦品節

以風末俗。無前者無以革除佛教的積弊，沖破佛

教與社會群眾的隔膜；無後者無以梵行高超，冰

清玉潔，使人如見寒潭，照自形穢（郭沫若

語）。因此，師友中常有把今後的佛教徒應分為

純社會運動與純佛學研究的兩群子來奮鬥（釋為

力語）的。這理論確已把握着今日振興佛教的核

心。而且這兩者，是如春蘭秋菊，各有其美，亦

如夏日之可畏，和冬日之可愛，有其同樣的需

要。我愛敬弘一法師，即愛敬他如冬日之慈和，

和秋菊之幽香！

ഄྌձᇜ፨ׂ̾ߏɓࢪجʬɤྪԕਖ਼̊d٦ᅙ

ᒱ್ί�ऎᆓࠪ�e�ɿћ�ձ�ᙂࠪ�ഃᕏࢪج

ႦɪϘ೮̈əߒᇃᄿѓdԨʱйഗऎʫ̮ʾɛ

̈əɽඎߒᇃڦdШ݊dଭ͍ࣛஈҤ˚

Κᗭʘࣛdʔ͜ႭᇃeᇜᇃνОᑙᗭdఱ݊ٙن

ԒஈʕٙήЪ٫dঐτɨːԸᄳɪɓᇐߏ

ׂ˖dɦሔО࢙l

ձᔮɿน͛dே݊ၾ̾ࢪجeɽ፴ࢪجࢤٺ

ɓࢪجϞतࣿΪᇝٙ৷ཾɽᅃd͍ν٦ᅙהࢪج

Ⴍj

�̾ɓࢪجʬɤׂߏਖ਼̊ה�༱৷ᄏ˨ᕚ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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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峰法師的〈與弘師十年神交〉，大醒法師的

〈論弘一法師的書法〉等文，都是答應了編者寫

的。但盼望到今日  　 元旦，無情的綠衣使者，

仍未為我遞到消息。由傅然彬轉請豐子愷居士寫

的〈弘一法師的生平與思想〉，也未見寄到。戰時

的交通阻難，好像是特別來對付編輯先生的！（57）

ٙنᅂᚤձʹஷٙڜཞdԴ͉

Ꮠ༈ί̾ɓࢪجʬɤሖԕٙ 1940 ϋ

ਖ਼̊dʔʔપַׂߏ��ᙂࠪو̈

Їୋɚϋfவ၇ೌքdԴ٦ᅙࢪجଉ

ชခ٘fʔཀd٦ᅙ݊ࢪجɓࡈᆀᝈ

ٙɛdίΣᛘͪڌ٫ခจٙΝࣛd˼

ᒔ݊ܘᅅ࠻ঐ௰ᇜ፨̈ɓಂҁ

ٙ̾ɓׂߏࢪجਖ਼̊Ըj

因待候遠方的稿子，又把這期出

版的時間延長，祇好出合刊了。好在弘

翁最近給編者的長聯上自署“年六十

一”，好，就讓我們來祝他的“六旬晉

一”吧！不過，延了期，勞讀者們在盼

望，或來函詢問，在這大年初一開始，

不妨先向各位來表示一番歉意吧。（58）

ᒱ್ίߒᇃeෂᇃʕ༾Ցəܘɽ

ٙѢᗭdɓԬतٙߒᇃӚϞঐʿࣛ

Ց༺ዦژdШ݊d٦ᅙࢪجʥ್ڢ੬ࠠ

ൖᇜ፨வɓಂׂٙߏਖ਼̊fί፯̾ɓ

ෂা˖ኪࣛd˼ᙂၳʠe̻͛ࢪج

ҎዟഃΤɛᒱ್ேʊᄳཀdШ݊d˼

ᒔ݊፯̊ə۴ʗࣣהᄳ �ٙ̾ɓࢪܛʃ

ෂ�d¨՟Չ˖൚ᘆdઋ౻༻ॆ©f

ίરΙҞҁϓࣛdɦટՑߡσ֢ɻ

Ը �ٙ̾ɓഁࢪجϋБࠑ�ɓ˖dΪ

λ̙˸̾ɓࢪجෂাʕഁϋ͛ݺԫᔴ

ٙᕍνd̈ ˖Ըdவᇐܝf©ܝڝܢ

ϓމᐝ༆̾ɓഁࢪجϋ͛ٙݺ௰ࠠࠅ

ٙ༟ࣘdᄿعᅄˏf

٦ᅙࢪجίᇜ፨ਖ਼̊ٙ˖ᇃཀʕdଉଉήช

Ց̈ ᇐ˖dІϞՉत©dڦᛘ٫̈ ᛘəவ

Ԭ˖οd࿁̾ॽٙɛ͛ࡪኪd༸ᅃࡌቮdஈ˰࿒

ᗝ©d࠾Іʉٙމˏdঐׂ฿ٙ౸ࡈഃdேϞܓ

Ͼ̈ Ցೌࠢٙա͜©fவɰ͍݊˼ί�ᇜҁٙ༑�

ʕሔʿᇜ፨Ϥ̊ٙॆ͍ͦٙf

�̾ɓࢪجʬɤׂߏਖ਼̊ה�༱̾ɓࢪج྅ᗎ�ᔮɿนᅠᗎᗘe٦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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ཀ̒ϋεٙጐᘪ௪d٦ᅙࢪج˴ᇜٙ�ᙂ

ࠪ�ᕏႦୋɚɤeɚɤɓಂΥ̊dЪׂ̾ߏމɓج

ሖԕʬɤϋਖ਼dࢪ 1941ϋ 2˜ 20˚͍όΣऎ

ʫ̮̈و೯Бəf؍ɿڡ͛ί�̾ɓࢪجϋᗅ�

ʕdᛕ͜ཾြ�̾ɓࢪجෂଫה�ፗ̈ ʉ̖߇dࢪމ

ʬॣɽྪd�nn�መҔɿމΙږ��ʿ�ɘശ

ۧ༦ྡᗎ�d�ᙂࠪ�ၾ�Нኪ̒˜̊�̈ ਖ਼̊ᅅज़©

ഃԊd˸މዦژ�ᙂࠪ�̃ ߏʬॣࢪجɓ̾�و̈̊

ׂਖ਼̊�ज़൭dఱί̾ɓࢪجʬɤٙܓڋ 1939 ϋd

уʉ̖ϋ���� dᜑ್݊ʔ࿁ٙf

ί�ᙂࠪ�ୋɚɤeɚɤɓಂΥׂ̊ٙ̾ߏɓج

ׂߏ೮ə˸ɨ̊ࠅ˴ሖԕʬɤϋٙत፨ɪdࢪ

˖jࢀయ�̾ɓࢪجʘ̈�ձ�ᕿૉ౹ϼɛ�d

৷˖ᜑ�̾ɓࢪجʘ̻͛�ձ�Ңਫ਼ܰʕٙ̾ɓج

ᅂსࢹ�ೌඎྪ�dୂᘴࢪ�d̶ᗎ�݊˂ɛࢪ

༻�dࢪجɓ̾ٙی �֢̾ɓࡌٙࢪܛቮၾชʷ�d

ཬ ͵Ͼᄳ�dࢪܛɓׂ̾ߏމͩ� �̩̾ɓࢪجίͣ

ಳ�dཾಞ�͵ׂ̾ߏމɓࢪجϾᄳ�dҽٹჃ�

йૉ౹ϼɛ�dߡσ�̾ɓഁࢪجϋБࠑ�ձ٦ᅙ

ʬࢪج�ձ�̾ɓࢪٙࢪܛᘠН�e�̾ɓڀ࠾�

ɤׂߏਖ਼̊ᇜҁٙ༑�ഃf����ৰϤϾ̮dΝ̊ᒔ೯

eၞࢷeܗԭɿe৷ᄏ˨eᙑ˄ൈeݣəڌ

᎑ᏹeဧඩeҊኪѐeʗ؍ഃऎʫ̮Τٙݴ

¨ज़ᗘ©d˸ʿϪᑹeරฉeϪςᛆeπᄿe൬

ᅆ߱eЯəॽձಀᓴ۲ഃऎʫ̮Τٙݴ¨ज़་©f

ᏊیഹΤኪɛeН֢ɻၞࢷਖ਼މ�ᙂࠪ�̈

����ਖ਼ᕚज़ᗘ¨ೌඎྪ©fׂߏʬɤྪࢪجɓ̾و

ഹΤԔͶࠧնeН֢ɻeᏊیٙݼຑ˴৷ᄏ

©ί¨ೌඎྪࠅdᙂϞ̀ܝϼٙᕚᗘၞࢷՑ˨

ɪ̈̋ܝ ɽجˮ©d݊Ϟज़ྪ൚ʛj̈ ೌඎྪdɽ

eኪɛಥɽٟࠬ˴ᇜeഹΤࠧն࠰����ˮ©fج

ʗ؍ᕚᗘ˛j

弘一法師是參透人生的苦行頭陀，他的律己

精嚴，操行卓絕，確是人所難能。他的書法，融

通漢魏，歷史上必傳之作品。今年登六秩，祝頌

他長安無極，光明普照人寰。（63）

˄ൈɽࢪਖ਼٦މᅙࢪجᇜ፨ׂ̾ߏɓׂߏࢪج

ਖ਼ᕚᗘj̈ ໋ːdНܛᘌԒdʫ̮ଋdമ

ʘΪf©ԨڝԊ˛j̈ ɤɘϋίݰψʃ๋ܓࢤdಀ

ज़fމ˸ʬϚሖԕdࣣ࠽fʦࢪܛϤḿdᗍ̾ɓע

˄ൈdˍɘeɤeɤɚf©����̾ɓࢪجᅚʾݣԭɿ

ɰᕚज़ᗘʛj̈ ёᓿᙑࠒНdҢܰ৵дܠfɽඪɽೌ

fௐᗫᑽྡྷԫdҢจऊfᗴܵdહ˰ːೌޡ

᚛ᐥӂd͂૨ር༞f©���� ᗆڝ͛ᒔί་҈ݣ

˛j¨̾ɓމࢪجЯɚɤϋۃᔚʹdуҲڀɾd

ତԒႭجʘҽᒲɰdึߕ˖ٟیேϞΪᇝfෛၲ

ёہמɽฉʆdჃൺࠪႿfూᛓՉௐᗫსऎdࣣޑ

Ϥṗʘf©����Չ˼Зज़ྪᕚᗘdࣣମdးᜑ͉

Ѝdʔස݊̾މɓࢪجʬɤɽྪᕚ൚dһ݊̾މɓج

�̾ɓࢪجʬɤׂߏਖ਼̊ה�༱ܗᕚ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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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ၚۜतجࣣ˾ʬɤɽྪᘠɪəɓఙᔮସٙࢪ

ί�ᙂׂࠪ̾ߏ�ɓࢪجʬɤྪԕਖ਼ʕdɽε

ᅰׂߏ˖ே݊ஷཀɓࡈፋၲͦທٙਗɛԫԷd

䋠̾౮̾ɓٙࢪجਃɽɛࣸၾ߮ࡌБfν͵

Ⴍjܝί˖ʕ௰ࢪجˌ

總之，我們從弘師本身看起來，他那時的生

活是樸素閒靜地講律、著作、寫經，幽逸得無半

點煙火氣。倘使從白湖的天然美景看起來，真是

杜工部詩上的“天光直與水相連”中間站着一位

清瞿瘦長的梵行高僧，芒鞋藜杖。遠岸幾個僧服

少年，景仰彌堅。（67）

�ᙂࠪ�ୋɚɤeɚɤɓಂΥׂ̊̾ߏɓࢪجʬ

ɤɽྪਖ਼ה༱་˖ٙЪ٫dɽே݊ऎ̮ʫձʫ

̮ٙΤݴ৷ɻd̋ʘɽεᅰׂߏΫኳ˖ே݊Ъ٫

ፋዝԈၲٙdΪϾίࣛऎʫ̮ձʫ̮ேପ͛ə

จ່dׂߏɽٙᅂᚤfவԬ་˖ʔසՈϞ༰৷ٙܘ

ɰՈϞ༰ɽ̦ٙࣘᄆ࠽f྅ࢀయٙ�̾ɓࢪجʘ

ίსࢪج�ձ�ᕿૉ౹ϼɛ�eୂᘴٙ�̾ɓ̈

Ⴣٙ�ٹίͣಳ�eҽࢪج�eᙑ͵ˌٙ�̾ɓی

йૉϼɛ�ഃ˖dܝԸே፯ɝ 1942 ϋ̈ٙوί

ٟึɪϞࠠɽˀᚤ �ٙ̾ɓ͑ࢪجᕿ�ɓࣣʕfɪ

ᅰᇐ̋ɪ৷˖ᜑࠑ �ٙ̾ɓ̻͛ٙࢪج�ձݣԭɿeϪ

ᑹഃٙ¨ज़་©dܝԸɦ፯ɝ 1993 ϋ͟၅ܔɛ͏̈

՜ʘʕfڝΌණ�ٙࢪجɓ̾�ٙوٟ̈و

對弘一法師佛教革新思想的闡揚

̾ɓࢪجᒱ್ӚϞ྅˄ൈɽࢪԟᅵጐ܁ኬН

ࠧอ༶ਗdШ݊d˼݊ڢ੬ႩΝձϓ˄ൈɽࢪ

ٙНࠧอ༶ਗձࠧอܠซٙf 1927 ϋ 2 ˜dࣛ̏

ͽڋѓҁϓd݁҅͊ᖢdɓԬዧආڡϋ¨ਨ๘Нʘ

ᙄd˲ϞᚨཾʘႭ©dࣛίௐᗫʕٙ̾ɓࢪجʔ

̈ᗫᚐجdतՌѓʾɛ¨Яމᚐܵɧᘒd֛˚̈

ᗫ©dԨᜟծהᏝΤఊdߒܝሗԸυึሔdΤ

ఊʕʔ˶ˀНʘዧड٫fί˼ٙ။ɢᘉኬɨd๘Н

ᚨཾʘᙄ༹྾f����ʔɮd˼ɦਖ਼ࣣߧژίएϪ

҅ࠅᔖٙᔚࢪᇹʩeᔚʾЖe৵ڋeϡ

ഃd̈ՈٙНจԈdԨપᑥ˄ൈeࡠˇ

̾௮ɚމࢪ։ࡰdપਗʈЪf����

1929ϋ 10˜d̾ɓࢪجԸขیژ౷ښdᏐᒗމ

˄ൈɽࢪ˴ܵٙსیНኪ৫Νኪᅠ̈ ే౽©ႧdԨ

˓ࣣ˸ᗍfࣛٙსیНኪ৫݊ʮႩٙա˄ൈᅂᚤ

ٙࠧնڡϋཾɛʘɽ͉ᐄdίϪएɓ੭ଉաፍඛe

ɗЇΙΈഃڗϼףٙݼᏘձˀ࿁f̾ɓࢪجʔ

සމსیНኪ৫ΝኪᕚᅠႧdᒔމ˄ൈɽהࢪᄳ

�ٙɧᘒဂ�ЪϜdϓఱəڐ˾˸Ը௰Ϟจ່ �ٙɧ

�̾ɓࢪجʬɤׂߏਖ਼̊ה�༱ʗ؍ᕚ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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ᘒဂ�൚ϜٙҁߕഐΥfʔɮd˄ൈɽࢪᏐᒗމს

Нኪ৫ኪཾᑺ�ຄТॆྼ່ۜ�d̈ی ̾ɓࢪج˚

ೌගdፋᑗᛓᑺf©����݊ϋ̆d˄ൈՑݰψʃࢤ

ܓਖ਼ΝɓৎࢪجdɓΣʔఃʹ༷ٙ̾ɓ๋ܓ

๋dΝБٙᒔϞᔷுeࢤٺձᘽᅆॱ֢ɻഃf����

1932 ϋ 12 ˜ 2 ౷یટࢪج੬ౌܵ˴ࢪൈɽ˄࠽˚

ਞ̋൭ఃdၾֻۃतࢪجυИܵՊᓿᄃόd̾ɓښ

˄ൈΎϣၳdԨၾ˄ൈɽࢪe੬ౌࢪجഃɓৎΥ

ᅂवׂf����˄ൈɽࢪίՊᓿᄃόٙစᑺʕdतй၈

ᗎ¨̾ɓࢪܛίʕཾТʕ̙Ⴍ݊ܵҡୋɓfՉ༸ᅃ

ၾۜࣸމΌೌሞᗆ٫ձʔᗆ٫ɓٙߧಝdމତ˾

ʕཾТʘᅼᇍ٫dவ݊Ңͪڌࡁʔ௷ᛇٙڎ©f����

˄ൈɽࢪၾ̾ɓࢪجᒱ್ஈٙዚึʔ

εdШՇɛޟٝଉf˄ൈɽࢪ 1937 ϋဏ

ᔛଣ৫ٙɓϣစᑺʕdίሔՑجਬᗆኪ

ࣛdਖ਼ژՑ¨̾ɓۃࢪجίขژಀ࿁ҢႭj

؈ӺٙഐމਬᗆdΪجӺʔఃᛇ˸ה˼

ʥʔཀɛجɚ٤©f����˄ൈɽࢪ࿁̾ɓج

ɓٜഗʚ৷ٙ൙ᄆf˼तйᗎ౮҂˾ࢪ

ࢪܛ܁ʆ༸یၾ¨֚ܛٙމdႩࢪܛ

ମdϾ֚݊˂ၽ່dɦ˸ଋɺމᓥٙfה˸

ၽଋʘ̶Ꮩfމəd݂ၾၽଋکϤ֚ܛ

Ͼ͏˸Ըٙ̾ɓࢪجd̙މՉෛࠪf©����

ܲɓছɛٙΈd̾ɓ್݅ࢪجਫ਼ΙΈ

ჿึޟމdڷϞλٙᗫޢdၾϪएНࢪج

ϞНࠧอܠซkவࠅ̾ɓ̈ࢪجԒʿኪ

୦ëࣛٙ˾Ⴍৎf�ᙂࠪ�̈̾ɓࢪجʬɤ

�ɓ˖d̻͛ٙࢪجਖ਼̊©৷˖ᜑ�̾ɓׂߏ

ఱᆽήᙕ̾ɓࠧܝۃ̈ࢪجնܠᆓၾ༶

ਗٙᅂᚤʿՉᘠԒࠧնձԃࠧอԫุٙᅂ

ᚤfϾ̾ɓࢪجʘܝ̈˸ה˸̾౮މ֚ܛʉ

dɰ݊Ϟชʕཾڗޢಂ˸ԸΪމʔς

ҡܛϾቊ˰ɛ༖षʘ݂f����

ɰ͍݊Ϊ̾މɓࢪجႩΝ˄ൈɽٙࢪН

ࠧอܠซၾ༶ਗd˼ᒱ್ྼყԨʔٜટჯኬН

ࠧٙޢอ༶ਗdШ݊ଉաࠧնڡϋཾɛٙฌ

Ꮦf͍νଭุსیНኪ৫ٙᙑ˖ᏹהԊj

我常常確實這麼地想，而且也曾對旁

人說：“自從李叔同先生，脫了西裝，穿

上袈裟，改名為弘一之後，知識界和藝術

界如失了一枝柱石，而佛教裡卻豎起了一

座大光明幢；同時使許許多多的自命為新

學的，改好了對佛教、對僧界一向輕視的

心裡！”

我們的太虛大師有着無量數的崇拜信

徒，我相信我們的弘一律師也有着無量數的

崇拜信徒；我即是無量數中的崇拜太虛大

師，而又崇拜弘一律師的信徒之一個。許多

人都這麼說：“太虛大師，和弘一律師，的

�̾ɓࢪجʬɤׂߏਖ਼̊ה�༱˄ൈɽࢪᕚ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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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是當代的爍破群昏、智光照耀的日月！”我平常

也用日月來比方二位大師。（77）

͍݊Ϊމ˸ɪவԬΪ९d٦ᅙࢪجίᇜ፨�ᙂ

ࠪ�̈ ̾ɓࢪجʬɤׂߏਖ਼̊©dৰəׂ̾ߏɓج

Ϥዚึ̾౮Нࠧ࠾d౮˼ٙ৷ཾۜࣸdɰซࢪ

อܠซdપਗʕН̈ હહ©ʘࠧอ༶ਗٙක

ਖ਼̊ɪ¨ᄳᇐΫׂߏซί͉ࡡࢪجfΪϤd٦ᅙ࢝

ኳٙ˖οdԸׂߏഅ٫ၾ̾ɓࢪجɓԬ¦૱ν˥§ٙ

ʹઋdІટՑཬͩˢ˳ٙ˖༁Ⴍj¦Ϊ˼ٙࢪ௩

ʔኪdה˸˼ɰደəҡަə§dҢکซኯҢٙٝה

̾ɓࢪܛdࠅҬ̈˼ٙϼࢪԸdഗཬͩˢ˳l

ϾҪΫኳٙ˖οᅲࣛᏞɨԸdᜫ̾ɓࢪܛԟ ᲫӸ

ٙᖵஔʷٙᆰᅂd͑ჃήڭπίҢٙΫኳ༁f©����

٦ᅙࢪجவᅵႭdԨʔ݊ࠅഗཬͩˢ˳ױӆe

ˀ࿁ཬͩˢ˳ٙᝈᓃf˼ί˖ʕձίᇜܝႧʕʘה

˸ɓΎʿཬͩˢ˳ձཾಞٙীሞ¨ደҡަ©ٙɽ

Ъdೌ̾ࠅ݊ڢ౮НٙࠧอܠซdࠠНٙᎴ

Ԅෂ୕fίவಂ̾މɓٙࢪجज़ྪਖ਼̊ʕd٦ᅙत

йτર೯ڌəՇᇐतׂࣿٙߏ˖dɓᇐ݊ཬͩˢ

ಞٙཾ݊ۆϾᄳ�d̤ɓᇐࢪܛɓׂ̾ߏމ�ٙ˳

ˢ༰˸הϾᄳ�fவՇᇐ˖ʘࢪܛɓׂ̾ߏމ͵�

तйd݊ΪމЪ٫ʔΝՉ˼ɛ˸Ϋኳၾ̾ɓࢪج

ʘΪᇝމ˴ᕚdϾ݊˸ীሞʕෂ୕Нٙ¨ደҡ

ʬɤྪԕfࢪجԶቮ̾ɓج˸ᆽήᕚd˴މ©ˋ

ཬͩˢ˳ӚϞፋڐཀ̾ɓࢪجdШ݊˼ፋڐཀ

̾ɓࢪٙࢪجҔɰ݊̾ɓٝٙࢪجʹ̾௮ࢪجɓϋ

ࣛගdΪϤd˼ᅉ̾ɓࢪجdج˸ࠅԶቮ̾ɓج

ੰیجಀӋ݊ࠑᇝ݂fཬͩˢ˳ІࡈவމdɰΪࢪ

ऎᏵږdίԟ༁ᄳཀ�ደަ༴ଫ�ɓ˖dಀඉ

ഗขیژ౷ښυΙБf˼ᄳவᇐׂߏ˖ࣛdʊ

ΫಳیՇࡈε˜ədᙂ̈ ደҡަ©ɓԫఱԑԈʕ

Нٙεᓉ؍Ԩʔ݊ԱւБٙdவɰ݊ʕ

НসໝٙɓࡡٙࠅࠠࡈΪf˼ϓҽᆋഃኪ٫

ٙᝈᓃd࿁ݴБٙɓԬН୦࿕ආБዝ̦ٙϽ፫d

ғՉॆ৽f˼ᙂʕНڗಂݴБٙ¨ደҡˋ©

ఱ݊ɓ၇ՊۨٙΚޟɽٙ৽НՓf����

ཾಞ݊ཬͩˢ˳ˀ࿁̈ ደҡަ©ٙ ΫᏐ٫ձ˕ܵ

٫d˼݊ᛘəཬͩʘ˖ܝϞชϾ೯dᅠ˖ͪڌɢ

ٙ˕ܵԨᗴ˸ϤীሞԸԶቮ̾ɓࢪجʬɤɽྪj

�̾ɓࢪجʬɤׂߏਖ਼̊ה�༱ݣԭɿᕚ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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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今闢燃頂之謬，非同強詞奪理，

別具肝腸，實感學佛修善，首重心地光

明，形式糜羈，皆其末諦。況燃頂燒疤，

事極慘酷，於情理亦殊不合。蓋人當少年

發育時期，腦門忽遭此嚴重摧殘，損害神

經，實畢生致命之打擊。余十歲無知，即

受頑僧強制，硬對頂門燒成十二大疤，至

今神經受傷，障礙用功研讀，實為被害犧

牲者之一！（⋯⋯）況維摩華嚴等諸大乘

經，皆言諸供養中法供為最，即修學佛

法，宣揚佛法，即契佛心，為真供養，身

供身施皆在其次，何捨本而逐末？若謂身

出家而心不出家，強以燒疤標記以糜羈

之，鄙陋之見，徒令人發噱而已！故余今讀

頑石比丘之文，亦為點頭，且重有感觸，特

乘紀念弘公律師之便，寫奉《覺音》為告來

哲，並質諸公律師，未審能作何種棒喝，為

我下一轉語？！（80）

Չྼd٦ᅙࢪجίׂ̾ߏɓࢪجʬॣਖ਼̊

ʕतй̊༱ཬͩˢ˳ձཾಞɓਨɓձٙ˖d

ɢήףᏘʕෂ୕Нʕٙ̈ ደҡަ©ʘࠣ

୦dОྒྷʔˀ݈ə٦ᅙ͉ࢪجɛٙ˕ܵၾᗎሧ

ٙͭఙk͍ν٦ᅙࢪجίᇜܝႧʕהႭj

就是頑石比丘與僧殘法師的兩篇，也是

標明“為紀念弘公而寫的”；他們乘這紀念因緣，

把鋼筆尖瞄準了一位律師，射出一個關於教制改良

的問題，那已涉及理論上的探討了。各位讀者看了

如有不同的感想，不妨根據聖言學理來辯論，切忌

用流俗知見，亂散讕言，以免中傷他人。（81）

Չྼd٦ᅙࢪجΣཬͩˢ˳ձཾಞ̈ ̣ؐ©dԨ

ʔ݊ॆࠅҭ൙̾ɓࢪٙࣛ̈ࢪج௩dϾ݊ࠅᙕ

ॆ͍ᅂᚤ̾ɓאࢪج࿁̾ɓࢪجପ͛ࠠࠅᅂᚤٙd

ʔ݊йɛdϾ݊ʘყٙᖷूɽࢪf����ᖷूɽࢪ

ٝ˚��Ըᛘəܝኪ٫dሡНᑸНٙኊࡈɓ݊ࡡ

�ҏ�ձ�϶ᎇഅ�dɽաชਗdႫʔᑸНdҪ

fШ݊d˼ኊɝދ༴НᑸНٙ˖ο˹ʘɓۃ˸

НdԨʔ݊ҁΌႩΝତྼʕݴБٙНҖόd˼һ

݊ϞชତБٙНҖόٙসϾ͛ৎҭкeࠧอ

ʘׂfΪϤd˼ί�ɞʔ༸ɛІෂ�ʕႭ༸j̈ ̚٫

ϞኊϞᐥϞܛϞd༸ɛ݅ᗕ್ʔiʦ͵ϞኊϞ

ᐥϞܛϞd༸ɛ͵’್ʔ࢜j݂Τɞʔɰf©வ

၇ᅺᜑ್Ϟࠧ̚וʦʘқd͍ν٦ᅙהࢪجႭj

（⋯⋯）出家後看到了佛教的內部一班“老疲

參”與“哩啦腔”的腐化情形，他怪起來了，　  其

�̾ɓࢪجʬɤׂߏਖ਼̊ה�༱Ҋኪѐᕚ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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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一點也不怪，一面自己以身作則，操行堅貞，

一面又發表了許多改革積弊，建設佛教的新理論。

他的著述共有四拾多種，二百多卷，祇要是看過他

那部數拾厚冊的靈峰宗論，就可以知道他曾對惡劣

環境作殊死戰，是佛教革命的先導，也是唐代以後

道德學問俱臻到最高峰的一位善知識。（83）

Ңࡁν؈٦ᅙࢪجᗎሧᖷूɽٙࢪ༑dԸˀ

ᝈɪࠑཬͩˢ˳ձཾಞ࿁ʕཾޢ¨ደҡަ©ٙҭ

൙dʔᗭซԈ˼ٙܠซdྼყɪ݊Νཬͩˢ˳ձ

ཾಞٙdШ˼Ԩʔϓཬͩˢ˳ձཾಞהમ՟ٙ˙

όfر˲d٦ᅙࢪج࿁ᖷूɽٙࢪʧୗၾᗎሧd݊

މ̈ࢪᖷूɽ˸əႭމ ࢪ©ձᅵٙ̾ɓٙࢪج

৷ᅃᛄБd݊ซʘყٙНႭՑࣛʕН

fה˸˼Ⴍj

（⋯⋯）我們現在把中國佛教的現狀，去和

明季衰頹的情形來對照一番，那麼就知說藕益大

師怪，其實是一點也沒有怪，他的作風，祇是要

轉移當時佛教的風氣，和表露佛教的真面目而

已。況他雖然是退休了那種偽戒，他仍是做一個

自己如法修持的佛教徒。他奉蓮池大師為“先

師”，自稱是蓮池的私淑弟子。今弘一律師奉藕

益大師為“先師”，無疑的，他是藕益大師的私

淑弟子了。他也應該已於佛前自行退戒而重新受

戒了（據他的神交芝峰法師說，他確曾做過這番

工作，是否待考。）那麼，受戒的如法和不如

法，又豈頭頂的幾個香疤所能輕重？然而藕益大

師是大聲呼疾，不可一世，為甚麼弘一大師不步

他的芳踵，而無聲無臭地孑然獨行呢？如果頑石

比丘這樣問我，我可以答道：這正是弘一法師的

好處！不論老派新派，新僧舊僧，（⋯⋯）聽到

他的名字，肅然起敬，見到他的風儀，歡喜贊

歎，不然，頑石比丘那樣，雖滿腹經綸，曾榮為

錫蘭留學團長，但要大聲呼疾，要發表“燒疤闢

略”，回到中國不但沒有人慷慨供養，連適宜修

學著述的地方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更談不上人家

來歡迎你赴宴了。但弘師所以如此，我想應是他

出家動機與常人不同，他是“參透人生，飄然出

世”，那末他縱使發現到佛教中應改革的弊端，

他決不大聲呼疾，他或者祇有感慨，祇有緘默，

祇有藏拙，祇有“慚愧”（見兩法師），祇有用自

己堅苦卓絕的行動來爭取別人的同情，來暗示着

感化的警覺！（84）

ᖷूוːͦʕdІᙂᘱٙࢪجᜑ್dί٦ᅙܘ

ɽ̾ٙࢪɓࢪجdԨʔ݊࿁ᖷू͵Ӊ͵ᒈٙfίࣔ

ሊНͭٙجఙɪd̾ɓࢪجમ՟˸ԒЪۆdชʷ

�͛ཾ�ٙ ˙όdϾʔ݊྅ᖷूɽࢪԟᅵ̈ ৗəԟ၇

৽ҡ©ٙሖЪجfவɰ͍݊˼ʘה˸ϓཬͩˢ

˳࿁̈ ደҡަ©ٙ ҭ൙Ͼʔிϓཬͩˢ˳ה˴ੵٙ˙

όٙࠠࠅΪ९dה˸˼Ⴍj

近年來，弘一法師專在從事編著南山律學叢

書，他雖編律持律，他自己並沒有稱律師，稱法

師，稱大師，或稱禪師，那都是別人在多事！藕益

大師曾說：“方受戒，志為律師矣；方聽經，志為

法師矣；記參禪，志為宗師矣。不為律師、法師、

宗師，無所用其受戒，聽教，參禪也！猶應院不為

賏施，無用經懺；俗儒不為作宦，無用舉業；娼優

隸卒不為利，無用眩色俳演，承迎趨走也。雖然，

以世虛圖利，事雖卑無大過也。讀書規富貴，得罪

宣尼矣；佛法博法名，玷污正教矣！”好了，這算

是紀念弘一法師，也算是就教頑石比丘，想我友頑

石比丘看到，必為我遠發一噱吧？（85）

ЇϤdҢࡁʔᗭ೯ତd٦ᅙࢪجᗎሧ̾ɓࢪج

ٙНࠧอၚग़dһεٙ݊ᗎሧ̾ɓࢪجঐ০࿁

¨Ꮠࠧٙ࿌၌©d¨͜Іʉ߮ՙഒٙБਗԸن՟й

ɛٙΝઋ©dમ՟ˢ༰ձٙ˙όԸᅂᚤཾޢձН

ޢʿٟึf

弘一法師與港澳佛學論爭

1941 ϋዦژН˖ʷޢલৎəɓఙᗫɽʃ࠱

Պʕ݊щϞჀൖɾٙԊሞٙীሞd̾ɓࢪ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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வఙНኪɾᝈׂٙীሞdഗʚəጐٙᗫːၾܸ

ኬfԫઋٙৎΪ݊வᅵٙj٦ᅙࢪجίዦ̌ژᅃ؍

¨НኪӺफ©ᑺબ�༆ଉ�ࣛdफɪٙɾኪ

࿁��ʕ̈ࡁࡰ ɾฮࢮd݂݊މܛɾɛႭجཀ

ʞʬႧd͕تඅ©ٙ༑ͪڌʔଣ༆dႩމவʱ

ʔ݊ൖɾ ̙݊Нࠦ݊ج࿁הϞɛٙdԨڢӲ

ɾϞйdவɦνО༆ᙑճ 

ၾϤΝࣛdഹΤኪ٫ܭ͛ί࠰ಥɽኪ

Ъəɓϣʮකစᑺdᕚͦ݊˖ߵબࣛd͜ࢭ܄

͛ࣛίʫ̮ՈܭၾН©f����˂ۆ؛¨

Ϟਫ਼৷ٙኪஔᑊૐd˼Ըಥɽᑺစձબሙd࿁࠰

ಥኪஔ˖ʷޢԸႭІ್݊ɽԫdΪϾ�ɽࠬ�̃ ̊

ୋɘɤɖಂਖ਼ژ೯ڌəΤᗈ௱Έٙ�̦ኪᛆ۾

ܭ�ɓ˖dସᗎ̦ٙܭኪϓఱdႩމܭ

۾ቇٙᛆߡdʊ՟˾əεϋԸ۾ኪஔᛆٙͭܔה

ήЗfᗈ˖ʕᒔतйˏ͜əܭ͛ၾՉߵ˖ᑺ

စʫ࢙ҁΌΝ ၾН�ɓ˖d˸Ⴍ⭦؛ٙ�

͛ί༈˖ʕܭኪf̦͛νОၚܭ

Ցj

考佛原始教義本亦輕賤女身，女大愛道比丘

尼經下列舉女人之八十四態，即其例。後來演變

漸易初旨，末流至於大乘急進派之經典，其中乃

有以女身受託為轉輪聖王成佛教義，此誠所謂非

常異義可怪之論也。

ίዦژН̌ᅃ؍ኪНٙϪʘറɾ֢ɻՑᗈ

͛ʘሞd¨͊еܭdხᙂܝˤᝈᓃˏה˖

ϞԬཀə©����d݊ఱϤਪᕚሗ٦ᅙࢪجf٦

ᅙࢪجЪމࣛዦژН˖ʷڌ˾ࠅ˴ٙޢd࿁

̚˾НՊᔟʕ݊щϞჀൖɾਪᕚٙԊሞd݊א

νОଣ༆Չʕ̈הତٙჀൖɾٙሞࠑdʔঐʔڌ

НႭdШዝ̦ٙމΝج࠱Іʉٙᝈᓃjɽʃ

ԉܓᝈ࿀dНίΙࡡܓϞɧࣛࡈಂdуʃ࠱Н

ಂeɽ࠱Нಂձ࠱НಂdیෂНکϞה

ፗ̈ ɽڢ࠱НႭ©dܭબႩމɽ࠱Պν�ɽ

ථ�̈ ˸ɾԒաৄމᔷቃ໋ˮ©່ٙڢ¨މ੬ମ

dɽ฿݊աə�̈©່̙ ɽڢ࠱НႭ©ٙᅂᚤf����

٦ᅙࢪجᒔਖ਼̘ژՌሗჃίს̾ٙیɓج

ᄳ܄ʊʬɤɚ๋৷ᙧd¨Ԉࢪجfࣛd̾ɓࢪ

οdЇމᐿώ©����dϾ˲Ԓ˞Գ����f್Ͼd̾

ɓࢪجʥౕҞήટաə٦ᅙٙࢪجሗӋdፋІᔧə

ɓڦڗ܆ഗ٦ᅙࢪجf̾ɓࢪجίഗ٦ᅙٙࢪجΫ

Ռʕd༰༉ήႭəНܛʘග˸ʿɽʃ࠱

ՊʘගᗫɾਪᕚᝈᓃʘମٙࡡΪdԨܸə

νО͍ᆽഃዝ̦ɪʔΝࣛಂНɾᝈׂମٙ

ਿ͉ۆࡡձ˙جf

̾ɓࢪجίڦʕႭdఱܛϾԊdίϞ౽Ӳɿ

d߰ۃཀʞʬႧႭjʔ͕fʔίϞ౽Ӳɿdɾۃ

ɾሗਪ٫dᏐഈᏐႭjʔ͕fॆፍɧᔛٙɧ၇༆ᙑ

ʕୋɧ༆Ⴉ̈މ ɾฮࢮd݂݊ܛʛʛ©dϤၾܛ˖

ʔΝd݊ҡᇝৎΪၾɾԒႧႭج೯͛ဲϾՓdΪ

�̾ɓࢪجʬɤׂߏਖ਼̊ה�༱ဧ͢ᕚ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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ϾӚϞႭ¨ฮࢮ©Շοf˼੶ሜܸ̈j¨Ⴍج൮ᝈ

ዚdʔ̙إfމɾႭ̙ࣛج˸ʔ͜ୋɧ༆d

Нɽɚ༆ʕdՉ۰ዚ٫͜ʘ̙Ѐf©����ᗫۃ

ʃ࠱Պʕ݊щϞჀൖɾٙԊႭd̾ɓࢪجίᔧ

jމʕႩڦ

大小乘佛典中，雖有似輕女性之說，此乃佛

指其時印度之女性而言，現代之女眾不應於此解

懷。（⋯⋯）又佛之所以出此語者，實於大慈悲

心，以誠誨勖勵，冀其改過遷善，決無絲毫輕賤

之心也。（92）

ආϾ˼ɦܸ̈j

大小乘佛典中，記述女人之勝行聖跡甚多，

如證初二三四果，發無上道心，乃至華弄女成

佛，華嚴善財所參善知識中亦有示現女身者，惟

冀仁者暇對，遍採《大藏經》中此等事蹟，匯輯

一編，以被當代上流女眾之機，則閱者必生大歡

喜，欣欣向榮，寧復輕生疑謗乎？佛典中常有互

相歧異之處，人每疑其佛意，何以自相矛盾?寧

知此乃各被一機，不須會合，無足疑也。（93）

̾ɓࢪجᗫНɾٙᝈׂεϞሞࠑd˼ᒔ

ಀεϣމსیήਜٙНɾྠࡌစᑺdᙕ౮

Нٙɾᝈׂf 1933 ϋֵd̾ɓࢪجՑ˜ၽᎇః

НɖึجdաᒗݰމψБɾᑺ୦ึᏝ֛ۆd

ԨᅠϞ�Бڦɾ୦ึۆԨҏ�fί༈˖ʕd

˼Нᙑࠒϳ̵НՓ֛ٙɞห̈ج೯d࿁სیН

ɾٙତر೯ڌəІʉٙجj

南閩無比丘尼，常人謂為憾事。寧知是固非

佛意也。律謂女人出家，佛本不許。以若度者，

正當減半。其後便自剃髮，阿難尊者三請。佛依

“八敬法”，乃許出家。像季以還，尼行“八敬

法”者殆所罕聞。乖違律制，摧壞大法。南閩無

比丘尼，非憾事也。（94）

ίࣛٙსیձၽᝄήਜd༰౷ཁπί䋠ᓈੀ

ձᓈٙତfவԬᓈdே݊ɓԬཀ䋠ᔊዎe

९ձٙݺ͛ࡌɾdμࡁ੭ቻࡌБdςࠊ

ືe९ዎձ᎑dஷ੬༰ݴБٙН̵һՈࡌ

तЍdʔΝН̵ٙᜑᅺႦdఱ݊μႅ݊ࡁ

ቻٙfμٙࡁԸ๕d٫݊אςࠊɾd٫݊אςື

ɾdאዹІࡌdאഐМࡌdɰϞࢯࢪՓdஷ੬

༸אНʔ᙮ࡁ༟ԶቮdɰϞІቮfμ̈ࢬ͟

dШ࿁Нא༸eኊٙฉేࡐଣϞڦהf

ΪϤd̾ɓࢪجႭj

南閩女眾習佛法者，恆受三歸五戒，為清信

女。亦有並斷正淫者，別居精舍，有如僧寺，俗

云菜堂，稱女眾曰菜姑。其貞節苦行，精勤課

誦，視比丘尼殆有過之。報缺陷者，佛法大綱罕

能洞解，文字智識猶有未足義耳。（95）

˸ɪ̙˸Ցd̾ɓٙࢪجНɾᝈׂd

ᒔ݊˸НՓ̈ࠅ˴ ɞหމ©جʕːٙfШ݊dவԨʔ

จբ䋠˼˴ੵНٙژӲɾʔ̻ഃd݊߂˴ੵᏐ͍

ᆽႩᗆНՓd͍ᆽ࿁ܙНՓd݅ʔঐɓբήщ֛Н

ՓdɰࠅΪᏐࣛ˾ٙᜊʷdࣛ˾Ըଣ༆ձ࿁ܙ

ɾਪᕚf

̾ɓࢪجᒱ್ӚϞፋІՑዦژਞ̋வఙНኪী

ሞdШ݊dவ܆ʫ࢙ജྼeᝈᓃᒻeႭଣீ࿏

ٙΫڦʕd̙˸ڢ݊˼̈੬ᗫːவఙীሞٙf͍

νϪʘറɾ֢ɻהႭd̾ɓٙࢪجவ܆ᔧڦd¨࿁

ٙࢪجՌਪ൚dఱ̙ႭҁΌ༆ഈəf©����̾ɓۃ

வ܆ΫڦdྼყɪމዦژН˖ʷٙޢவఙীሞྌ

ɪəɓࡈတ̩ٙf̴݅ᅺႦ䋠̬ɤϋ˾ڋዦژ

Н˖ʷޢᗫНኪɾਪᕚٙীሞတഐҼdɰ

ᅺႦ䋠͏ڋϋ˸ԸНࠧอଣሞʕٙɾᝈׂ͍

ԐΣϓᆞf

結　語

̾ɓڐ݊ࢪج˾ʕНژʕί˖ʷᖵஔޢϞܘ

ɽᅂᚤٙɓ˾௫̈৷ཾd་eࣣee˖ʿНኪ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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ቮdே݊Нޢձ˖ʷޢʔ̙εٙfί̾ɓࢪج

ʘܝdᒱ್ɰପ͛ཀεЗεʑεᖵeᅃ৷ૐࠠٙ৷

ཾɽᅃdШ݊d٦ᅙ݊ဲೌࢪجՉʕ௰௫̈ٙɛي

ʘɓf͍νڐɛ͑ੰהႭj

竺公深入藏經，智慧如海，又好與諸群彥交

往，為雲中白鶴，天半朱霞，水乳交融，以文會

友，故其說法講經，深富文藝氣息與幽默風格，此

則曾讀其所著地藏、維摩解與篆香室集者，無不知

之，其町畦獨闢，別饒蹊徑，固與時師異，而其感

人肺腑也則深。昔如來說法恆順眾生，如竺公者固

看透其中三昧者矣。曩者弘一法師雄文而以詩書畫

為接眾之方便法，今能繼其緒者，捨竺公其誰歟？

由是可知其饒益眾生，尤具龍象之大力焉。（97）

٦ᅙࢪج࿁̾ɓࢪجɓٜ̂တਫ਼หձᅉʘ

ઋf˼ԸՑዦܝج̾ژd˸̾ɓމࢪجᅵd

ԨεϣՑ̾ɓܸٙࢪجኬfҤࣛಂᇜ፨̈و

�ᙂࠪ�ᕏႦ¨̾ɓࢪجʬɤׂߏਖ਼̊©d݊˼ਫ਼ห

ձ̾౮̾ɓࢪجʘၚग़ٙණʕତd݅࢝ତə̾ɓ

ᅂࠅНːБٙਃɽۜሯʿՉίऎʫ̮ٙࠠࢪج

ᚤdɰ࢝ତə٦ᅙࢪجίҤࣛಂٙಥዦήਜ̾౮

̾ɓࢪجၚग़ࠬᇍٙԄ߮͜ːdމҤࣛಂಥዦή

ਜٙᄿɽНഛڦձفරɿԶəՉᘒ൮ٙ͏

ૄၚग़ৌబdһ࢝ତə٦ᅙ͉ࢪجɛહહٙਃ

ɽۜሯf

�̾ɓࢪجʬɤׂߏਖ਼̊ה�༱�̾ɓࢪجࢤٺߧࢪ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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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竺摩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ɛගНೌဲ݊͏ڋ˄ൈɽࢪ̈Нࠧնɧ

ɽ˴ੵ˸ԸʕН೯ݴ˴ٙ࢝ᒈැfί 1934 ϋڋ

�ऎᆓࠪ�̈ٙو̈ ɛගНਖ਼©ɪd˄ൈɽࢪఱ

ഹ˖ᆽήܸ̈j¨ɛගНٙจܠd݊ڌԨڢ

ɛᕎකɛᗳ̘ਂग़ਂ৺d̈ޫאՑυ৫ʆ؍༁

̘ਂձ֠ٙНdɗ݊˸Нٙ༸ଣԸҷԄٟึd

ԴɛᗳආӉdҪ˰ޢҷഛٙНf©����வႭɛග

Нٙࣨː݊˸НԸҷԄٟึeҷഛ˰ޢdϾ

ԴɛᗳආӉfҤ˚نᖑ೯ܝd˄ൈɽࢪʔසଟ

Σ˚͉Нࢯ೯̈ˀ࿁˚͉ࠏ˴່ٙխᑊdᒔጐ

ଡ଼ᔌیԭҤ܁ෂྠ౧ᚣ˚͉ࠏ˴່ٙໆБdن՟

ʕҤٙყ˕ܵdԨჯኬձ೯ਗəΌٙฌ

ฌeҤહٙНอ༶ਗd̂΅ͪ࢝əତ˾ɛග

Нٙ۰ଣ۰ዚၚग़fҤࣛಂԒஈಥዦٙ٦ᅙج

ᅂᚤၾ˕ܵɨdɰІᙂ೯౨ɛගНٙࢪdί˄ൈɽࢪ

ٙ۰ଣ۰ዚၚग़dɽɢོਗಥዦήਜձऎʫ̮ٙН

ࢯጐ˕ܵҤdίҤહʕྼତНٙూጳf

人間佛教與抗戰救國

٦ᅙࢪج 1938 ϋʫήԸಥዦd௰ڌ˾݊ڋН

ޢίಥዦήਜᘪણ༟ږ˸હᗭ͏dܝΪಥዦή

ਜНഛٙڦε˙ᏒӋd̋ʘʫήձಥዦҖැె

ʷdʔʔထवዦژdҪ˴ࠅၚɢ׳ίəᑺձ

፬Н̊ഃ̾جԫุɪࠦfШ݊d˚͉ࠏ˴່ٙକ

˦Դ˼ٙܠඊʘઋᐼ݊ᗭ˸ҵՓd˼ίዦژಀᕚᄳ

əɓੵࠦࣂʛj¨Ϫʆλdڠ੭ಃฯfͣ˥ჀЋ

ОஈغkΈࠬᛢ˜Ңܠᓥdڀ͍ԱԱf©�����˼Ҫ

வ�ૐϪܠٙ�یඊϜ̊೮ί�ᙂࠪ�ᕏႦɪdΝ

ࣛᒔ̊೮əΤ¨̻ࠬ©̤̮ٙՇ�ᕿϪی�་j

江南三月正宜人，綠水青山一色新；

舊地何時重眺賞？隋堤楊柳白門春。

夢中鄉國繁華影，胡馬縱橫更不堪！

萬里江山何所似？春來幾度憶江南。（100）

வྼყɪˀ݈ə٦ᅙࢪجࣛٙːᑊf࿁݂ඊ

ٙଉʲׂܠdһዧ೯ə˼ٙฌઋᕿdԴ˼һٜટ

ήชաՑˀҤجГ˴່݊ࣛ˾ٙ௰੶ࠪf

٦ᅙࢪجԸಥዦʔɮdఱϞਜٙʾɛ܁މ

ෂҤહeڮආɽႩᗆ͏ૄ༆ॆٙ׳ଣdਖ਼ژ

ᇜ፨ə�Аڀኣజ�d੬ᄳڦΣ٦ᅙࢪج॰࠰ࠅಥ

ٙɓԬజЪ̂ྼٙҿࣘfϞɓϣd٦ᅙࢪجՑ

�˂ɨజ�೮༱əɓૢऊࢹdᅺᕚ݊¨ဵӮٙᚖގ

ɨjᚆψࡥ˾Τۀ౷υ์া©d༈া༱ʛjᚆ

ψٙ౷υࡡΤɽНυdࡥܔ˾d̬ኣʗڡഒ

ѶdԨϞوᔛɓᔛᔛტi˙ɩࢻௐᛘ

ᔛϞϋdᅃ৷ૐࠠdΤၲ༽ᔹf̙݊dݔ˚˚͉

ᅁd์ގdΣυ৫ҳɨ߿ໍ್߉˴່ٙዚ

ཾɳf٦ᅙࢪجᛘܝމቤᜓj

讀了這段記載，對日本這種毫無理性的野蠻

行為，誰不痛心？又在藏經閣全部被毀的那張圖

像的說明中尚有“悟明方丈及全寺僧眾亦於此殉

難”。日本自發動侵略戰爭以來，炸佛寺、毀佛

像、屠殺非戰鬥員，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已是有

目共見、有耳共聞，所以我現在感到要寫的，不

是他們的殘忍行為，而是他們信仰佛教卻又侮辱

佛教的一種恥辱！（101）

ί٦ᅙԸd˚͉݊ɓࡈНd̙͍݊݊வࡈ

Нᅂᚤٙл͜Н೯ਗəࠏ˴່نdڧ

ଫйձՉ̴͏ૄfྼყɪd˚͉Нཀҷࠧܝ

ʊߠᕎəᙑࠒϳ̵Нᆠฌձ̻֚ٙϙj

日本的佛教，自經真宗教徒的改造，在佛教

的本質上，已起了種種的變相，而失其真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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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可以說：日本佛教的復興與弘盛，其功固由

真宗教徒，而其因變相失卻真義，真宗教徒，亦何

能卸其咎？近年來他們更因囿於國家觀念，想把佛

教去迎合政府，不惜用種種方法來歪曲佛理，如最

有名的佛教學者高楠氏，在他寫〈佛教的和平主

義〉一文中，居然也為侵略者張目，來歪曲了佛教

的和平真理，況乎智識見地在其下者。至於戰士背

護身符，飛機師帶佛像，妄冀神佛 來為虎作倀，來

保障他們的殺人行為，更可見他們的信神信佛，全

是一種愚民政策，離開佛教的真意和本旨更遠了。

我常想，無論何種宗教，其親善的動機和立教的精

神，大多是善良純正給予人類利益的，及其為人利

用失去本真面目，那就應該用另一種眼光去看待才

對。所以，如果日本的佛教現在也走上這種蹊徑，

我們倒很希望他在明治初期的毀佛排釋的風潮中隨

之絕滅，以免今日背教違理，偽似亂真，委屈了釋

迦牟尼，使教徒們蒙上了許多恥辱！（102）

�ᙂࠪ�ᕏوટ˓˴ܵᇜ፨ձ̈ࢪجԸd٦ᅙܝ

ႦdҪˀ݈Ҥอࣛ˾ٙ௰൨ڐତྼ͛ٙݺʫ࢙Ъ

ૄɛ͏d͍ஈޢ˰ᅺfࣛٙʕձͦࠅ˴Չމ

ίˀ࿁ᅃeจe˚جГ˴່௰ࠗʲe௰ၡੵٙࣛ

˾dϾ࿁فරɿԸႭdࠦۃᑗ௰ၡࠗٙ

ਕdఱ݊ྠഐɓߧdҤᏘ˚͉جГ˴່٫࿁ʕ

ɛ͏ٙଜӮආҸdྼତ͏ૄٙዹͭձٙձ̻f

ΪϤd٦ᅙࢪج˴ᇜ�ᙂࠪ�ᕏႦdܘᆽήҪ܁ෂ

ձོਗ˸υཾٙڌ˾މНޢኧৎҤᏘ˚ٙฌ

ฌၚग़Ъࠅ˴މʫ࢙fவɰ �݊ᙂࠪ�ᕏႦቋԸዦ

तЍfٙତ̈Ըٙ௰ᒻڌהܝژ

�ᙂࠪ�ᕏႦୋɤɧಂৎ͟٦ᅙࢪجɓɛዹͭ

ίዦژᇜ፨̈وձ೯Бdఱίவɓಂ �ٙᙂࠪࠦ܆�

ɪdᆽήΙ䋠¨ϳ̵НႭjҢʔɝήဪdምɝή

ဪk̵͛Ⴍjʉהʔ૧dʶ݄ɛf©Ϥʊڌ

˴ࢪج٦ᅙ �ܵᙂࠪה�ᅺٙฌฌeહ˰હ

͏ٙᒻͭఙfίவɓಂ �ٙᙂࠪ�ɪd̊೮ə˄ൈ

�ყԫᜊሜၾɛᗳːଣҷி�eঙٙٙࢪج

�˄ൈНྠஞ͚ήা�eɿᐥٙ�ᛓ৫ڗစᑺܝ

ٙชซ�ഃ܁ෂҤહܠซٙ˖fϤ̮dᒔί

¨͉ٟ©ᇜᄳٙ¨ࠪ۾ऊࢹ©ᙷͦʕdజኬə˄ൈج

ෂҤٙНყஞਪྠٙ௰อ܁ԭیࠌଡ଼ᔌٙࢪ

ਗ࿒d˸ʿࠠᅅฉථυଡ଼ᔌཾگહᚐඟਞ̋Ҥٙ

ϞᗫઋرfவԬʫה࢙ˀ݈ٙdே݊ࣛʕН

ઋྼ౻fॆٙضۃҤฌ௰ޢ

ίၡટ䋠 �ٙᙂࠪ�ୋɤ̬ಂɪdʔස̊೮Ϟ࠰

ಥᘒࢪج࠱ �ٙʦٙܝНج�e̶࣭؍ᗎࢪج �֚ٙ

ၾ͏ૄ�eࠠᅅ˄ൈࢪج �ٙʉ̖˚া�ձɪऎ

̈�ٙ�ࢤٺ�ɢމ Ңٙࡁப݊ίҷி˰ޢ©�ഃ܁

ෂฌฌٙЪ̮ۜdᒔतй̊೮əࠠᅅ�ਠਕ˚

జ�া٫เᅆࠊᅠᄳ Ҕɿ�dਖ਼ࠒಷᒋ˦ٙᙑࠌٙ�

હᚐඟٙԫᔴf٦ᅙگజኬࠠᅅɿʆฉථυཾژ

ܠٙዧ೯͏ૄ֚˸ᗫࢪج੬ؚሧ̶ᗎڢࢪج

ซd৷ܓ൙ᄆ̶ᗎࢪجί�֚ၾ͏ૄ�ɓ˖ʕה

ᙕٙࠑ¨͉֚͜Ոٙኑո͏ૄٙɢඎd˸̋੶Ό

͏ٙ͏ૄІڦɢ©ٙᝈᓃf

ί�ᙂࠪ�ୋɤʞಂɪdɓ̊༱əɤ̬ᇐ˴ࠅ

˖dՉʕజኬձ܁ෂʫήυཾޢ˕ܵձਞ̋Ҥહ

ٙ˖ЦഒɽεᅰdՉʕ˴ࠅϞ˄ൈٙࢪج�Ύѓ

˚͉ɧɷНࢯ�ձ�Нၾყˀڧଫ�eే౽ٙ

�Нҡ૨ʘॆ່�e˙Ϝٙ�˄ൈࢪجၾНஞਪ

ྠ�e̶ᗎٙ�ֆԐխɓϋ�eঙٙ�াൈɽ

ൈڎહᚐඟᛇگʔᓥٙ�ཾߡၾ̵Ⴚኁˤሔ༑�eࢪ

ʮɽึ�ഃ˖fίϤܝ�ᙂࠪ�ٙ ಂʕd٦ᅙࢪجே

း̙ঐεήτરజኬձ܁ෂʫήυཾҤહٙ˖ᇃf

ஹ༱�ᙂࠪ�ୋɤʞeɤʬಂɪ̶ᗎࢪجʧୗ

ҤહᚐඟԫᔴࢯᏋНی �ٙֆԐխɓϋ�d

Όࠦʧୗə̶ᗎࢪجഃהჯኬٙیᏋНڡϋυཾ

ϋહྠdίҤ˚હɳ༶ਗʕٙڡଡ଼ᔌٙНཾה

ϋυཾٙฌฌڡᏋی࿁ࢪجԫᔴd٦ᅙۇߵ

Бਗڢ੬ಝԽdԨί�ᇜܝᕏ༑�ʕႭj

巨贊法師的〈奔走呼號一整年〉，報告他過

去一年中和一班僧青年在後方做宣傳救傷工作的

經過。戰事發生以來，我佛徒為“慈悲救世”的

職責所驅使，雖組織過許多救傷的團體，而當以

這個佛青工作團較活潑生動，能代表此時期中一

部分前進的佛教青年的思想。（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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ʔසνϤd٦ᅙࢪجᒔਖ਼ژ೯ڌ˖dఱҤ

ಂගฌฌٙНࢯeˈՉ݊̈υཾᏐጐ

ҳԒҤહٙ¨ཾહ©ԫุٙਪᕚd೯ڌəІʉ

ፗНdఱ݊Нʷٙԃdவהdމf˼Ⴉجٙ

၇Нʷٙԃdɓ˙ࠦᏐ݊ฉేձ̻eമᔜЭ

ٙชʷԃd̤ɓ˙ࠦ݊ۆɽඪೌޡeٙͦܟږ

ձ̻dΪϾdН͉֚ٙ࣬ϙίଛԃf͟۾

Нښᗫฉే່ٙdՑʔ፲ቱɢٙࡇձ೯

౮dϾɽඪ۾ଛٙԃdࠥږᚭٙ৸ن˴

່dֻֻϓމฉే່ٙੱڝfவྼყɪ݊ɓ၇ᘌ

ࠠٙࢨd૩ೌဲਪήცࠅһ͍ཀԸdˈՉ݊ίவ

ᅵٙҤહɳٙࣛ˾dᄿɽНࢯeतй݊υཾ

ၚٙͦܟږଛe۾dᏐ೯౮Нʷԃٙɽඪࡁ

ग़Ըf

˼ᒔႭd࠽ؚఃٙ݊dІҤ˸Ըdί̻

˚૩ೌ͛ंeݗᐥνΏٙཾگʕdɰΪމ˦ٙ

ᅂᚤϾˏ೯̈ν˦νஅٙᆠઋdНʷԃٙܟږ

ͦٙၚग़dЧ˷ూݺəৎԸfૼလҤ˚نዧड

ʘʕdڠᅁ؍હᚐඟ̈ତίگකࣛdɪऎٙཾ࢝

ኧʔᚥԒήวહəεաᗭٙΝߤd¨௹Όလజ

ॷdᘩ၈ۇߵdɪН̦ࣘʕΈٙБf©

ᎇܝdίГτe̬ʇeಳیձᄿ؇ഃήٙҤ

હ༶ਗʕdᘱಪତəʔˇٙНཾڳહᚐඟձ

હึഃଡ଼ᔌfவԬНژહଡ଼ᔌdᒱ್Ϊމᐑྤe

൬אՉ̴ࡡΪdՉπίٙࣛගڗʔɓdШ݊d

ଛၚग़dҪΣԸԟᅱंӐӐۇٙࢯৎəʔˇНࣈۍ¨

ٙeޡࢮ׆ᐵٙତdேላॎədနԈऊ̰ə©f

ίНژeˈՉ݊υཾԐ̈ᄽژdਞ̋Ҥહɳ

ٙඟͼʕdʔසϞٜટՑۃ˙ਞ̋હᚐʈЪٙdᒔ

Ϟʔˇ྅ಳیНڡϋʈЪྠԟᅵίܝ˙Ъ܁ෂહ

ԫุٙf˼ࡁၾ౷ஷٟٙึ၇હɳྠᑌ

ഖdးІʉЪމʮ͏ٙɓ΅பձ່ਕfतй

̶݊ᗎהࢪجჯኬٙಳیНڡϋʈЪྠd¨ಀᚨ

ഄ䋠ɓ໊ۃආٙཾڡϋdձεહɳʈЪ٫ɓৎd

ଉɝ၇̹ᕄၾඊӀٙචᄴdɓࠦЪॆଣ່͍ٙ܁

ෂdɓࠦɰЪહෆฉٙʈЪdݺᆌ͛ਗٙ۶࿒d

ഗʚ໊˸ԄλΙf©

ίಳیНڡϋʈЪྠᒈ৾ʘܝdЗࠠ

ᅅྗϪऱeɿʆ᎘ٙฉථυཾگહᚐඟɦݺᚔ

ৎԸəf˼Ⴉމj

這可說是各處僧救護隊中的生力軍，也可

說是上海僧救隊的精神復活了。最近該隊曾奮

發佛教無畏犧牲的精神，為搶救難胞，在飛機

轟炸之下，視若無睹，博得廣大群眾的稱道，

也博得佛教領袖們的獎許。同時，蔣總裁六月

十七日在中央紀念週上講話，也贊揚到該隊工

作的精神。這在該隊，固足引以自榮，但我們

希望該隊的，仍須充足實力，鞏固陣容，積極

地開展這種救濟的事業！並希望在不久的將

來，能將這種組織擴展到全國，使全國的僧青

年，都有參加工作的機會，為民族，為佛教，

為群眾，策發他們那潛在着的偉力，集中他們

那勇猛的精神！（104）

˸ɪٙ䂐ࠑ༁ҢࡁʔᗭՑd٦ᅙࢪج࿁ί

ᗭΚܢʘࣛυཾࡁԐ̈ᄽژeጐҳԒહ߮હᗭٙ

¨ཾહ©ݺਗd݊ഗʚə̂΅֛ٵձ৷ܓ൙ᄆٙfί˼

ձ̮੶ܢᑗΚࠦdίࢯԸdυཾձᄿɽٙН

ɝڧʘࣛdଣהᏐ࣎ԒϾ̈d೯౮ΈɽНښ່ʕ

ٙɽඪೌޡeહ߮હᗭၚग़f߂Ϟவᅵdʑʔถϓމ

ɓ͍ٙॆࡈНࢯiɰ߂Ϟவᅵdʑঐॆ͍ఎ፴Ӑ

ွʕٙᄿɽυཾfΪϤd˼Іᙂήਗ਼ฌહᗭၾฌ

ጳၡήഐΥίɓৎf͍݊வ၇ฌฌeહ˰હ

͏ٙၚग़dϓə٦ᅙࢪجдࠠࠠѢᗭdрɢᇜ፨

ձ̈و�ᙂࠪ�ᕏႦٙਫ਼৷ׂڦձೌᇊਗɢf

͍݊Ϟəவ၇ೌᇊٙਗɢdʑԴ٦ᅙࢪجί

ᇜ፨�ᙂࠪ�ᕏႦࣛdд၇Ѣᗭdฤණɽඎٙజ

ኬձ܁ෂʫήНޢҤહԫᔴٙ˖ᇃdԨʿࣛ

̊೮̈Ըd˸ዧ೯ऎʫ̮ձНژʫ̮ٙفරɿձ

ᄿɽฌλձ̻ٙᛘٙࡁ٫ฌહ˰ၚग़f

ί�ᙂࠪ�ୋɤɞಂɪ೯ڌəɽ፴ࢪجᅠᄳٙ

�ӹᐥϼཾၾؒࠬձ֠Ԩা�ɓ˖dܠዝ̦ɪՇЗ

ऀडุٙᐶd˸ዧᎸʦٙНࢯฌฌٙ

ၚग़f٦ᅙࢪجίᇜܝႧʕ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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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最無情的，許多歷史上壯烈的偉舉，

一霎時便給它閃過去，成了陳跡，甚至默默無聞

了。大醒法師寫的兩位殉教先烈的偉跡，真使人

讀了悲從中來，無限慘淒！龔定庵詩云“但開風

氣不為師”，像這兩位先烈“流血開風氣”，吾

人今日應像醒公所說來協力搜集史料，塑像立

碑，時時追念他們才是。（105）

وίᇜ፨̈ࢪجซd٦ᅙܠவɓࠑɪ͍̈݊

�ᙂࠪ�ࣛdܝᇜ೯əเᅆࠌ�ٙࠊಷᒋ˦ٙᙑࠒ

Ҕɿ�eΤা٫ ࠏ˂�eߤહᚐඟวહᗭگཾٙ�

�ٙᙑଣѶ࢙ఱ່�eГঘ �ٙɓٙྼ׀ࡈෆж�e

߇ٶ �ٙએׂɓ໋ࡈᆎٙ׀჻�ഃɓҭˀ݈НژҔɿ

વԒҙϥeહ˰હ͏ٙ˖ᇃf

ᙑѶଣ݊ಳیፅජɛd̻̏҃ฉНኪ৫ଭ

ุdҤܝጐਞ̋یᏋНڡϋྠdί֪ජ

ᅮࠏංࣉdί۾༻лႰeᘌΑܺ͂ʘɨѩʔ֡

d௰ۇߵܝఱ່dϋසɚɤɘ๋f 1940 ϋ 9 ˜

14 ˚dഹΤ࣭ٙ؍�ધጺజ�೯ڌࣛʕ̯ஷৃٟ

ਖ਼˖d৷ܓ൙ᄆᙑѶଣٙฌߵඪ˴່ၚग़f

�ᙂࠪ�ᕏႦ 1940 ϋ 11 ژୋɤɞಂɪਖ਼ٙو̈˜

೯ڌə˂ٙࠏ�ᙑѶଣ࢙ఱ່�ɓ˖d༈˖ίഐ

Ⴇʕ൙ሞႭj

憶我中華民族，垂有四千年的文化道德、歷

史聖訓，其偉大處，誠有為其他民族所不能及

的，而由於古聖先賢死難死節所造成的民族正

氣、高尚人格，尤覺難能可貴！今釋妙理為一介

佛徒，叨沐先賢遺訓，又能於佛學涵養中得到受

用，看得破，放得下，從容慷慨，至死不屈，可

謂人中丈夫！其身雖死，其事情，其精神，足可

留為後死者的榜樣！（106）

ɪࠑவݬ༑ྼყɪɰ݊٦ᅙࢪج࿁Нߵژ௫ᙑ

Ѷଣٙɓ၇൙ᄆfҢʘה˸வჿႭd̙˸٦ᅙج

ඪᙑߵژ࿎̤ɓЗહ˰Нڌڦίഗմʠ֢ɻԸࢪ

ᅆઽٙܲႧʕጕԈɓf

ᅆઽ٦݊ࢪجᅙࢪجϘίსیНኪ৫ٙΝ

ኪdҤಂගՑࠠᅅܝd͟մʠ֢ɻʘʧୗd

Іᗴ୭̘d፣ᚔజΤਞ̋əН֢ɻޢฌɛ

ɻଡ଼ϓٙࣛਕྠաdԨਞ̋હ౪ʈЪdܝΪ

षϘfմʠ֢ɻӊӊซৎவԬdேชՑ¨ථ˂

ᔔΆdݏ௷ต್©f٦ᅙࢪجଉٝᅆઽߵٙࢪجඪ

ԫᔴdϼϘఱᄳڦഗմʠ֢ɻdሗմ֢ɻᄳɓᇐ

ʧୗᅆઽࢪجԫᔴٙᇃɿf˼ίᛘՑմ֢ɻٙ

Ըܝڦdڢ੬ชਗdਗ਼ڦΌ˖̊೮ί�ᙂࠪ�ᕏႦ

ɪdԨतจ̋ɪܲႧj

周居士曾主編《正信週刊》，近執教漢藏

院。書中所言及之慧敏法師，為居士之好友，亦

為編者之好友，昔年同學鷺島，其文字思想，教

師許為另出一格。不幸今日大心初發，遽遭殞

折。魔焰熾盛無已，喪我不少英材，於此尤有深

慨！然慧師雖死，精神固存，深望我有志青年，

繼續奮起！（107）

வᇐܲႧdࠑႭə٦ᅙࢪجၾНژฌฌߵ

ʑᅆઽٙࢪجΝኪʘሒdڌ༺ə˼࿁ᅆઽߵࢪجʑ

Ϙٙ೨ʘઋdһዧᎸ䋠ɷϵຬฌฌٙНژ

ඪ፲қdጐપਗҤહɳ༶ਗձНߵוϋᘱڡ

ࠧอԫุٙ೯࢝f

《維摩詰經》與人間佛教

٦ᅙࢪجίዦהژᙕ౮ٙɛගНܠซdৰə

ɪࠑʊʿٙҤฌܠซ˸̮dᒔ̈߉ήڌତ

બሙࣛ࿁�ၪᅙ༌�ഃН؍Н̌ᅃژίዦ˼

Պᘬٙࠠอᙕᙑf

௰ڋ 1940 ϋ 3 ˜ίዦٙو̈ژ�ၪᅙ༌ᑺ

༑�d͵Τ̈ ၪᅙ༌הႭʔ̙ܠᙄ༆୭ᑺ༑©d݊

1939 ϋ̆֙٦ᅙࢪجᏐዦژН̌ᅃٙ؍ᒗሗމኪ

fࢭЪٙɓϣᑺהࡁࡰ 1939 ϋ݆֙d࠰ಥ؇ᇳᙂ߹

ଭุٙኪНመ͛dᎇ˼ٙࡁϼࢪeʫήԸಥዦ

ᛓᑺ؍Н̌ᅃژdԸዦࢪᐥڤഹΤ৷ཾ᜴ٙج̾

ശ�dᛓٙಥج�ᑺଭࢪϼᐥڤശ�f᜴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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ዦኪНመ͛ᒔࠅӋ˼ᘱᚃᑺબΪኪձਬᗆኪf᜴

ಥ࠰પᑥ͍ࣛίکϋϼসdᗭ˸ᘱᚃ௷dڤ

؍Н̌ᅃژՉᑺબfዦ˾ࢪجл͛ٙ٦ᅙج̾

݊ᒗሗ٦ᅙࢪجԸዦژᑺ̾جdவ٦݊کᅙࢪج

௰ڋԸዦژᑺ̾ٙجᇝ͟f٦ᅙࢪجಀϞІࠑj

一九三九年（民廿八），應東蓮覺苑林楞真

苑長及主講靄亭法師之邀，赴澳門功德林辦佛學

研究班，有學生釋照真、黃本真、釋性真、林朗

真、釋覺源、釋了願等十餘人，皆是東苑第一屆

畢業生。靄老因要退隱青山海雲蘭若，要我出來

再為他們研講唯識，乃講《解深密經》及《因明

大疏》，講解之餘，並主編《覺音雜誌》，結識

了港澳許多的文化人。（108）

٦ᅙࢪجίዦژН̌ᅃ؍ᑺΪኪձج

ਬᗆኪd͟Չ¨Ⴏɛʔ࠷dબϞ˙dኪ

ฌᏖd݂ዚҳdϓᐶ݇ഹ©fᑺሙഐҼܝd

ӊϋ̆֙Ϟ̬ɤɘ؍ˀ݈੶डd̋ʘ̌ᅃࡰኪ͟

˚НɖʘᑘdᅉН̮؍ٙجഛڦே፣ᚔਞ̋d٦

ᅙࢪجɦᏐᒗࢭᑺ༆�ၪᅙ༌�fᑺڢ੬ϓ

̌d͍ν᜴ڤϼᐥהࢪႭd٦ᅙ¨ࢪجႭجഛ̷d

�����©ፄdѶ۰ዚ֝dᆅ͊ಀϞlڳॆ

ࣛdᎇ٦ᅙࢪجᛓᑺ�ၪᅙ༌�Ԩዄᔕᙇ

ٙd݊တฉࢪجձ༺֢ࢪجfኽတฉࢪجႭj

竺師講此經時，係參考《維摩詰經義記》、

“無我疏”、“折衷疏”、“肇注”、太虛大師的

《維摩經釋》、華嚴大學的講義而講的；我因擔

任翻譯，當時祇能記其大意，多半是下座後追憶

而成的，難免沒有漏失。（110）

Չྼd٦ᅙࢪجৎԨೌจޟو̈ࠅჿᑺ

ᇃdШ݊ᎇ˼ᛓٙတฉࢪجձ༺֢ࢪجӊϣே

جආБəଣf٦ᅙܝႩॆήਂəাdԨίሙܘ

�ၪᅙ༌ᑺ༑�ٙዚᇝࣛႭjوίሔՑ̈ࢪ

在我開講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出講錄，祇

不過是臨時參考十數種註釋，隨緣講講罷了。誰

知講到今天，記錄者始終把稿記下來整理出來，

沒有間斷過一日，同時又聞有人發心出些印費。

有了這種機緣，祇好在匆忙中略加修改，任它付

梓了，橫豎在這裡沒有特別深妙的哲理發揮，祇

不過是求其能通俗普結善緣罷了。（111）

೮ə�ၪᅙ༌̊ژd�ᙂࠪ�ᕏႦᒔਖ਼ۃو̈

ᑺ༑�̈ j©ߒཫو̈

維摩經講話，一名“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

脫經語體講錄”，為竺摩法師去冬在澳講述，由

͟٦ᅙࢪجணࠇձᕚᄳٙ�ᙂࠪ�ୋ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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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居法師筆記，以淺顯文字，闡揚深奧哲理，內

容思想理解，新穎確實，有心研究佛學者，不可

不一讀之。且有靄亭、芝峰兩老法師撰序，弘一

老法師及葉恭綽居士題字，尤增精美。（112）

͟Ϥ̙ԈdϤϣ̈ڢ݊و੬ቍࠠٙfΪމd̾

ɓe᜴ڤձࢤٺɧЗϼࢪج˸ʿ֢ၞࢷɻdே݊

ࣛίऎʫ̮ხబସΤٙ৷ཾɽᅃd̋ʘ͍ࣛ࠽

Ҥ˚ن௰Κࣛٙܢಂd̾ɓࢪجʊௐᗫᑽഒɓ

ʲ̮ޢʹֻdϾࢪجࢤٺჃίʫήٙɪऎfΪϤd

૩ʔ།ੵήႭd 1940 ϋ 3 ˜�ၪᅙᑺ༑�ίዦژ

d݊ʫήձಥዦήਜٙ৷ཾɽᅃձᄿɽوϣ̈ٙ

ഛڦᑳʕശН˖ʷʘସᑘٙɓࡈණʕତf

ૉНόฆdڦւНٙجɛᒱ್ԨӚϞˢ˸

ڢଣ່جಯˇdˀΪٟึᑙѢϾᄣεdШ݊dНۃ

੬স᎙d˸ЇڦН٫ഒɽεᅰᒱ್ɹ༁ίׂНd

ྼყɪԨʔٝ༸Нၾ͏ගग़߂ɗЇНၾՉ̴֚

ձଣʘගϞޟჿਜйdΪϤdίڐ˾Нూጳ༶

ਗʕd˄ൈeΙΈeፍඛeeԸ؈ձൈථഃ

Нژ৷ཾdேڢ੬੶ሜׂН̀ၲאᛓdᛓ

ɰ̀ਮНdவɰఱ݊ޟމჿڐ˾ʕНూጳ༶

ਗʕԟჿସБଋɺׂНձᑺʘࠬf

٦ᅙࢪجίዦژН̌ᅃ؍Нኪᑺ୦फબሙ

ࣛdतй੶ሜኪН٫ׂ̀НၾၲഐΥf˼

ႭdϞԬɛ˸ׂމН̙˸ʔ̀ᛓdᛓʔׂ

НdՇ٫̙˸ʱකdՉྼdவ݊ܘ፹ႬٙfΪމd

ᑺၾׂНdᗫڷɤʱٙʲd¨ᑺ݊ᐝ༆ॆ

ଣdʘ˷༩ࢰdׂН݊Бܵdʘ˷ྼስd༊ਪ

ଣሞঐᕎකྼስdྼስঐᕎකଣሞk©ر

˲dᑺ݊ӋᅆdׂН݊Ӌ၅dኪНɛٙ௰৷ͦٙ

݊ϓНdϓНࠅ၅ԑᅆԑʑ̙˸fʔසνϤdᅆϞ

ɽ࠱ᅆၾʃ࠱ᅆʘʱd၅ϞϞމ၅ၾೌމ၅ʘйdኪ

Нࠅϓೌɪ͍؈dʔঐΪމɹ༁ίׂНeਂəɓᓃഛ

ԫdఱࠇ༰ה̌ᅃʘεˇf͟Ϥd٦ᅙࢪجႩމj

要求正覺地位，對於修行佈施等善事，須要

做到三輪體空，不着跡痕才對，就是念佛的道

理，也是一樣，須要心境觀空，隨順真理，如法

而念，不落執障，方是真實用功，真實得到受

用；不然就很容易走錯了路頭。這種大乘空慧的

求得，又完全要從研經解理入手，現在這部維摩

經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闡明這種空慧之理；這也

可見講經修持的關係之重要了。（113）

٦ᅙࢪجකซίவϣዦ̈֙̆ژ Нɖ©ׂ Нಂ

ʕᑺ༆�ᝈೌඎྪ�dܝ݊߂Ը˼ชՑdהፗׂН

Ӌٙଋɺdே݊ਬːଋɺdϾᙕࠑਬːଋɺኪଣ

௰ၚՑٙdᒔ �݊ၪᅙ༌�fʔසνϤdၪᅙ༌֢

ɻ͉Ԓఱ݊ܵࡌଋɺБٙᅼᇍfΪϤd˼ίН̌

ᅃ؍කᑺۃdᑗࣛҷᜊࡡԸٙணซdᑺબ�ၪᅙ༌

�f˼Ⴍd�ၪᅙ༌gНۜ�ʕהፗ¨߰മᔜ

૧ଋɺdଋՉːdᎇՉːଋdۆНɺଋ©ɓႧd

ซf˼ᒔܸ̈jܠ੬ٜ࿚əήᙕ౮əਬːଋɺٙڢ

（⋯⋯）寶積獻蓋，佛以威神心力，把諸蓋

變為淨土，駭煞了舍利佛等一班小乘人；同時舍

利弗見此土穢濁生疑，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

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使令舍

利弗發出敬歎，謂為“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

佛土嚴淨悉現”，此皆闡明唯心淨土之理。因舍

利弗煩惱染汙未盡，心不清淨，所以見到國土污

穢，佛心淨如琉璃，穢污之相了不可得，污土當

體就是淨土，再也不必迷頭認影，心外取法，執

污土以外另外有個淨土可尋了。但是同是這個娑

婆國土，而見有淨穢不同，這也足以闡明本經談

淨土唯心所現之理的扼要和透闢。（114）

Չྼdίڐ˾ʕНژdଋɺׂН٫εੂ䋠

ː̮ଋɺdவ݊˼͛ڳ˰̈ࡁϥᗫᕿٙͦٙהӔ

֛ٙf್Ͼdൈථࢪجձࢪجഃڐ˾Нژ৷

ཾdே݊੶ሜׂНଋɺdу݊ਬːଋɺdːଋуН

ɺଋfவɰ݊࿁҂ܝ˸ʕᐥeଋНᅂᚤ

ɽٙ͑הྪַɢᅺٙܠซf�����٦ᅙࢪج੶

ሜׂНଋɺу݊ਬːଋɺd͍݊ᘱוձ̾౮ٙவɓ

Ըdவɓଋɺׂࢪجซෂ୕fԫྼɪdί٦ᅙܠ

Нܠซdʔසස݊࿁͑ྪַ˸Ըʕଋɺܠ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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ᘱוdɰ݊࿁ࡡН່ٙᘱ

fᆽႩׂНਬːଋɺᝈׂdྼყו

ɪఱ݊ࠅॎৰତྼ͛ݺʕɛࡁ࿁ː

̮ଋɺٙ፹ႬӋdᆽͭίତ˰ʕ

Ͼʔ݊ίତ˰ʘ̮ྼତɛ͛൴൳ٙ

ɛගНᝈׂf

人間佛教與終極關懷

ࢪجίɪऎഗ٦ᅙࢪجࢤٺ

�ၪᅙᑺ༑�ЪҏࣛႭd�ၪᅙ༌

ڌה�༺ٙd݊ɽ࠱Нٙܠ

ซfவ၇ܠซdʔ݊ᗇࢻҢ٤˸Ӌ

ࡈɛٙ༆୭dᕎකவ˰ගϾɝ

̈˰ٙचdϾ݊Ҫ䋠˰ගձ̈

˰ග̈ ɓν©ٙ ॆଣd࿁ତྼ˰ග

ɛ͛ٙৎ๘Ъνˌᝈfவ၇ɽ࠱Н

ܠซd̂တəᆀᝈٙंdɓધ

ʃ̈࠱˰ٙݗӐైdකᚠəɝ˰

ٙɽ༸dፄݻəତྼٙɛ͛dЪމ

Σɪܸٙ༩fΪϤd¨ɽܠ࠱

ซd݊ݺᆌᆌήකןəɛ̤͛ɓࡈ

ᆀɺdШவᆀɺdԨʔ݊ᒒකவତ

ྼٙ˰ගdఱίவତྼ˰ගϾͭܔ

əɓࡈᆀɺfவఱ݊Җϓତ˾Н

ซٙܠɛගଋɺ§ٙ༶ਗ¦ࢯ

๕f©�����

ഹΤኪ٫ኇᎀဢ͛ۆႩމd

�ၪᅙ༌�ᙕə̈ ௴ிٙଋɺ©ܠ

ซf˼Ⴍj

唯有此經所說的淨土佛國，

專從“本因”上着眼，所以是自

力創造的；並且隨時隨地都可以

創造，不靠“接引”，不在“西

方”。一個人覺悟了，淨土便在

他的眼前。（⋯⋯）所以新生

活，新社會，即刻便要創造，不

一定等到種種條件的完成；當處便可

構成，不一定遠到鄉村去組織  　 這

是依世法舉的例  　 不要選擇，不要

等候，隨時隨地用自力創造的，便是

真淨土。（117）

ΪϤd٦ᅙࢪج੶ሜܸ̈j

（⋯⋯）凡是佛所說的經法，都

是上和三世諸佛所說的真理相契冥

合，同時又下契一切眾生的根性利鈍

程度淺深。這契理契機的兩條原理，

實是講解佛學者的重心所在；可惜現

在中國講佛經的人，對於契理或者做

到，契機總是疏忽。（⋯⋯）所以我

要希望現在的佛教學者，在注重契理

之餘，尤須注重契機，庶幾不偏失了

佛說契經的原義。（118）

͟Ϥ̙Ԉd٦ᅙࢪج੶ሜ�ၪ

ᅙ༌�ٙʕːܠซఱׂ݊Нਬː

ଋɺd݅݊ІᙂήቇᏐəࣛ¨ࠠ

ጳ¦͉ࢪᙑయʘ፲§©ٙНอᆓ

�����dɰ݊ጐࠦΣତ˰ٟึၾݴ

ɛ͛ცٙࠅɓ၇۰ଣ۰ዚٙዝ̦ሜ

ቇf

٦ᅙࢪجЪڐމ˾ʕНࠧ

อ༶ਗٙጐપਗ٫d˼ʔසࠠൖ

ଣሞձܠซɪٙܔணdϾ˲ɰڢ੬

ࠠൖҪவ၇ଣሞၾܠซ˹መࡌБၾ

ྼስfה˸d˼ᙕ౮�ၪᅙ༌�ٙ

Нجၚग़dԨމ݊߂ڢəකઢՉʕ

ٙਬːଋɺܠซdһࠠ̾݊ٙࠅ౮

ၪᅙ༌ɽ֢ɻࡌଋɺБٙྼስၚ

ग़f˼Ⴍj

佛教的修行可以說有山林修和住

世修兩種。但中國的修行人，一向都

ί�ᙂࠪ�ᕏႦஹ༱ٙ�ၪᅙႧᑺ�ᅺ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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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歡喜跑進深山林谷中去修的。這種山林修，於

個人未嘗不是好的，不過有點不合今日的時宜潮

流。因為今日的社會人士，對於我們的山林修，

認為是厭世的，對於我們不作利世的事業，便罵

我們是分利。本來佛教的對象是度一切眾生，離

開了眾生則無生可度，既無生可度，又何貴乎有

佛教？六祖說得好：“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

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這就是教我們

認識佛法是不能離開世間社會的真理。所以山林

修固然也重要，但我們為了免去社會人士的譭謗

招罪，同時也要提倡合乎時宜的住世修。我們根

據佛教真理，知道學佛本不妨礙做事的，能夠真

修行者，不一定要跑進山林或禪堂念佛才是修

行，就是行住坐臥，行走十字街頭，乃至一切時

一切處，無不是他真正修行的道場。這樣說來，

維摩居士，可真是合理想的住世修的模範者了。

（⋯⋯）這種出淤泥而不染，入世俗而化他的和

光同塵的菩薩精神，確實是值〔得〕學佛者傚法

的。（120）

d̀يɰႭdɛගଋɺ༶ਗٙʕːɛࢪجࢤ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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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Ⴍٙே݊dуהፗॆʔɚژجdҢࡁ

ঐፋԒ᜕ᗇdШʔ̙̈߂ ϞהИϾ͛Չː©fʔ̙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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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ɚᄴϣdуႩᗆୋɞᗆٙdהፗ¨݊Ͼ͊

ॆ©dவ݊ཀГ˙ࡪ˾ڐኪࣸݡಌהፗٜᙂ˴

dɰఱ݊̈ج˙່ٙ ˟ᝈᕐࡌ©ٙ ϾႩᗆՑ̈ج˙ 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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ᙄܠՈϞɓ၇൴൳ٙ౷ཁٙʔ̙يԫࡈ

iୋɧᄴϣd݊ፋᗇʔᜊᎇᇝٙॆ©

νdఱ݊͂ॎٝᗆሞٙ҅ࠢԴႩᗆٙԈ

ʱၾʱʔʱйdঐהɚேؼഒd

ːeЍɚجΥϾމɓdவᅵ̈ ౽ᅆ©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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ᙄdவɰఱ݊ρ֞ຬϞʿ౽ᅆٙྼܠ

ᙄ©dܠᙄd݊¨ॆʔ̙ܠdவ၇ʔ̙

ɰఱ݊ɽ࠱Нٙʔ̙ܠᙄd�ၪᅙ༌�

�����ኪ͍݊νϤfࡪᙄܠʔ̙ٙࠑᙕה

˸ɪ࿁�ၪᅙ༌�ʔ̙ܠᙄࡪኪ

Нٙʔ̙࠱ซٙᙕ೯ʕʔᗭ೯ତdɽܠ

ኪdྼყɪ݊НίႩᗆሞ�ਜйࡪᙄܠ

ᇍᖚٙГ˙ٝᗆሞ�ɪ࿁ɛᗳٝࠢ҅

ଣيഹΤߕ˾ɽ্ᘠfࠠࡈɓٙ˖

ኪ̔౷ז�Fritjof Capra�௹ɻdಀᆽ

ή֛ٵə˸Нٙڌ˾މவ၇؇˙ग़।˴

הஷଣኪٙᝈׂي˾ซdΪՉၾତܠ່

ՈϞٙତ˾จ່f�����ʔཀd٦ᅙࢪج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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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f

͉֚ٙ࣬ਪᕚdʔ݊Ⴉᗆሞɪٙ

ਪᕚdϾ݊πίሞɪٙਪᕚdɰఱ݊

ᗫᕿਪᕚdவ֚݊ʘה˸ঐ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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ღeٝהღd֚ႭϞԈܠeྡྷӍ

�ᙂࠪ�ୋɤɚಂ�1940 ϋ 2 ¶ԫ઼̊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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ӋٙНᗫᕿdఱ݊Ӌձྼତவ၇࿏ֵІٙ͟

௰৷༆୭ྤޢfவ၇༆୭ྤޢdʔ݊൴୭ତ˰͛ݺϾ

రӋ̈˰൴൳dϾఱ݊ίତྼ͛ݺʕྼତ௴ிٙ

ྼስfவ၇௴ிྼٙስd݊ʔ̙ܠᙄٙdШ݊ɦ݊

ɤʱତྼٙfΪϤd͍ν٦ᅙהࢪجԊ���c

（維摩居士）實在是佛教界的一大豪傑，也

是佛教革新運動的鼻祖。他的思想與行動，都突

破了當時印度佛教界的藩籬，不但建立了人間佛

教的新理論，而且以出世而入世的大乘精神，不

避譏嫌，不畏艱辛，深入各種社會的階層，以身作

則，犧牲布教。這種精神，真是千古不朽。（127）

࿁�ၪᅙ༌�ٙ ᑺ༆d٦ᅙࢪج

ܵ۰ଣ۰ዚۆࡡdਗ਼Н່ٙଣၾڐ˾ʕତྼٙ

ᐑྤeतй݊હહٙ܄ᝈࠅӋၡήഐΥίɓ

ৎdрɢᙕ೯ቇᏐࣛ˾ცٙࠅНࠧอଣሞf˼І

ʉۆᑹൈή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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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經中有許多精警的文句，頗能切中時

弊，因之望文生義，發抒感想，往往東拉西扯，

離題萬丈，抑不住自己的熱情，是個人最大的缺

點，祇有愧對佛陀而已！”（128）

வϣᑺݺਗڢ੬တd࿁٦ᅙࡈࢪجɛԸႭd

வʔස݊࿁ၪᅙ֢ɻɽ࠱ၚग़ٙɽɢ̾౮dɰ݊˸

௴ிྼٙስԸኪ୦ၪᅙ֢ɻٙɓϣᗭٙዚึf

ΪϤdᑺଭ�ၪᅙ༌ܝ�dϞชረ་Շj

病榻悠然一鑒開（定水湛然），

十方淨土湧靈臺（唯心所現）；

燈王高座寧容借（法爾具足）？

香積妙餐本自來（法味天然）；

手擲大千成快事（快人快事），

室包乾象亦佳哉（大小無礙）！

更番尚有驚人處（少見多怪），

震碎虛空一默雷（淵默雷聲）。

稽首毗耶最上人，原來金粟是前身。

修真已自空三毒，道俗何妨有六親。

深入階層觀社會，廣施慈勇見精神。

蓮華在火誠稀有，千古其誰步後塵！

〔附跋〕二十八年冬講本經圓滿，得二偈頌

維摩居士，藉志景仰。（129）

͟Ϥ̙˸ซԈ٦ᅙࢪجࣛٙːઋ݊Оഃٙᆠडl

٦ᅙࢪجίዦژН̌ᅃ؍ᑺ༆�ၪᅙ༌�dіˏ

əҤࣛಂεʫήe࠰ಥԸዦژᒒᗭٙձዦژ

͉ήٙНഛڦʿฌλ٫fΪމd�ၪᅙ༌�݊ ʕ

ݴෂ௰ᄿٙНʘɓdί͏ගఃฌϤeᆞᛘϤ

ٙНഛڦձฌλܘ٫εdəᗴఱ݊Չʕٙɓ

Зf˼ଉชj¨Н༸͖ѶdНೌجᗙdʘᏎ৷d

ʘᏎiЯᅉʘdλʘd͇ɼѾѾᅙՊiࣛ

ኴࠅᑛ౽ฮd͊းə್l©ΪϤdᛓႭ٦ᅙࢪجԸ

ዦژН̌ᅃ؍ᑺ༆Ϥdڢ੬ጳኧdɓٜܵᛓ

ҁ٦ᅙٙࢪجΌᑺ༆f˼ίᛓҁ٦ᅙٙࢪجᑺစ

࿎d˖˛jڌ˸ᄳ˖ʚژdਖ਼ܝ

今幸竺法師講維摩經於此，以其靈悟之心

得，釋不可思議之妙諦，文雖深而婉言顯之，義

雖奧而譬解彰之，類生公之說法，雨花繽紛，使

頑石均點頭，愚蒙盡啟。余側身聽次，雖未盡會

玄機，然亦略明奧旨，覺是經之窮微盡化，權實

並運，集眾德之精，出群數之首，是誠不可思議

解脫者也。夫維摩居士，眾中之尊，處瓊瑤華麗

之家室，如清虛寂滅之道場，矢志救世，拔濟群

黎，慈悲垂念，照徹圜中！奈何眾生業重，苦海

波深，致婆心自咎，引以為疾，借題發揮，廣揚

妙義，藉以開示其所未逮也，則其濟扶愚惑之苦

衷，昭昭然豈不如日月之照朗，天地之覆載乎！

至若借燈王之高座，餐香積之佳餚，運大千於掌

握，群聖莫覺，包乾象於丈室，萬類涵容，妙用

無礙，孰逾於此？且也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淵默雷聲，更深玄絕。噫嘻！神域廣矣，聖智

微矣，設非金粟前身，曷堪臻於斯極？更況大

心煥發，奮不惜身，竟以無相空三害之全真，

混入流俗污濁之娑婆社會，精修六度，苦其心

而勞其骨，廣運四攝，和其光而同其塵，無非

欲使生靈種其美因，屏其惡念，泛慈航，達彼

岸，然後了其宏願，誠燦蓮花於火坑，耀靈光

於黑宙，睥睨三界，俯仰乾坤，吾微斯人，其

誰與歸！？（130）

٦ᅙࢪجίᑺ༆�ၪᅙ༌�ٙ Νࣛdኽတฉج

ίڌᘱ೯ЪٙഅdፋІଣ֛ᇃdהᏍпࢪ

�ᙂࠪ�ᕏႦɪfՉอٙᑺ༆ၾᙕᙑdஷཀ�ᙂࠪ�

ᕏႦෂᅧՑऎʫ̮f�ၪᅙᑺ༑�ίऎʫ̮ପ͛ə

ӋఊࠅɽٙᅂᚤfɓԬᛘ٫ձࣛٙ୩ᛓ٫ॸॸܘ

ዹ̈وΌᑺᇃf݊dίዦژН̌ᅃٙ؍Ꮝп

ɨd٦ᅙࢪج �ٙၪᅙᑺ༑�͍ ό̈ݴوஷdΣऎ

ʫ̮೯Бf

٦ᅙࢪج �ٙၪᅙᑺ༑�̈ ࠰ձژdίዦܝو

ಥഃऎ̮ήਜආɓӉପ͛əܘɽٙᅂᚤfੵࣈଢ֢

ɻϞᛘܝ་ʛ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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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摩法師與澳門佛學社

ዦژНኪٟ݊ ߏ˰20 40ϋ˾͋Ї 50ϋ˾ዦژή

ਜ௰Ϟᅂᚤٙତ˾Н˖ʷၾ̾جዚfΪމᚑމ

ࣛ¨ಥዦ̾جୋɓɛ©ٙ٦ᅙࢪجdʔස݊ዦژН

ኪٟٙ௴፬ɛʘɓdɰ݊༈ٟٙ੬ታኬࢪdԨί༈ٟ

௴፬ə50ࡈϋ˾ಥዦήਜਬɓٙɓ΅ᅂᚤऎʫ̮ٙ

Н˖ʷ̊ي�c� ��ೌးዱ�ᕏႦdᒔί༈ٟක௴

ə¨Нኪਪᕚࢭሔ©ٙତ˾̾ج˙جfהϞவԬdே

ԴዦژНኪٟί 20 ߏ˰ 50 ϋ˾ʔස݊ዦژήਜ௰

ϞᅂᚤٙН˖ʷၾ̾جዚdɰ݊ࣛࡈಥዦή

ਜɗЇऎ̮௰ࠠٙࠅН˖ʷၾ̾جዚʘɓf

澳門佛學社的創辦

1942�1947ϋd٦ᅙٙࢪجɽʱࣛග݊ίशष

ʕܓཀٙf 1947ϋ 3˜ 17˚dତ˾ɛගН༶ਗٙ

˓˄ൈɽࢪίɪऎ͗Нυषdவ݊ԔͶࠧնʘ

ʕНࠧอၾూጳ༶ਗ௰ࠠɽٙฦ̰f˄ൈɽܝ

جෂՑಥዦࣛd͍աषᚭұጋٙ٦ᅙࢹ˰ٙऊࢪ

ʘᔶʔঐኧৎࢮෆʔʊd೨̰Աdɰชෆषేࢪ

પ࢝ɽٙࢪɛගНԫุfλί˼षʕ¨ΪНج

ʕᐏܵࡌʘ᜕d˸ʿԫྼʘΙᗇdڦːոd

ಥዦձऎ̮ٙɛග࢝ᘱᚃપܝ˚މා©�����dޟ̌͜

Нԫุఢ֛əһྼٙਿᓾf

ዦژНኪٟᘪ፬ 1948 ϋfࣛ٦ᅙ͍ࢪجί

ూfϞɓ˂dܨυቮषd˼ٙԒਿ͉ښಥ؇౷࠰

˼͍ί؇౷ښυٙНੀ᎑ѬdϞɓЗεϋʔԈԸІ

ዦٙژʾʙجᜑ֢ɻਖ਼ԸҬ˼dҎૐ˼Ϋዦژ

ԸЫࡡᜑ֢ɻ࿁˼Ⴍj¨ʔԈЫλɮdجfʙج̾

ίϤ᎑ࡌdಝԽಝԽlЫᒢ༁Φ௵ٙᙡൄʊ೯͛

ˣəlତίҢࡁᏝ፬ዦژНኪٟdሗӸ̘Н̾

͟�����©dዚᇝՑədЫʔ̙પᗘd˿ɛ̰ૐlج

Ԓʊੰڐూd᎑ࡌεϋٙ٦ᅙࢪجɰซးϘΫՑ

ගਗ਼ʙࣛݬəɓڀ݊˼л͛ٙമᔜБɪԸfج̾

֢ɻމዦژНኪٟʹהٙܙცН྅λܝdکӔ֛

֢ዦژdਞ̋ዦژНኪٟٙ௴፬ʈЪf

٦ᅙࢪجԨӚϞਞၾዦژНኪٟٙۃಂᘪ፬ʈ

ЪdШ˼މዦژНኪٟٙ௴፬Ъ̈ə্ࠠࠅᘠfዦ

˼dତəהԶւٙН྅ே݊˼ፋഅהНኪٟژ

毗耶勝會應前與，濁世興悲再現身。

佛國還從塵種建，高原豈是淨蓮因？

龍吟東海波濤壯，獅吼南天寶座新。

大法問誰重導演？天花不著落斯人。（131）

ੵථཤ֢ɻՑ٦ᅙࢪجᗍഗ˼ٙ�ၪᅙ

ᑺ༑ܝ�͵ረ་ʛj

遠賜維摩經一編，論宗論教意綿綿。

十方國土驚玄妙，金口宏揚語萬千。

此身入世火栽蓮，萬惡驅人更可憐！

離垢能修清淨紆，聲聲佛號護心田。

居士維摩是我宗，愧其德行步高蹤；

大千世界悲同劫，長夜漫漫一杵鐘。（132）

٦ᅙࢪجίსیНኪ৫ᛘࣣࣛٙ˾ଣ৫ڗɽ፴

�ၪᅙႧࢪجՑ�ᙂࠪ�ɪஹᚃ೮༱ٙ٦ᅙࢪج

ᑺܝ�dڢ੬ᗎሧdतйԸོڦᎸ٦ᅙࢪجਗ਼

Չ̴ᑺɰΝᅵଣ̈Ը೯ڌfɽ፴ࢪجίڦʕႭj

¨Ыމ؇߹ኪ͛ᑺ༆ٙԟԬሞdʔѳҪӊɓ၇ேᄳϓ

Ⴇٙᑺdɰ݊Нʕც্ٙࠅᘠf©�����

࿁�ၪᅙ༌�ٙ ᑺબʿՉଣ̈ԸٙႧᑺᇃ

ίዦٙژʿࣛ̈وdၾՉίዦژᇜ፨̈ٙو�ᙂࠪ�

ᕏႦɓৎdఢ֛ə٦ᅙࢪجίҤ˚ࣛنಂዦژН

˖ʷٙޢჯኬήЗfவʔසᔮబձ೯࢝əҤಂ

ගዦٙژН˖ʷdϾ˲ᓒɽəዦژၾऎʫ̮ٙН

˖ʷᑌᖩၾʹݴdίዦژН˖ʷ̦ɪձዦژၾ

ʫήٙН˖ʷᗫ̦ڷɪdேवɨəΈሾٙᇐ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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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ۃίዦژ৷ᄏ˨ኪהԸٙᏊیࣸࠬݼd

ഗዦژНኪٟٙ௴፬Ъ̈əतࣿϾɦ্ࠠٙࠅᘠf

ԸዦܝژʔɮdዦژНኪٟᘪ௪ஈʊ͍όක࢝ʈ

Ъd˼ၾəɓࢪجձ̾ࢪج໌މНኪٟኬࢪf

ྼყɪd͟əɓձ̾ՇЗࢪج੬ʔίዦژd

ԸНኪٟϣᅰܘˇdϾ߂Ϟ٦ᅙࢪج੬ታНኪٟd

˼ఱϓəዦژНኪٟٙॆ͍ኬࢪd͍ν˼Іʉה

Ⴍdࣛ¨ֻԸࢯڦਪجdޫ͟Ңᚥ©f�����

1949 ϋ߇ࢀʘʹdዦژНኪٟ͍όપ፯ٟڗ˴

ܵНኪٟԫਕdʙجᜑ֢ɻ፯d٦ᅙࢪجeəɓ

fࢪНٟኬމdே໌ഃ̈ࢪجձ̾ࢪج

Нኪٟϋٙɘ˜ɤɘ˚уᝈࠪമᔜ໋ሖ˚ᑘБ

͍όක࿇ᄃόd͂ࡡၑᒗሗ͍ί࠰ಥ̾ٙج˄ൈɽ

ࢪجঙجԸዦ˴ܵdШΪࢪجঙجɨٙɽҔɿژࢪ

ί࠰ಥ̾ݺجਗɓࣛᗭ˸୭ԒdНኪٟක࿇Պᓿᒔ

݊ᅵᑘБfࣛዦژНኪٟක፬əӻΐᑺ̾ج

̾ࠅ˴Нኪٟٙމϓࢪجਗd੬ታНኪٟٙ٦ᅙݺ

�ഃdږ�ᘱစᑺə�ήᔛ�eᑺ٫dج

Ԩίዦو̈ژəᑺ່fྼყɪd 1949 ϋܝίዦژН

ኪٟٙᑺ̾ݺجਗd݊٦ᅙࢪجᘱҤ˚نಂග

ίዦژН̌ᅃ؍ᑺ̾جʘ̤ٙܝɓڢࡈ੬ࠠࠅ

ٙᑺ̾ࣛجಂf

٦ᅙࢪجಀਖ਼ژՑ˼40ߏ˰20ϋ˾͋e50

ϋ˾ڋίዦٙج̾ژઋرj

四九（三八）年春，弘、了二師相繼來社講

經。夏秋之交，我講《地藏經》，並再版此經的

講話。時選尹居士出任社長，出家眾都任導師。

五○（卅九）年，在社宣講《金剛經》，並出

版講義；並過港與陳靜老及林苑長相見，晤叙甚

喜，並承關懷，至為可感。靜老並命我住東普陀

月餘，再回澳門，與社友陳心彬、陳心潔等發起

辦佛教義學，招來學生三百多人，加佛學科，藉

向兒童播種，影響良好。

五一年（四○）八月，義學加班，我除往來

港澳講說外，又創辦《無盡燈》雜誌，宣揚佛

法，風行港澳，遍及海外多地，頗受讀者歡迎。

五二（四一）年冬，大埔墟攝是精舍明老請

敏智法師辦正心佛學院，我與禪定和尚、陳靜

老等受邀出度演講。為尼眾學院，提倡尼眾教

1951 ϋ͍ːኪ৫කኪ͛ࢪवᅂۃ�ર̸ɧ٦މᅙࢪ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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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予亦曾請明老及金山和尚蒞澳社開示佛

法。（137）

˸ɪՑٙН່ኪdܸ݊ 1950 ϋዦژНኪٟ

ක፬ٙН̻͏່ኪd˴݊ࠅɓ၇౷ஷԃኪࣧd

ШၾՉ̴౷ஷԃዚʔΝٙ݊d̴̋කəНኪ߅

ͦf͍ν�ϋᗅה�Ⴍj¨Ϋዦٟၾːeː

ᆎeːശഃ೯ৎίண፬Н່ኪd͛םɧϵቱ

Τd˸ڗࣧމd̋Нኪɓሙdᙺ፩Յഁമ၇

�����©d͂ɨਂɛٙᅃԃਿᓾfߌ

ኽତπዦژНኪٟɚᅽٙዦژНኪٟ̻͏່ኪ

ϋٙᔚ˪ᜑͪdୋɓ֣ዦژНኪ່ٟኪ͛ଭุ

 1959 ϋ 7 ˜d̬ࢪɛdኪ͛ɞɛdՉʕӲ͛

ɧɛfୋɚ֣ዦژНኪ່ٟኪ͛ଭุ 1 9 6 0 ϋ 6

˜dϞኪ͛ɤɓɛdՉʕӲ͛ɧɛfୋ̬֣ଭุ

1963 ϋ 3 ˜dኪ͛ʬɛfୋʞ֣Ցୋɖ֣ѩ͊Ԉ

˪༟ࣘfୋɞ֣ଭุ 1967 ϋdኪ͛ɤɓɛfୋ

ɘ֣ଭุ1968ϋdኪ͛ɖɛfୋɤ֣ଭุ1969

ϋdኪ͛ɞɛfୋɤɓ֣ଭุ 1970 ϋ 7 ˜dኪ͛

ɞɛfኽତዦژНኪٟԫɖɷႭ�����dዦ

Нኪ່ٟኪ৾፬ژ 1970 ϋ˾d৾፬ٙ˴ࡡࠅΪ݊

ၾࠇʔՑኪ͛dПם 1970 ϋ˾˸ܝዦژٟึٙ

೯࢝ձዦژԃٙ೯࢝ϞٜટᗫڷfዦژНኪ່ٟ

ኪ̙ঐఱ߂፬əɤɓ֣fዦژНኪ່ٟኪᒱ್݊߂

ʃኪdШί1950ϋ˾Ց1960ϋ˾dܵ͏̻މ፬ኪ

ɚɤϋdᆽྼɰᏍпዦึٟژձዦִ݁ژεˇ༆Ӕ

əɓԬྼყਪᕚdՉٟึ্ᘠ݊૩ೌဲਪٙf

٦ᅙࢪج࿁ዦژНኪٟහءəɽඎːАdྼყ

ɪϓމዦژНኪٟٙၚग़ኬࢪf˼ί 1949 ϋዦژН

ኪٟٙࠋபɛ౬ࡰٟٙޢɽึɪ೯ڌ˴ᕚစᑺdක

j່ܸ֚̈

修學佛法，弘揚佛法，傳持佛法，這是四眾

佛弟子所共同負的責任。本來沒有甚麼區別的，

不過為求其便利而專其職責，故須分工合作。佛

陀在各種經律中亦有說到：出家二眾佛教徒要負

主持佛法的責任；護持佛法的責任則由在家二眾

佛教徒來荷擔。原因在於出家無累，易於專精，

堪能傳持佛法的命脈；而在家有家庭妻子以及種

種社會事務的拖纏，往往分身不暇，未能專志修

學佛法，故不便主持佛法，而祇是處在護法的地

位。又出家清修，為避世譏嫌，社會上有許多事

情都不方便去做，所以有許多佛法與普通社會發

生密切關係的事情，都應由居家佛徒去盡力，因

此居家佛徒為使佛法向一般社會發展，亦應處在

護法的地位，才可以得到種種做事上的便利。這

樣看來，出家佛教徒主持佛法的責任固然重要，

居家佛教徒護持佛法的責任亦一樣的重要，因佛

說法的中心對象是社會人類，離開了社會人類便

不需要佛法，所以須要把佛法向社會人群中盡量

地宣傳，從現實社會各個領域上盡力去推廣發

展，方能見得佛法的好處和佛的精神之偉大；而

這使命的主流的發動力固在出家的僧眾，但推波

助瀾的推動力則全在居家之信眾 ，沒有居家信眾

的努力，佛法決難深入民間，普遍社會。由此可

見居家信眾對於護持佛法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

所以說修習佛法，弘揚佛法，傳持佛法是四眾佛

弟子共同的責任！現在我們這個佛學社，就是我

們四眾佛子共同弘揚佛法的道場。因為舊社友的

散漫，新社友的激增，在大眾共同的 要求之下，

人事方面需要調整，故現在要來開一次重新選舉

職員的大會。 希望被選的社友，要各盡其力，各

出其能，為這個社忠實地服務，也就是為弘揚佛

法為利濟眾生而服務，大家要“當仁不讓，見義

勇為”，各就自己的崗位，努力盡自己一分子的

力量，來推動本社社務之發展！（140）

வྼყɪ݊ڌdዦژНኪٟʔׂ݊Н༸ఙא

ᐥࡌ༸ఙdאစ༸ఙdϾ݊ɓࡈ¨̾౮Нމجл

͛Ͼਕ©ٙɛගН༸ఙdՉͦᅺఱོ݊ࠅ

ਗΌٟࡰձਞ̋НኪٟݺਗٙɛɻdጐΣٟึ

પᄿНٙجહ˰ၚग़f͟Ϥd˼ΣНኪٟΌٟ

Ӌjɓࠅபɛ�ٟʾ�̬̈ᓃࠋeतй݊Нኪٟࡰ

વʉࠅձፓΥЪdɧ݊ࠅʮϾҙӷdɚ݊ࠅ݊

d̬݊ࠅʷʃމɽfவ̬ᓃdྼყɪϓܝމԸ

ዦژНኪٟᔖٙࡰʈЪͦᅺձБމᇍ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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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舫法師弘法澳門佛學社

ఱί٦ᅙࢪجዦژНኪٟ܁ᑺ

�ήᔛ�ಂගd˄ൈɽژࢪɨ̬ɽҔ

ɿʘɓٙجঙࢪجІݱیԸಥዦ̾

ʾʘሒdतйࢪژΝ˸ࢪجd٦ᅙج

ᒗሗجঙࢪجԸዦژНኪٟ˴ܵᝈࠪ

മᔜ໋ሖ˚ʿ༈ٟٙක࿇Պᓿfجঙ

ਗᒔӚϞݺಥٙᑺစ࠰Ϊࣛίࢪج

ഐҼdཀəɓࣛݬගʑԸዦژfစᑺ

 1949ϋ 9˜ίዦژНኪٟᑘБdᑺ

ᕚ݊¨НٙॆଣʿՉႩᗆ©dܝԸ

ཀ٦ᅙٙࢪجଣd˸¨Нٙॆ

ଣၾહ˰ٙ˙މ©جΤd೯ڌί�ೌ

းዱ�ୋɓ՜ୋɚಂɪf

ίவϣစᑺʕdجঙࢪجɽɢ̾

౮Нٙڢग़ሞձɛගНܠซf˼

ίമዓϳ̵Н̈ࠒܸ̈dᙑ

ɨࢻ༸dఱ͉݊࣬ɪסəΙܓཀ

f˼ႭjڦБٙ˂ग़ݴה̘

（佛陀）悟個甚麼呢？就是：

宇宙人生的真理，和盤托出。從

前的印度人，皆認為自己為梵天

的天神所造，人生的苦樂亦操之

於天神，以天神為萬能。其代表

天神的為火，故拜火祭火，即等

於祭梵天拜梵天；且其以供品火燒後，火神即將

之帶到梵天，即得好處。今日我在印度，仍見有

此類事火外道。印度後期佛教的密宗，亦有事火

的儀式，皆由此種事火外道的作法演進過來。當

時悉達多認為苦樂之理，甚為微妙，並不簡單，

若是梵天神造，應有問題：苦從何來？如何而

來？樂由何生？如何而生？思之重思之，功力所

至，豁然自悟，知宇宙人生，皆因緣起，皆從緣

生，非梵天生，亦非自然生。（⋯⋯）所謂梵天

創神等的一切迷信，皆可不攻自破。學佛者知乎

此，則其所發生的信仰，才算是智信，才算是正

信。（141）

౮ɛගНٙɓ܁ࢪൈɽ˄͜ضࢪجঙجᜑ್dܘ

Ъجdͭԑᙑࠒϳ̵НΪˀ˂ग़ڦϾࢻ༸

௴ٙɓԫΪᇝd੶ሜНٙਿᓾ݊ᇝৎሞdϾʔ

݊˂ग़ிሞd౭ɓʲ˂௴ग़ٙڦd੶ሜН

ٙڦ݊౽ڦdуІᗇЇࢻ Ϊᇝ͛ج©ٙ fڦ

வ݅݊ΌНٙਿᓾdɰ݊˄ൈɽࢪࡇɛගН

ٙਿᓾf�����

٦ᅙࢪجί͍ːኪ৫စᑺ�1951 ϋ�dࣙѬމ٫юᘾҎ֢ɻձઽ౽ࢪج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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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ڦ౽ͭ௴ښʘН̤ٙɓࠅࠠࡈਿᓾdఱ݊

ɓʲ̻͛ٙഃᝈdϤ͍νجঙהࢪجႭj

“因緣生法”，是佛第一點悟到的道理。其

所悟到第二點的道理，即是“一切眾生，皆有

佛性；有佛性者，皆可成佛。”從這理中，見

得一切眾生，自人類以至低等動物，本性平

等，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打破了一切“以一梵

天造萬物”、“以上帝造萬物”的宗教的不平等

因。

ᝈձ̈©جΪᇝ͛¨ٙښdவНމႩࢪجঙج 

̻͛ഃ©ᝈdϓəНʘਜйՉ̴֚ٙࣨ

ːfНٙښહ˰ᝈׂdɰ݊کவՇࣨࡈːᝈׂ̈

೯ٙf˼Ⴍj

釋迦牟尼佛的救世精神，是基於這緣生平等

的真理上的。由於悟知萬法既緣生，又平等，而

眾生皆不知這緣生與平等，故佛本慈悲，發出積

極救世普度眾生的精神。同時，佛第三點所悟到

的道理，亦即由於這緣生平等之理，見到他的救

世救人的方法。（143）

வ༁ءจٙɓᓃ݊dНښ௴ͭٙɛගНd

ʔ݊ਖ਼ژ০࿁ɛᗳϾԊٙdϾ݊০࿁ɓʲ͛אϞ

ઋᗳϾԊٙfجঙٙࢪجႭجdНהښ੶ሜٙɓ

ʲ̻͛ഃٙᝈׂd͍݊Нښહ˰હɛٙɛගН

ซdԨܠซٙਿᓾfɰఱ݊ႭdНٙɛගНܠ

ʔ݊߂০࿁ɛගϾԊdϾ݊০࿁ࡈ˰ගϾԊd߂

ʔཀd˰ٙޢʔ̻ഃא၇၇༼ߠНٙجdɽே

ၾɛٙΪ९ϞࠠࠅᗫᑌdϾʔ݊˂ձग़ிϓ

ٙfΪϤdɛගНٙࠠᓃίᘉኬɛdഛʷɛd

౽ʷɛdϾʔ݊ࠅɛ̘Ӌग़ܰ৺f

˙ٙ˰હɛહښίစᑺʕdतйఱНࢪجঙج

Нٙ̈Ъəᙕ೯f˼ͭԑج Ϊᇝ͛ج©ᝈձ̈ 

̻͛ഃ©ᝈdႩމНહ˰હɛٙ˙جd˴ࠅϞՇ

1952 ϋ 5 ˜ 12 ˚٦ᅙ࠰ࢪجಥНᑌΥึୋʬ֣ଣԫఱᔖՊᓿɪߧᗘ�٦ᅙࣛ̾ج˴dΙනࢪجଣԫ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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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ɓ݊̈ࡈ ͟ᇝ͛ೌҢ͂ॎӷᅎ©d̤ɓ̈݊ࡈ ͟

ᇝ͛ೌ੬Ͼə୭͛ϥ©f

ίجঙࢪجԸdНښʘה˸ܸͪ῁ॎӷҢ©

ٙહ˰હɛٙ˙جd݊ΪމΙܓήஈᆠ੭dيପᔮ

బd͛ݺᎴ༃dɛࠠࡁʞᅎٙԮաdϾኬٟߧ

ึ၇၇૿ʔτٙਪᕚ೯͛fϾНښʷ˰ɛᏐ

ႩdӋʞᅎٙԮաd݊͟ҢੂிϓٙfНښ

̈ͣɛ˰ࠅ Ϊᇝج͛הdҢႭу݊٤©ٙ ༸ଣd

ᇝ͛ൈˌʔྼʕd͂ॎҢੂdધৰӷᅎdԐΣ͍੬

dӱݺ͛ٙ ቇΥ˷ଣٙʕ༸͍ٙ͛ݺ©fၾϤ

Νࣛdɛࡁৰəӷᅎிϓٟึٙ၇၇ʔτʘਪᕚd

ᒔϞІԒ͛ϼषϥٙѢ߮fجঙܸ̈ࢪجj

佛教人的方法，不但由緣生而知無我，更由緣

生而知無常。因諸法既屬緣生，則大至整個世界，

小至一花一木，無不是因緣所生，緣生性空，本無

實體，便知是無常。既無常不實，何必貪著，不但

我執之根本可破，亦能破除生死的威脅。世人執

我，無畏老死，皆因昧於諸法緣生無常的人生真

理；若知此真理，則於生老病死，可以處之泰然，

還有甚麼貪生怕死的畏懼？同時亦由於了知無常，

知道這人生是虛幻不實，才會追求真理，發心修

行，了生脫死，以達到真我自由的解脫。（⋯⋯）

佛之所以救世度人，就是本着這緣生無性而有種種

妙用的真理方針，也是佛教的根本教義。（144）

©ჿ¨ɛ͛НޟԨӚϞɽሔࢪجঙجᜑ್dܘ

א̈ ɛගН©ʘᗳٙ൚ႧdϾ݊Н່͉࣬ٙجଣ

Ըᙕᙑɛ͛ٙॆଣdޟЇਗ਼Н̈ج ᇝ͛ೌ੬©ٙ ͉࣬

່dఱЪ݊Нښ¨હ˰હɛ©ٙ¨ɛ͛ॆଣ©f

ɰఱ݊Ⴍdίجঙࢪجவ༁dН່͉ٙ࣬ఱ݊

ሔɛ͛ʘॆଣٙdНجఱ݊ɛ͛ٙجdНٙښ

ʷdఱ݊ɛ͛НאɛගНfவ၇ίʦ˂ৎԸ

ԨೌᜓɛʘႧٙᝈᓃdՉྼ௰ٜટήڌ༺ə˄ൈɽ

ซܠซdϾவɓܠɛගНאኬٙɛ͛Н܁הࢪ

Ԩʔ݊˄ൈɽܝאࢪԸࡳɓЗאࢪجኬאࢪɽٙࢪ

ዹ௴dϾ͉࣬ɪఱ݊Нࡡٙښਿ͉جd݊Нښ

௴ʘఱڢ੬ᆽήᙕ೯ٙહ˰હɛʘॆଣf

ତژНኪٟٙစᑺdίዦژϤϣՑዦࢪجঙج

˾Н̦ɪՈϞࠠٙࠅจ່fΪމdІ 1947 ϋ˄ൈ

ɽ̘ࢪ˰ʘܝdجঙࢪجʮႩ݊މ˄ൈɽࢪɛග

Нԫุٙ˴ࠅᘱוɛձჯኬɛʘɓfϾ٦ᅙࢪج

Ϥࣛସᒗجঙࢪجਖ਼ࠌዦج̾ژdྼყɪ݊ᘱ٦

ᅙࢪجʘܝ˄ൈɽࢪɛගНܠซෂ୕ίዦٙژɓ

ϣࠠࠅપ࢝d˼Դ˄ൈɽהࢪක௴ٙତ˾ɛගН

һආɓӉଉɝɛːf1951ϋ10˜dژซෂ୕ίዦܠ

Ͼfط೯໘๐Аʔ߉ί፼ᚆɽኪબሙʕࢪجঙج

ऊࢹෂՑಥዦήਜdНޢɓ˪ઇၾۑ೨ʘᑊd

ಥዦНޢᒔਖ਼ژᑘБəඤࠠٙએׂݺਗdࣛίಥ

ዦٙΙනe༸τe٦ᅙഃձ᎑ᏹeˮኪʠഃ̈

ਗdԨݺϼɽᅃdேਞ̋əએׂڗޢeί

݊ࢪجঙج൙ᄆܓ৷ࢪجစᑺf༸τࠅəࠠڌ೯ܝ

ၾɽ፴ࢪجeΙනࢪجձجయࢪجԨΐٙ¨ൈ̬ژ

௫©dԨႩ̈މ ঐϞൈɽࢪԟᅵΈdԨՈϞЪԫ

ঐɢٙɛdೌဲٙdجঙ݊ࢪجʦމܝНʈЪٙ

ଣซɛيf©�����

٦ᅙࢪجɰίவϣએׂᄃόɪ೯ڌစᑺdतй

Ց 1949 ϋجঙࢪجᏐᒗԸዦژНኪٟစᑺٙࠠࠅ

จ່dԨᑘԷႭj

記得法師生前曾和我到過澳門弘法。澳門有

位徐先生，曾任上海中國郵政局長，英文甚好，

但與佛法一向不發生興趣，他和我說原因是看到

和尚們裝模作樣的樣子就討厭，不敢接近。他的

夫人皈信三寶已久，二三十年來用種種法子勸他

信佛皈依，他終是不肯，但因法師能操流利之英

語，和他談談佛學，又教他讀英文的佛典，比較

讀中國線裝的佛經來得容易明瞭，由此與佛法發

生好感，由信佛而學佛，現在每天還誦一卷心

經，可說是舫法師度了他。（146）

வ༁ʔᗭซԈdዦژНኪٟ͟Ϟə٦ᅙج

ഃɛගН༶ਗٙࢪجঙجყܸኬdԨᒗሗྼٙࢪ

ჯኬɛԸٟ̾جdɽήəዦژНኪٟίዦژ

˖ʷٝᗆၚߵʕٟٙึήЗdᓒɽəዦژНኪٟٙ

ᅂᚤfࠅਗίٟึɪٙࠠݺ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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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佛學社與澳門文化界

٦ᅙࢪجЪމዦژНኪٟٙ੬ታኬࢪdৰəІ

ʉᑺ̾جeᒗሗجঙࢪجഃ˄ൈɽژٙࢪҔɿձ

৷ཾɽᅃԸዦج̾ژdᒔ྅Ҥࣛಂԟᅵdၾࣛ

ٙዦژ˖ʷޢɛɻͭܔəଉٙێʾሒdϾɰપਗ

əዦژНኪٟ࿁˖ʷޢձٝᗆၚٙߵіˏၾᅂᚤf

٦ᅙࢪجၾࣛዦژН˖ʷޢձٝᗆٙޢʹ

ֻdεତί˼ࡁʘගٙ་൚ਨձʘʕfࣛዦژ

˖ʷٙޢΤɛኇዣ〞eெྗࣈeːeර߇ᑊe

ੀeૠॽഃd੬ၾ٦ᅙࢪجਨձdɽɽ

əዦژНኪٟίٝᗆ˖ʷޢʕٙᅂᚤɢdԴዦژ

Нኪٟྼყϓމࣛዦژ˖ʷٙɓࡈʕːf

ࣛٙዦژజ࿁ዦژНኪٟٙݺਗேϞజ

ኬdܝԸ௴፬ �ٙೌးዱ�ᕏႦɰజኬəࣛዦژ˖

ʷٝᗆޢɛɻၾዦژНኪٟ٦ᅙࢪجʘග੬་൚

ਨձٙЪۜfኇዣ〞݊Ҥ˚ࣛنಂዦژ༷ึٙ

ϘϞʹሒၾ་൚ਨձd٦ᅙࢪجdၾ٦ᅙيɛࠅ˴

Нኪژd˼ࣛ੬Ըዦج̾ܵ˴ژΎԸዦܝɤϋࢪج

ٟਞ̋ݺਗdԨၾ٦ᅙࣛࢪجϞਨձdνϞ་ʛj

吾懷竺上人，駐錫鏡湖濱，

萬法探無盡，三生臥有因。

心燈明似月，手筆著皆春。

況占雲泉勝，塵中自不塵。

佛不立文字，胡將文字傳？

大乘能守一，小偈每談千。

誦或詩無句，臨常畫巨然。

松山幽寂處，隨在得參禪。（147）

ૠॽձੀɰ݊ࣛ੬ਞ̋ዦژНኪٟ٦

ᅙݺج̾ࢪجਗٙ˖ʷΤɛdၾ٦ᅙࢪج੬Ϟ་ձ

ʘЪfνૠॽϞ་ʛj

阿師江上一舟回，又見雲房麗日開。

世事何須問我佛，中原風雨有餘哀。

此日相看兩鬢絲，歸來行腳感遲遲。

可憐半載滄桑幻，我在愁城獨賦詩。

饑荒同感客中央，瘦了詩魂瘦了禪。

塵世誰如彌勒佛，終年不食腹便便。

枝頭日日百花紅，春在人間困擾中。

我欲與君逃世外，結廬長住萬山叢。（148）

٦ᅙࢪجίዦژНኪٟᑺબɧޭׂߏ˪�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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வԬ་ձʘЪdৰəা༱٦ᅙࢪجၾࣛዦژ

˖ʷޢɛɻኪНᛓeਞᐥٙːᜳชࢻdɰʔ˶࿁

٦ᅙج̾ࢪجಥዦՇήගٙڎ་Ъf 1951 ϋ߇d

٦ᅙࢪجᏐᒗࠌಥ̾جdੀϞ་މʘБdڌ༺

࿁٦ᅙࢪجԱԱʔવٙवᛸʘઋdૐ٦ʮϘ˚Ϋ

ዦ̾جj

親侍經筵未半年，笛聲帆影悵風前。

嗟余多恨偏傷別，對客無言幾悟禪。

世路不堪勞腳踏，佛天惟有仗心箋。

應憐日日江頭望，記取香江載月還。（149）

cc1951ϋֵd٦ᅙࢪجΎ࠰ࠌಥ̾جdЇ1952ϋ

ʩ˚ʥ͊ΫዦژНኪٟdНኪٟʾձዦژ˖ʷޢே

ੀϞԫਕfج̾ܵ˴ૐ٦ʮϘ˚ᓥԸdʲܢ

་ʛj

高人妙法總堪思，爆竹聲中歲又移。

眩目春儀偏擾擾，同心舊約已遲遲。

寒山飛錫歸何日，青鳥銜書枉有期。

幾許似吾同引領，文殊到否師曾知？（150）

ዦژНኪٟΝʠձዦژ˖ʷהޢૐٙ٦ᅙ

ࢪج 1952 ϋ݆Ϋዦܝd˼ٙࡁఃࣀʘઋᗭ˸Ԋ

Ԋjהੀί൭་ʕd͍νڌ

一尺道高一丈魔，而今於此見維摩。

謗來佞口何須辯，理在人心不可亂。

攻玉那嫌山有石，歸航卻喜海無波。

回看舊日經壇處，花雨依然滿地多。（151）

Ҥࣛಂ٦ᅙࢪجίዦژН̌ᅃ؍ᑺစ

�ၪᅙ༌�dԨ̈و�ၪᅙ༌ᑺ༑�dՑ 40ϋ˾

͋ಂ٦ᅙࠠࢪجอίዦژНኪٟකᑺ�ήᔛ�ձ

ᚐeฌฌٙၚग़ձج̾ࢪج�d٦ᅙږ�

ྼყБਗdଉଉήชݑəዦٙژНޢձ˖ʷޢf

ᒱ್d˼Ϊ̾جл͛ԫุϾცࠅ੬Ըֻಥዦʘ

ගdШ࿁ዦٙژНޢձ˖ʷޢԸႭd٦ᅙࢪج

ɓಥf࿁࠰ίڢdϾژɽ͉ᐄᏐ݊ίዦج̾ٙ

ಥ࠰ԨӚϞҪІʉ֛ЗίࢪجɛԸႭd٦ᅙ̈ࡈ

ᒔ݊ዦژdШ݊d˼ଉٝҤࣛಂٙԟݬዦج̾ژ

ٙዝdԴ˼࿁ዦژϞ䋠һଉʲٙᆠฌdϾዦژН

ޢձ˖ʷޢɰேਗ਼٦ᅙࢪجЪ݊ዦٙژНჯ

ஙձ˖ʷΤdவɰ͍ତə٦ᅙࢪجၾዦژН

ଉٙΪᇝfޟʘගޢձ˖ʷޢ

開創現代“佛學問題座談”

1950 ϋ˾ͺd͍݊อʕϓͭٙڋಂdε

ʫήНޢձ˖ʷޢɛɻԸՑಥዦdಥዦྼყϓމ

ࣛശیНڦٙණʕਜfϤࣛ٦ᅙࢪجጐࠠ

อҳɝಥዦН̾جԫุdΪ௴፬�ೌးዱ�ᕏႦձ

˴ܵዦژНኪٟdྼყɪϓމࣛಥዦήਜ௰ݺ

ᚔe௰Ϟᅂᚤɢٙ̾ج˴ਗ਼f˼੬Ըֻಥዦʘ

ගdৰə˴ �ܵೌးዱ�eዄዦژНኪٟኬࢪձዦ

Н່ኪ˴ᑺdᒔᏐᒗՑಥዦН˖ʷዚतژ

й݊Нኪ৫ᑺစeࢭሔfί˴ܵձਞၾவԬ̾ج

ٙࢪൈɽ˄וᘱۍ͊ҙࢪجਗٙཀʕd٦ᅙݺ

፲қd೯౮˄ൈɽٙࢪɛගНܠซf

1952 ϋd˼ίಥዦήਜක¨Нኪࢭሔึ©ٙ

όd˙ج̾ 1952 ϋ 3 ˜ 19 ˚ૉdӊɧίዦ

dࢭ˴ࢪجሔึd͟٦ᅙࢭНኪٟᑘБНኪژ

НኪٟึࡰІᗴਞ̋dમ՟І͟ሔ༑ٙ˙όԸਪ

ഈeীሞձᚗᗭНኪɪٙ၇ਪᕚfܝԸdவ၇

І͟Нኪ່ٟኪᑘБཀf͟ژሔึɦಀίዦࢭ

ਞ̋eІ͟ীሞdਞ̋ڢ٫੬፣ᚔdᒱ್ࣛ٦

ᅙࢪجΪԫਕᐿώd੬ίಥዦගֆԐd߂ආБ

əɧʞϣఱʕᓙədШவϣٙНኪࢭሔึίಥ

ዦପ͛əܘɽᅂᚤfΪމdவ၇Нኪࢭሔʔසী

ሞҖόІ͟d̙ऒʿНኪٙהϞਪᕚdϾ˲٦ᅙ

Ը༆ഈd䋠ॆجܵତ˾ɛ͛ձНࢪج

ɢᙕ౮¨Нجίɛග©ٙܠซf����� வ၇̾جҖό

ձ̾ج˴ϙdᜑ್݊Іᙂ೯౨ə˄ൈɽ܁הࢪኬ

ٙɛගНܠซෂ୕f 1960 ϋd࠰ಥѶجၚٙٸ

ሔࢭಥᑘБНኪࠌࢪجᒔਖ਼ᒗሗ٦ᅙࢪجྡྷݹ

ึdʧୗ٦ᅙהࢪجක௴ٙНኪࢭሔ̾ج˙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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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Ϥ̙Ԉ˼ί 1950 ϋ˾ٙڋ

ዦژНኪٟක௴Ϥ၇ତ˾Н̾ج˙ό

c� � �Нኪਪᕚࢭሔٙࠠࠅᅂᚤf

ɓe¨Нኪਪᕚࢭሔ©ٙतᓃ

1950 ϋ˾ڋಂዦژНኪٟٙНኪਪ

ᕚࢭሔd݊٦ᅙࢪجίዦٙج̾ژɓࠠࡈ

л͛ٙɓجҖόdɰ݊ତ˾ʕН̾ࠅ

၇ࠠࠅ˙όfʔཀd͍ν٦ᅙࢪج 1953

ϋ̈و�Нኪਪᕚࢭሔ�ɓࣣࣛהႭٙԟ

ᅵd¨Нኪਪᕚࢭሔ©ٙ̾ج˙όdԨʔ

݊ɓකఱܘІᙂή̈ٙf 1948 ϋ

ৎd٦ᅙࠠࢪجอකΪҤ˚نʕᓙٙ

ዦݺج̾ژਗdίዦژНኪٟዄ੬ታኬ

ږ�කᑺ�ήᔛമᔜ͉ᗴ�ձܝdࢪ

ছ߰تᖯ�fࣛd˼ίዦژНኪٟ

ᑺစНʘቱdНኪٟʾ੬ၳdန

ίɓৎীሞৎНኪਪᕚԸəfɰఱ݊வ

ᅵd1952ϋ3˜19˚ૉdӊɧૉɪ

ᑘБɓϣІ͟ਞ̋ٙНኪਪᕚࢭሔึd͟

Зਞ̋٫І͟ਪձীሞd٦ᅙࢪجዄ

ഈᚗኬࢪf

ዦژНኪٟᑘ፬ٙНኪਪᕚࢭሔdՉ

jଡ଼ᔌҖόҁΌ݊Іމतᓃ̙˸ᓥഐࠅ˴

ٙ͟dਞ̋٫ɰҁΌ݊Іᗴٙdীሞɰ݊

ҁΌІٙ͟dਪ٫̙˸ऒʿНኪᗫٙ

Оਪᕚd˲ОԸਞ̋٫ே̙˸ఱה

ਪᕚආБഈᚗձীሞfவ၇Җόdॆ̙˸

Ⴍ݊ʔɓࣸdҁΌ݊ɓ၇ତ˾І͟ኪஔ

ٙНኪӍᎲf

வ၇ࢭሔึd¨הሔٙே݊ɛᎇ

จซՑఱਪdϞਪۆഈdˢ༰ଉٙਪᕚ

جН౷ஷɓছɛ࿁ਅ್ऒʿdϾεᅰ᙮͵א

ٙဲᗭ༆ഈf©����� வ၇І͟ীሞНٙجҖόd༰

ʘ˾ձڐ˾НኪᑺאࢭᑺdʔසҖόɪІ͟

εdϾ˲ɰ࢙ሜਗਞ̋٫ٙጐdԴ˼ࡁ

ঐጐήਞ̋ਪձীሞdவᅵఱึ࿁Нʕ

ٙਪᕚҖϓһଉՍٙΙf٦ᅙࢪجίϣНኪ

ਪᕚࢭሔึɪႭj

今天來開佛學座談會，是想採取自由談話的方

式來問答、討論、辯難佛學上的各種問題。平常登

座講經，外表雖甚莊嚴，而方式較為刻板，聽者每

感不易領會，聽之即忘；若用座談會的方式來談論

一個問題，經過大家反複申論，留入腦中的印象會

比較深一點，不會很快的就忘記。（155）

٦ᅙࢪجၾಐᒳНኪ৫ʞˢ˳Υᅂ



86

特

輯

竺
摩
法
師
與
澳
門

文 化 雜 誌 2008

ίୋɚϣНኪਪᕚࢭሔࣛdਞ̋ཀୋɓϣࢭሔ

ٙɛேᗎሧவ၇НኪࢭሔٙҖόdႩࢭ¨މሔึٙ

˙όdӚϞᑺԟᅵᘌࣸd̙˸І͟Ⴍ༑dᎇจ೯

ਪdה˸ˢ༰Ը͛ਗdϞጳሳf©�����

٦ᅙྒྷࢪج༊ٙவ၇НኪਪᕚࢭሔҖόdᒱ್

ӚהᑺձอόНኪ৫ኪࢭකޢʕН˾ڐ݊

ϞٙdШ݊ɰԨڢҁΌ̚ೌԱኯf͍ν٦ᅙࢪجІ

ʉܸ̈הdவ၇НኪਪᕚࢭሔٙҖόdίН̾ښʷ

ࣛಂఱ౷ཁπίdࣛНښίΙܓႭجd¨ே݊͜

І͟ਪᗭᚗሞٙ˙όႭ̈Ըٙ©d྅੬Ԉٙ�ใᘌ

�e�ၪᅙ༌�eږ��ഃdே݊ϋ͟

മeڛᗭeٸл̿ഃ࿁НجϞဲהᗭdሗН̋ښ

˸༆ᙑe͡ᚗϾԸٙdࣛНښձЗయ٫dɓ

ਪɓഈdאˀਪdאˀᗭd࿁வԬਪഈආБাձ

ଣdکϞəʦ˂ҢהࡁՑ �ٙใᘌ�e�ၪᅙ

༌�eږ��ഃ၇၇ՊfίНࣛښಂٙНኪ

ਪᕚীሞʕdɰϞ͜ɓૢሞᕚࣸόཀɽীሞ

ଣϓᇐdϾϓܝމԸٙНجՊٙdν�ใᘌ

�dఱ݊ɚɤε٫໋ࡈ࿁ޟჿ݊̈ ஷ©ٙ ሞᕚ೯

Ցঐה˂ʦࡁจԈdϾҖϓҢڌ �ٙஷ�f

�ၪᅙ༌�ʕٙ�ɝʔɚۜژج�dఱ݊ࣛɤ

̈©kژجᅵ݊ʔɚܣ¨മᔜίɓৎఖᔎ䋠ࡈ ᅵʑܣ

ঐɝʔɚژجk©வՇࡈሞᕚආБᚗሞү৷ԈϾ

Җϓٙf

٦ᅙࢪجᒔܸ̈dίʕ̚˾dНޢɰϞ

¨˴ᑺ©ձ¨ேᑺ©ٙႭجՓܓdՉʕ¨ேᑺ©ఱ݊

ίᑺཀʕ࿁̈ ˴ᑺ©ਪᗭٙɛfவ၇Җόί̚˾

ࣣʕεϞা༱f˼ᗎሧ̚˾ٙ¨˴ᑺ©ၾ¨ேᑺ©ʘ

ගٙʝਗeᚗᗭd¨ᙄሞࠬ͛dग़̈৺Ӛd͵ხఘ

ِբ©d݊߂ૉڐ˸Ըٙᓉ؍υ৫dᒱϞ̈ ˴ᑺ©ၾ

¨ேᑺ©ʘΤdྼ̰ࡡۍจ່fΪϤdܲ٦ᅙࢪج

ІʉהႭd˼Ч˷ʔཀ݊ίዦژНኪٟࠠอܨూə

̚˾ٙவ၇̾جҖόϾʊf٦ᅙהࢪجᑘБٙНኪ

ਪᕚࢭሔdᒱ್ɰ݊ί˼˴ܵНኪᑺʘܝආБ

ٙdШԨӚϞ྅̚˾ԟᅵணɓ̈ ேᑺ©ٙ ԉЍdν؈

ႭϞdԟᆽ݊הϞਞ̋ࢭሔٙɛே݊̈ ேᑺ©fவᅵ

ଣ༆ዦژНኪٟٙ̈ Нኪਪᕚࢭሔ©ᒔʔѼdΪމ

ίНኪਪᕚࢭሔʕd٦ᅙࢪجɰʔ݊̈ ˴ᑺ©dϾ

Νᅵ݊̈ ேᑺ©d̙˸வჿႭdவ၇Нኪਪᕚࢭሔd

ɛࡈમٙ͜ীሞҁΌ݊Іٙ͟ҖόdΪϤdӊ͟

ே̙ঐ݊¨˴ᑺ©dɰே݊¨ேᑺ©f

˸ɪٙሞ̙ࠑԈd٦ᅙࢪجίዦژНኪٟה

කٙ࢝வ၇Нኪਪᕚࢭሔٙ̾جҖόd࿁Нښί

Ιࣛج̾ܓಂٙІ͟ীሞҖόԸႭd݊Іᙂٙᘱו

ձ೯౮ΈɽdϾ࿁ʕНٙෂ୕̾جᑺҖό

ԸႭ݊ΌอٙdྼՈක௴ତ˾ʕНኪԃၾ̾ج

อҖόʘ̌f

ɚe¨Нኪਪᕚࢭሔ©ٙཀ

٦ᅙࢪجίዦژНኪٟٙ̈ Нኪਪᕚࢭሔ©ܝۃ

ආБəʞϣdۃɧϣवɨəাdܝՇϣӚϞवɨ

াf͍ν˼ІʉהႭj¨ࣛᑺ٫Ԓجࠋਕdֻ

ԸಥዦʘගdʔڗИዦژdࢭ˸הሔึ߂කəɧʞ

ϣఱʕᓙəiϾܝԸՇϣٙᇃɿdΪ͊ะଣdʔ

ɮɰίБ໔ʕвdவ̙݊ٙl©�����वɨাٙ

வɧϣࢭሔٙՈཀνɨj

ୋɓϣНኪਪᕚࢭሔ݊ί 1952ϋ 3˜ 19˚ૉd

ήᓃ݊ዦژНኪٟd͟٦ᅙࢪج̈ dː©ࢭ˴

֢ɻЪাd̈٫ࢩಥዦӲɾ֢ɻɧɤεɛf٦ᅙ

ʧୗක઼̈ࢪج Нኪਪᕚࢭሔ©ٙ จ່dᆽܸ

̈ʔ݊͟˼ɓࡈɛ˴ᑺٙ̈ ᑺึ©dϾ݊͟ɽ

Νਞၾٙ̈ ԫӚϞ˴ᕚٙ௪dҁሔึ©f͟ࢭ

Όમ͜І͟ਞၾeІ͟ীሞٙҖόdΪϤவϣٙ

Нኪਪᕚࢭሔਪ٫̈ٙመνɧ࠱Нʿɽʃ

fНνОਜйٙவᅵɓԬਿ͉ਪᕚٙীሞක࠱

ᒔʔ˄ቇᏐdၾሔึdɽࢭவ݊ୋɓϣНኪ͟

ՉႭ݊ীሞdʔνႭ݊ഈဲdуਿ͉ɪ݊Ըਞ̋ٙ

З֢ɻᚐج̈Нኪɪʔูٙဲᓃd͟٦ᅙج

Ꮠഈfࢪ

ୋɚϣНኪਪᕚࢭሔ݊ίΝϋٙ 3 ˜ 22 ˚ૉd

ήᓃʥ݊ዦژНኪٟd˴ᑺᒔ݊٦ᅙࢪجdাɰ

݊ː֢ɻdਞ̋ɛᅰᜑεୋɓϣd༺ʬɤ

εɛd͍ν٦ᅙࢪجίϤϣݺਗٙකఙͣʕהႭj

¨уࢩɛᅰˢۃɓϣһεdһ፣ᚔd̙ԈЗ࿁ක

ሔึdˢᛓᑺһชጳሳf©ਞ̋٫ٙΤఊʕࢭ

dୋɓϣਞ̋ٙɛdவϣਿ͉ɪேԸə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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Ͼਞ̋ཀୋɓϣࢭሔٙɛ౷ஷˀ݈வ၇І͟Ⴍ༑e

ᎇจ೯ਪٙ˙ό͛ਗϞሳf�����வϣࢭሔึ༰ۃϣ

Ϟ༰ɽҷආٙ݊dୋɓϣਿ͉ɪ݊ɽਪd٦ᅙ

ɓɛΫഈiϾவɓϣεɛϞəୋɓϣٙࢪج

᜕dɽʔස፣ᚔਪdϾ˲ɰϞʔˇɛਞ̋Ꮠ

ഈdॆ͍ආɝՑীሞً࿒dϾʔ݊྅ୋɓϣࢭሔึ

ԟᅵ٦݊߂ᅙࢪجɓɛᏐഈfவϣਞ̋ה٫̈

ٙਪᕚԸdɰᜑή༰ୋɓϣࠅଉɝεfୋɓ

ϣ˴݊ࠅНኪɪٙɓԬਿᓾٝᗆਪᕚdϾவϣࢭሔ

ึɪdНዝ̦eНኪᄃࠐձНኪၾତ˾߅ኪഃഃ

ϓࠅ˴މীሞٙਪᕚf

ୋɧϣНኪਪᕚࢭሔึ݊ίΝϋٙ 9 ˜ 1 9 ˚

ૉdήᓃҷίዦژНኪ່ٟኪd٦ᅙ͟ࢪجୋɓϣ

މᑺ©dՑவϣҷ˴¨މdཀୋɚϣҷ©ࢭ˴¨ٙ

ɛࠅ˴ሔ࿁ࢭfவ၇ᜊʷdՉྼˀ݈əϣ©ࢩ˴¨

ٙࢪجሔึ٦ᅙࢭʔΝԉЍ֛ٙЗfୋɓϣٙي

කఙͣʕʔᗭซԈd݊ಂܙНኪਪᕚࢭሔึdϓމ

ΤਓՉྼٙɽІ͟ীሞึd̈ ٦ᅙႭ݊߂©ࢭ˴

Ꮠഈאɛܵ˴אᑺɛ˴ڢሔɛdԨࢭࠅ˴݊ࢪج

ɛfୋɚϣНኪࢭሔึᜑ್݊༊ྡӝ՟ୋɓϣٙ

᜕dΪމୋɓϣࢭሔึՉྼఱ݊ɽਪd٦ᅙج

ᑺɛdΪϤdίୋɚ˴މყϓྼࢪجᏐഈd٦ᅙࢪ

ϣࢭሔࣛҷ̈މ ˴ᑺ©f̙ԫྼ͍λˀdୋɚϣࢭ

ሔึڢ੬ϓ̌dᜊϓɓϣॆ͍จ່ٙࢭሔึdɰఱ

І͟ীሞึfவᅵdНٙܙಂהڋሔึක઼ʘࢭ݊

ኪࢭሔึٙ˴ࠋࠅபɛdʔνڿΤ̈މ ࢩ˴f©ࢩ˴

ఱ݊˴ܵɛٙจܠdОࢭሔึேࠅϞ˴ࢩdΪ

ϤdՑୋɧϣࣛd٦ᅙٙࢪجԉЍ֛Зd݅ʔ݊ఊ

ॱٙ¨˴ࢭ©dɰʔ݊¨˴ᑺ©dϾϓࢩ˴¨މ©f

̙˸வჿႭdϞəۃՇϣ᜕ٙձᅂᚤdୋɧϣН

ኪਪᕚࢭሔึఱึϓ̌εfྼყઋҖɰ݊νϤf

வୋɧϣНኪࢭሔึਞ̋٫ᄣЇɖɤεɛd̙ԈН

ኪࢭሔึᅂᚤ൳Ը൳ɽdіˏəһεٙɛਞ̋f̤

̮dਞ̋ࢭሔึٙɛdۃՇϣৰə٦ᅙ̮ࢪجே݊

֢ɻdவϣᄣ̋əᙑᙂ๕ࢪجf

್d௰ঐˀ݈ୋɧϣНኪਪᕚࢭሔึࣖ؈

ٙdʔස݊ਞ̋٫ጐਞ̋əІ͟ীሞdһࠠٙࠅ

݊ীሞٙНኪਪᕚ൳Ը൳ኪஔʷdஹΣԸყኪஔ

፫˥ٙܠНኪڌ˾ϋਪᕚdߏሞʔ;ٙНنޢ

Ϊኪਪᕚdேϓމীሞٙᆠᓃf

ɧe¨Нኪਪᕚࢭሔ©ٙᅂᚤ

ዦژНኪٟٙ̈ Нኪਪᕚࢭሔ©ٙ ɧϣাᇃd

ேʱй̊೮ίࣛዦو̈ژ �ٙೌးዱ�ᕏႦɪfΪ

ϤdࣛٙНኪਪᕚࢭሔึʔසίਞ̋٫ʕପ͛ܘ

ɽٙᅂᚤdఱ݊ί�ೌးዱ�ٙ ᛘ٫໊ʕɰପ͛əጐ

ٙᅂᚤf͍ν٦ᅙܝࢪجԸί�ೌးዱ�ʕהႭj

¨͉̊ୋɧಂ೯ڌ¦Нኪࢭሔึ§ୋɓึܝdˏৎჃ

ෂʘ˙ό٫܁Ӻᛘ٫ʔˇጳሳdԸՌΝจϤ၇ڐ

εৎf©�����͵Ϟᛘ٫֢ɻԸڦᗎ౮Нኪਪᕚࢭሔj

內容豐富，理論精闢，尤以貴社之佛學座談

會，獨樹一幟，為港澳佛教團體倡；而法師答釋

精詳周到，令人讀之頗感興奮！若非博學智深，

不克負此重任。如此研究佛學，認識特別深刻，

獲益最大。（⋯⋯）法師所答各題，旁徵博引，

理由充足，無任欽佩！（160）

್d௰Ϟจ່ٙdᒔʔ݊Ցᛘ٫εˇٙᗎ

ᚑdϾ݊ᛘ٫ՑዦژНኪٟٙНኪਪᕚࢭሔึী

ሞٙਪᕚܝdԸڦఱՉʕٙɓԬীሞ̈ਠจ

ԈdϾԴዦژНኪٟٙНኪਪᕚࢭሔఊॱ֛ٙ

֛ࣛᓃٙНኪݺਗdᓒ࢝ՑٟึdɗЇዦژᅂᚤ

Їऎʫ̮f

ᑽᘒ֢ɻίԸڦʕఱतйՑɧࡈਪᕚj

ɓ݊dج�ശ�ʕ˸Ϻԓఏʃ࠱d˸ԓ

ఏʕ࠱d˸ˬԓఏɽ࠱dϾ˸ɽͣˬԓఏɓН࠱d

уఏึɧ࠱ᓥɓٙ࠱จܠdϾࢪجίࢭሔึ˸ɽͣ

ˬԓఏɽ࠱മᔜdОהኽk

ɚ݊dږ��ʕϞ¨νԸމ೯ɽ٫࠱Ⴍdމ

೯௰ɪ٫࠱Ⴍ©Շ̩dᜑฉࢪجίږ�ॆ່ଯ�

ʕፗɽމ࠱йዚ�уН࠱ج�d௰ɪމ࠱ዚ

�уН࠱�dࢪجίࢭሔึʕႭ௰ɪ࠱уമᔜ࠱dӺ

ɽ࠱ၾ௰ɪ࠱ϞОਜйk

ɧ݊dᗫُʷɛᛓႭʮࣩ݂ٙԫd�ɽ࠱

ৎڦሞࠑা�া༱ٙၾࢭሔึɪהႭٙʔɓߧdу

කͪ¨ʔࢪ٫݊Ⴍُʔٝ፹ίОஈdᛓϵɩᐥ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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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Ϊ©؈ːࢻ୭ໆiϾࢪجፗُːʊͣd

ϵɩɨᔷႧd್ܝ୭ُԒd˲ᔷႧމ¨ᒔໝΪ

ჿΫԫkܣӺ݊©؈dϾʔ݊¨ʔ݉Ϊ©؈

٦ᅙࢪجਖ਼ژί�ೌးዱ�ʕΫᔧəᑽᘒ֢ɻ

ٙဲਪj

Չɓd ശ�ٙجܲ� ˖ଣ༆d˸ɧԓᙅఏɧ

dϾɽͣˬԓʔཀ݊ˬԓٙᓒ̂Չඎd˸ᙅఏɽ࠱

ʔΝٙਪ࠱ɓא࠱ၾɽ࠱ɧᄣɪЇʘ່fЇ࠱

ᕚdዝԸேϞنᙄdʔλႭࡳҁΌ͍ᆽf

Չɚdɽ࠱ၾ௰ɪ࠱ே̙മᔜ࠱ɪͭԊdɽ

؈Ոٙהമᔜ݊࠱ΪБdϾ௰ɪٙࡌהമᔜ݊࠱

ᅃd̈ Ϊ༈؈ऎd؈࿏Ϊ๕dՇ٫ʔঐ࿚މɚي©f

̤ɓ˙ࠦdɽ࠱eɓ࠱eɓН࠱ձ௰ɪ࠱ᒱίΪ؈

БɪeɽʃඎɪఱՉࠠᓃϾйͭεΤd߰˸ଣፄ

ึʘdʥމɓيϾІε˙ࠦجʔΝfΪϤd�ຄ

Тࢪήሞ�ഃהፗɪ࠱уܸᑊၲᇝᙂ࠱dമᔜ֢Չ

ɪd݂Ϟೌɪ࠱уമᔜא࠱ɽ࠱fʔཀdമᔜ݊І

ΪԊdೌɪא࠱௰ɪ݊࠱І؈ԊdΝ݊ɓجdΪ؈

ϞஹdӔʔึਗ̴਼ࡁ࿚್ʱකf

Չɧdُᐥɓԫd¨จίኪН٫¦೯മ

ːdଉڦΪ؈§dϤଣ݅d͵ၑəԫf©Չྼdᗫ

�ഃُ͖ᐥٙা༱d�ʞዱึʩ�ʿ�̬

εНՊᘬʕேϞdၾ�ɽ࠱ৎڦሞࠑাה�Ԋdɽ

ϙΝd߂Ϟ༉ଫʔΝf˼तйܸ̈j

況野狐僧既為“化人”，問題更大。蓋其既

能變化自在，又自知其說錯法得罪，指定和尚為

其下一轉語，則絕不能說其完全不知錯處！故鄙

意以為野狐之所作，或亦大權示現，其亦開曉禪

病者之忽略因果耶？如是則言其事前未知固合

理，即言其已知又何妨呢！（161）

Ϥ̮dᛘ٫ЯೌҢίୋɧϣНኪਪᕚࢭሔึা

ܝdɰԸڦఱ̈ ᆀ˰ޢ©ٙ ਪᕚdତ˾߅ኪٙ

ԉܓ̈ীሞdܸ̈ɓʱኪНٙɛdɓ˙ࠦᗎᆅ

Н͖ٙجѶdɓ˙ࠦɦᕿဲНႭٙೌᇆfՉྼdН

ɪٙρ֞ᝈd࿁வࡈᕎකҢ߂ࡁਜਜɤຬᄂН

ɺٙГ˙ᆀ˰ޢdʔཀ݊ɓܘࡈܘٙ൷ᕎd

ࡁႭٙdίҢהБfНɪࡌਖ਼ː̘ࡁतᘉҢ˸ה

ɭɛΈʕܘᗭซdν؈ʔ݊ίʦ˚߅ኪ೯࢝Ϟ

၇ૐჃᗝe׳ɽᗝٙᏍпdምɰೌجᗇНɪ

ٙᆽfܲତ˾˂˖ኪٙ೯ତd൷ᕎήଢܘჃ

dᒔϞࢭජdӊɓ˄ࡈdӊɓே݊ɓٙ

εᐑᔎ䋠̴ٙБdӊɓБdே̙ϓމɓࡈ˰

Ⴍהɓdఱ݊Нɪࡑ˄ජʔཀ݊˄ٙࡁfҢޢ

ӻdӻ̮dᒔϞೌᅰٙئვࡈfίவޢ˰ࢄٙ

வ͍݊НɪהႭٙ̈ ɧɷɽɷ˰ޢ©f˼ޟЇႭj

真理即真理，事實即事實，在於今日科學日

益昌明的時代當中，一切古昔的神學、玄學、陰

陽家、道家，對於渺茫無涯的宇宙的學說，都在

萬能的科學相對照之下，而一一現出其虛妄的面

目來，唯有佛經所說的種種，即因科學發達而愈

證明其準確。此無他，蓋因佛已得無上正遍覺

知，其智境非如吾人 零碎不確之知解所測量，故

起疑惑，為修行之障，良可哀也。宇宙之大，固

非渺小之人類所能測量，即眼前之事物，又何獨

不然？試觀一滴水內，有無量之微生物，光學上

之紫外線，皆非人類目力所及，在某限度外震動

之聲音亦非人類聽覺所及，但由科學之方法，皆

一一證明其存在，足知佛經上所說的一切不能見

不能聞之事物，皆有其存在之價值，甚至可由科

學之繼續發達，而將來均一一予以實現於我們的

肉眼前，那時的娑婆世界，或值此而成為普遍佛

化的樂土！人類不再對於佛說存有懷疑，於是實

現了人間淨土！（162）

ΪϤdЯೌҢ֢ɻႩމdҢࡁᒱ್ʔঐܸૐ͜

̙ˇЂɰֻ͛Г˙dШ݊ЇٙࡁԴҢج˙ኪٙ߅

˸ᗇdίࢄ˰ޢ˸̮dٙٙᆽᆽπί䋠Չ̴ٙ

ɺdϾவࡈɤΌɤٙߕᆀ˰ޢdɰఱʔᗭซ

əlҢࡌࡁଋɺٙɛd௰˴ࠅ݊ٙࠅϞɓڦ¨ࡈ©

οdν؈ஹԟࡈӋٙͦٙή�c��ᆀ˰ޢே

ʔڦdԟᒔኪޟჿНճkЯೌҢ֢ɻɰΪϤʔတ

จ٦ᅙࢪجίࢭሔึʕɓբ੶ሜ¨ਬːଋɺdІ

�����fجႭٙ©ښ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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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摩法師與《無盡燈》雜誌在澳門的創辦

ίዦژତ˾Н˖ʷ̦ɪd�ೌးዱ�ᕏႦٙ௴

፬ՈϞՉࠠٙࠅዝ̦จ່f�ೌးዱ�ᕏႦʔසַ

ᚃəҤࣛಂዦو̈ژ �ٙᙂࠪ�ᕏႦٙତ˾ɛගН

तЍdϾ˲ϓމ 1950 ϋ˾ಥዦήਜਬɓٙɓ΅ණ

ኪஔeܠซձٟึɓٙН˖ʷᕏႦf

͍ �݊ೌးዱ�ᕏႦdԴࣛಥዦήਜٙНޢձ˖

ЯೌҢ֢ɻ͜߅ኪԸᙕᙑНኪd݊ڐ˾˸ԸН

ޢˢ༰ݴБٙЪجdɰ݊ڐ˾˸Ը˄ൈɽࢪխᝫ

Н߅ኪʷٙɓ၇ڌତdᒱ್ᗭеϞଘ੶ٙึڝή

˙dШଭତəН࿁ତ˾߅ኪϓٙ؈ጐሜቇf

ΪϤd٦ᅙࢪجίəЯೌҢ֢ɻٙԸܝڦd1953ϋ

5 ˜ 14 ˚ଉցίዦژНኪ່ٟኪҁϓəΫᏐᇃf

٦ᅙࢪجίΫᏐᇃʕܸ̈j¨ঐ˸ତ˾߅ኪʘ

ႭԸᗇᆀ˰ޢdଋɺ່֚εੵה౮d͵̙ፗ

ጌˏ͗f©ʔཀd˼͉ɛԨӚϞщ֛ᕎϤɤຬᄂס

Нɺ̮ᆽϞᆀ˰ޢπίdԨεϣ �ԸښᏎڛˏ�

Ⴍᆀ˰ࡌމޢଋɺ٫ᒈΣٙͦᅺf˼ᒔܸ̈j

再以理答，故出“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之

教義，使行者不因事忘理，從心外取法，即可納

事於理，融境於心，此與淨土宗名著 　  藕益大

師的《彌陀要解》中思想亦不相違。且示以不拋

棄現實世界，而另覓他方國土，或即從此現實中

來爭取清淨佛土，亦不失為迎合時潮的一種權宜

作用。（164）

٦ᅙࢪجᒱ್ᗎሧЯೌҢ֢ɻତ˾߅ኪԸႭ

πίdШ݊d˼ʥ್ҭ൙ЯೌҢ֢ɻٙޢ˰ᆀ

ཀ੶ሜ¨ː̮՟جdϾ̤ӋϤɤຬᄂНɺ̮ٙГ

˙ᆀ˰ޢ©ٙЪجj

此“心外取法”，豈是佛法正義？亦豈是淨

土正宗？《觀經》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華嚴》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深密》謂

“諸法眾緣生，唯識現”，《楞伽經》謂“心生則

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佛法對心外取

法，斥為外道，意即在此；且與居士自引蓮池大

師“夫即心即境，終無心外之境；即境即心，亦

無境外之心”之語亦相違。觀居士之文，亦知深

識佛法，而有“心外取法”之語，恐亦一時權

宜，或與我用“象徵”二字犯了類似的毛病？（165）

ɪࠑவݬΫᏐ˖ʕ̙˸̈d٦ᅙࢪجᒱ್

ᗎሧЯೌҢ֢ɻ˸߅ኪԸႭНجdપ࢝Нٙତ

˾ΥଣdШ݊d˼ʥ್ςН͉ٙ࣬ͭఙdˀ

࿁ɓբήਗ਼Н߅جኪʷdɗЇ೯͛ᜑ༼Н͉࣬

່ٙЪجfΪϤd˼ʑᆽήܸ̈d̈ ː̮՟ج©Ͼ

Ӌɓ̮ࡈίٙᆀ˰ޢd߂ʔཀ݊ᛆ֝ʘجd݊

ί߅ኪࣛ˾܁౮Нٙجɓ၇˙کdԨʔঐщ֛Нج

¨ɧޢਬːdຬجਬᗆ©່͉ٙ࣬ଣf

˸ɪՇԷႭdዦژНኪٟٙ¨Нኪਪᕚࢭ

ሔ©dՉᅂᚤʔසසڌତίਞ̋٫ԟ༁dྼყɪஷ

ཀదʧٙෂᅧdϾᅂᚤՑٟึdίಥዦʿऎ̮ٙН

ޢɰପ͛əࠠٙࠅᅂᚤf 1954 ϋ٦ᅙࢪجՑ৵Ը

Гԭ̾ܝجd੬ᑘБ̈ Нኪਪᕚࢭሔ©dίޢձ

ٟึପ͛əԄλٙˀᚤf 1960 ϋdʊԒί؇یԭ

ϼٙᒗڗྡྷݹٸၚجಥѶ࠰dᏐࢪج٦ᅙٙج̾

ሗdਖ਼Ը࠰ಥމථژኪٙΌ͛ࢪሔ¨ࢭሔ

Нኪٙ˙جਪᕚ©dӻ୕ήᙕࠑə˼ᗫ͜ତ˾̈ ࢭ

ሔึ©ٙҖό̾౮Нٙج᜕ၾชซfΪϤd٦ᅙ

̈ٙ௴කהНኪٟژίዦࢪج Нኪਪᕚࢭሔ©dʔස

ස݊ʊ೯͛ཀٙࣛගeήᓃձɛٙيԫdɰڌ

ତίԫཀהܝˏৎٟٙึীሞʿՉٟึˀᚤfஷ

ཀவ၇ΣٟึַФٙНኪীሞdʔසԴࡡϞٙ¨Нኪ

ਪᕚࢭሔ©ٙᅂᚤ൴൳əࣛ٤ٙ҅ࠢdһԴН͍ٙج

ᝈׂආɓӉଉɝՑಥዦʿऎʫ̮ٟٙึʘʕf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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ʷޢʘගϞəɓ۰ࡈΥࣛ˾ც̻ݴʹٙࠅၽdԨԴ

ಥዦήਜٙН˖ʷޢၾऎʫ̮ٙН˖ʷޢʘග

ঐʹ౬༟ৃdʝዧᎸdϞࣖήڮආə͏ڋ˸Ը

ٙʕНࠧอ༶ਗٙܵᚃක࢝dމ 20 ɨ̒ߏ˰

˸Ըಥዦʿऎʫ̮ٙʕН˖ʷٙూጳၾ೯࢝ఢ

֛əࠠࠅਿᓾf

《無盡燈》雜誌的創辦及其宗旨

1951ϋ݊ಥዦН˖ʷڢޢ੬ࠠٙࠅɓࡈϋ΅f

͍݊ίவɓϋdʔසዦژН່ኪΪᅂᚤԄλϾᓒ

फdϾ˲ίಥዦНٙޢɽɢ˕ܵɨd٦ᅙࢪجፋ˓

௴፬ə�ೌးዱ�ᕏႦfவ

݊ᘱҤ˚ࣛنಂᇜ፨̈

و �ٙᙂࠪ�ᕏႦʘܝίಥ

ዦήਜ௰ϞᅂᚤeԨࠬБ

ऎʫ̮ٙɓ΅ࠠٙࠅН

˖ʷ̊يd̴ၾዦژНኪ

ٟɓৎdϓ1950މϋ˾˄

ൈɽࢪɛගНܠซίಥ

ዦٙɽ͉ᐄf

˄ൈɽࢪ௴፬ٙ�ऎ

ᆓࠪ�ᕏႦՑ1951ϋʊတ

ɧɤϋd٦ᅙࢪجίಥ

ዦމவ΅ჯኬʕНࠧ

อ༶ਗڐɧɤϋٙ˴ኬ̊

fίׂߏͪڌ˖ᅠژਖ਼ي

�ऎᆓࠪʻ๋ชԊ�ɓ˖

ʕd٦ᅙࢪجଉชࣈጳН

e܁ෂНجdᕎʔක௴

፬ᕏႦٙ˖ο܁ෂdஷཀ

ᕏႦٙ˖ο܁ෂd̙˸Դ

ෂٙɢඎଉɝՑ౷ཁٙ܁

͏ගdіˏٝᗆ΅ɿ࿁Н

࿁Нࡁጳሳd༆ৰɛٙج

࠱၇Ⴌึdᙕ౮ɽٙج

Нٙجહ˰હ͏ʘਃɽॆ

ଣfίவ˙ࠦd˄ൈɽࢪ

݊ᙂ٫d˲݊Нءޢจ˖ο܁ෂٙක٫ןf˼௴

፬1920ϋ �ٙऎᆓࠪ�ᕏႦd྅̈ ɛऎʕٙᆓࠪ©d

ɧɤϋԸdɓٜ݊ʕНࠧޢอ༶ਗ௰ࠠٙࠅଣሞ

ձ܁ෂ৬ήdίऎʫ̮ՈϞʔ̙ಁ˾ٙࠠࠅᅂᚤdϓ

પۃНࠧอ༶ਗձɛගН༶ਗʔᓙΣ˾ڐʕމ

ආٙࠠࠅᅺႦf̴ٙ͟ᅂᚤdΌήɦᇜ፨̈و

ɽҭٙНܠซٙଣሞၾ܁ෂ̊يdνขٙژ�ତ˾

Н�ȅ̻ٙ�Н൙ሞ�eیԯٙ�ʫኪ�eɪ

ऎٙ�ʕНኪ�e˂ٙݵ�Н˜జ�˸ʿҤࣛ

ಂ̈ٙ؍࣭ٙو�ɿћ�eዦٙژ�ᙂࠪ�e࠰ಥ

ٙ�ɛऎዱ�ഃഃfШ݊d͍ν٦ᅙהࢪجԊj

�ೌࣣዱ�௴̊ʿୋ 100 ಂࠦ܆�ᓜ۬ɧᅆᑺੀ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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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許多刊物中或因經濟，或因環境的各種關

係，時斷時續難以持久，唯有在新佛教中資格最

老的刊物   　 海潮音出至今日已滿三十年，依

然繼承不斷地出版着。其間因經濟的缺少，及編

輯環境的不適   　 尤其是在八年抗戰的時期中，

經過種種苦難的掙扎，而克服種種的困難，始能

在其他佛教刊物皆已沉寂斷絕的今日，唯有

它   　 海潮音為魯殿靈光，巍然獨存，依然無

恙，這是一件極不容易的大事！（166）

̙˸Ⴍdίڐ˾νϤልᕏεᜊeၾ݁طΪ

९ʹʝᅂᚤٙઋرɨdঐܵ̈وᅰɤϋٙ̊ي

Ϟܸ̙֡ᅰٙ�؇˙ᕏႦ��ԃᕏ߂੬ˇٙdڢ݊

Ⴆ�ഃdϾ�ऎᆓࠪ݊߂�ɓ΅Н̊يd˲݊ɓ΅

d̴ঐ͛πɧɤيซٙอН̊ܠ౮Нࠧอ܁

ϋdʊ݊փ༦ədቦٙ݊˄ൈɽࢪɛගНࠧอ

ձεε˄ൈࢪซٙၚग़˕ᅟeቦٙ݊˄ൈɽܠ

ɽژٙࢪɛҔɿʿᎇࡁ٫дࠠࠠѢᗭd߮ː֘

༏dԔ߮ᐄf٦ᅙࢪج৷ܓ൙ᄆ�ऎᆓࠪ�ί˄ൈ

ɽ̾ࢪ౮ɛගНܠซʕٙतࣿࠠࠅจ່j

尤其是太虛大師，一生佛教事業建設的精

神，大多寄託在海潮音中，所以大師現今雖已逝

世，而其不死的精神，仍然長寄在海潮音中，所

以凡是參加建設新佛教的信徒，今日每一翻開海

潮音，便如看見大師為佛教為眾生的精神，仍在

一頁一頁中活躍着。因此，海潮音的持續及其前

途的發揚光大，實為今日一切佛教信徒所應注意

的。這不特是紀念大師的精神永遠不滅，同時也

是使新佛教的慧命永遠長存！（167）

ߏࢪجᜑ್d٦ᅙܘ �ׂऎᆓࠪ�̈ ೯Бɧɤو

ϋdྼׂ݊ߏ˄ൈɽࢪ௴፬�ऎᆓࠪ�ᕏႦٙዝ̦̌

ᐶdᙕ౮˄ൈɽࢪНࠧอଣሞၾܠซٙࠠࠅዝ̦

จ່˸ �ʿऎᆓࠪ�ᕏႦ࿁܁౮ձપ࢝˄ൈɽࢪɛ

ගНܠซٙतࣿࠠࠅจ່fה˸˼խᝫj¨ɭ݊

НࢯdᏐ༈૩ೌମ່ή࿁வНਬɓٙ̊يd

ɽࠅᏐ༈ணجΝԸၪܵฌᚐdԴ̴ٙ͛ն͑Ⴣ

䋠ॎৰලฮٙΈ࢛׳ዱ෫dࢭdνɛऎʕٙɓڗַ

ԅl©�����

Ϟช௴፬ᕏႦ࿁܁౮Нࠧอܠซٙࠠࠅจ

່d͟ಥዦήਜಀϞཀᅂᚤٙН̊ي�ᙂࠪ�ձ

�ɛऎዱ�ᘱ৾፬εϋdί˄ൈɽࢪ௴፬ձ೯Б

�ऎᆓࠪ�ᕏႦʘၚग़ٙዧᎸʘɨd٦ᅙࢪجաᄿɽ

ಥዦНڦٙɽɢ˕ܵၾᏍпd 1951 ϋӔ֛௴

፬ɓ΅Н˖ʷ̊يd˸પਗɛගНίಥዦձऎ

̮ٙආɓӉෂᅧf 1951ϋ 8˜ 12˚dуНᛇః˚d

٦ᅙࢪجίዦژНኪٟᇜ፨̈وə�ೌးዱ�ٙ ୋɓ

ಂdу௴̊d͍ν˼Іʉί༈௴̊ʕהႭj

那時抗戰八年雖然勝利，而一切佛教的大小

雜誌，都已在戰爭浩劫中被砲火燬滅，使佛教又

回到文化的沙漠。我常這樣想，在這個時候能辦

出一個佛教雜誌來開發佛教的源泉，可能會在文

化沙漠中有浮現綠洲的希望。（169）

٦ᅙ͍ࢪجᕿϞவ၇ಂૐࣛdೌจʕ೯ତίІ

ʉϗᔛٙᔚ਼ࣣ༁Ϟɓ΅ 1939 ϋࣛίዦژН̌

ᅃ؍ীफɪٙᑺᇃ�ၪᅙ༌ᑺ༑�dࣅৎவ͉ʊ

൳ɤϋٙᑺᇃd˼ชຬɷdһᜓփή೯ତɪࠦϞ

வᅵٙ༑j

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

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

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

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170）

�ၪᅙ༌�ٙ ɪࠑவݬ༑༁d٦ᅙࢪجաՑ

ɽٙᙃਗd˼ᙂjܘ

這是闡明了“無盡燈”的名義，是由一個人

發菩提心，點着一盞心燈，復由一盞心燈燃起多

盞心燈，燈燈相映，光光無盡。如果把這盞燈拿

來作佛刊的刊名，倒是非常有意思，且意義深

長，含有鼓勵性的作用。（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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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٦ᅙࢪجਗ਼ІʉٙซجၾዦژНኪٟٙ

ΝʠආБəʹݴdҎૐঐ፬ɓࡈΤοఱ̣�ೌးዱ�

ٙН˖ʷ̊يd˸¨̾౮Н˖ʷ©f

ഐ؈dዦژНኪٟٙΝʠࡁேܘ৷ጳdԨͪڌ

Νdɽேᙂவ݊ɓڢࡈ੬λٙਗᙄdʔν൵

ᆠ͂᚛d৵ɪఱਗ˓ਗ਼̊ي፬ৎԸf݊dఙఱ

Ꮭ֛ə፬̊ԫධdપᑘ٦ᅙڗٟމࢪجdࠋࡒபᘪ

ಛձ೯БʘԫਕiࣛʕڡϋᰲࡰࠅeԸዦژᒒ

жϾࣛ੬ԸНኪٟᛓኪНٙ؍ːᏣ֢ɻdપᑘ

பᇜ፨ʈЪiНኪٟ৶ː֢ɻዄпࣧfࠋ

މ་ɛdԨᏊیኪਠࠃ⺗˄̦༷fՉ˼ٙ೯

Бࡰഃdɰேᘱપ̈fϤܝd٦ᅙࢪجᘱ೯Ռ

ഗಥዦήਜٙཾࢪޢڳʾdሗʚ˸ᏍпԨሮᇃf

�ೌးዱ�ᕏႦ್֢ఱίՇو̈ܝ˜ࡈə௴̊f͍

ν٦ᅙࢪجІʉהႭj

 在沉寂已久的港澳佛教出版界，燈刊應運而

出，來了一個小突破，掀起一陣熱浪，再鼓勵以

文字宣揚佛法的空氣，大家都有點喜形於色的樣

子。（172）

ʕН˸ᐥމतЍ�����dɰఱ݊Ⴍd݊ࡇ

ʔͭ˖οٙfШ݊dྼყɪdዝ̦ɪݴෂəεН

ٙՊձ˖ᘠdϾࡥ҂˸ܝʕᐥ֚ٙ˖ᘠһʔ

ˇfவఱ݊ႭdНݴٙجᅧd݊ᕎʔක˖οٙdӚ

Ϟə˖οٙෂᅧdɛࡁνОᐝ༆Н່ॆٙجk٦ᅙ

ᆽήႭjί�ೌးዱ�ᕏႦ௴̊ٙ೯̊൚ʕࢪج

佛法是從佛的實證經驗中產生出來的一種

學問，其最高的原理，是唯親歷其境者的“現

量智”始能照徹，沒有到達這種現量智境的

人，是無法臆測得到的。在這點上，所以說佛

法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但如果完全不靠

文字，則雖有佛法之高深與淵博，又怎能瞭

解？因此，佛法是性超文字而不離文字，離了

文字的佛法便無從證悟的佛法，所以佛陀的三

藏十二部聖典，禪門的一千七百則公案，都離

不了文字；即三般若中最高理境的“實相般

若”，也是由“文字般若”起了“觀照般若”的

功用而達到的。可知佛法在在需要文字，所以

不立文字而當注意者，是叫人不要死在文字語

句的葛藤之下，執藥成病，迷指失月，若能得

魚忘筌，得兔忘蹄，則說文字固屬多事，即說

“不立文字”亦是多事了。（174）

ΪϤd፬НᕏႦdఱ݊͜˖οԸ܁౮Нٙج

ॆፍfһОرତ˾ٟึݴБజ̊ᕏႦٙ˖ο܁ෂf

˼Ⴉމd̾މ౮НʘॆଣdڌତНٙښၚग़d˖

ο̊يɽඎήପ͛dྼމ¨ତ˾ࣛැձତ˾ܠᆓה

̀ც©f٦ᅙࢪجतйܸ̈௴፬�ೌးዱ�ᕏႦܸٙ

ኬܠซא፬֚̊ϙj

或曰：世變日急，人心惶惶，生活之安定和

生命之隨時堪危，自顧不暇，尚有何種閒心情來

研究佛學？則辦刊物亦大非其時。此語驟然聽

來，似有幾分理由，若加以細味，便深知其非！

須知佛法之在世，原為救世，若不能救世，又何

貴乎有佛法？所以世界愈亂，愈需要佛法，人心

愈危，佛法愈需要。在此，我們已於佛法有信解

的佛弟子，感於世界的惡濁，人心底危殆，學說

知見的猖狂，需要佛法救濟之逼切，不光是口頭

講講佛法，筆尖寫寫佛法就算了事，應該要發大

誓願，為弘揚佛法的真理而犧牲，為爭取信佛的

大眾而盡力。本社現在出版刊物，且取名為“無

盡燈”，就是存着這種願望。（175）

٦ᅙࢪج௴፬�ೌးዱ�ᕏႦdʔ݊ਖ਼މ೯ڌН

ᑺϾԸٙdϾ݊܁މ౮Нܻٙج˰હ͏ၚग़Ͼ

Ըٙiɰʔසස݊މə܁౮Нٙહ˰ၚग़ϾԸ

ٙdһ݊ਗࡰಥዦɗЇऎʫ̮ٙНࢯڦձفරɿ

હ͏ʘ༶ਗϾԸٙfΪϤd࿁˰ܻጐҳԒ

ಥዦήਜٙНޢձऎʫ̮ٙڦ໊ϾԊdί

ࣛӐైٙं؟༁d�ೌးዱ�ᕏႦ˸Нٙጐહ˰

ၚग़Ը̜dೌମᓃڥəɓຐːᜳٙΈዱ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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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燈》雜誌的特色

�ೌးዱ�ᕏႦ௴̊ʘڋdఱ೯ڌə�ᅄᇃᔊ

ӺНኪϞːٙӋjɓ݊ࠅᆽəԸᇃٙ�dߒ

ഹࠑiɚ݊ࡌቮНجϞ᜕ٙᄳЪiɧ݊ஷڳНኪ

ٙଣሞ˖οi̬݊Нجၾ၇ኪႭৣΥٙഹЪiʞ

ணНอଣሞٙ˖iʬ݊Нዝ̦ʿНܔ݊

݂ٙ䂐Ⴍiɖ݊ʧୗήНઋҖٙஷৃၾतᄳi

ɞ݊Չ˼ϞᗫНٙ˖ᖵʃႭࣣᏕᄌ་ဂႧʿ

ʃۜഃ˖οf�����வ༁ٙୋ̬ձୋʞՇࡈ˙ࠦdே

Нࠧอၚग़ෂ୕ٙfɰࢪᜑήַᚃə˄ൈɽ݊

ఱ݊Ⴍd٦ᅙࢪجίዦژ௴፬�ೌးዱ�ᕏႦdʔ݊

ɓছٙ܁̊يdϾ݊ɓࡈНତ˾ʷٙઞ॰̊

ႭٙНତ˾ʷٙઞ॰dܸ݅݊Нٙהfவ༁ي

ஷڳʷ܁ෂdɰܸ݊۰ଣ۰ዚٙНอଣሞٙܔ

ணfϾவ۰ࡈଣ۰ዚٙНอଣሞٙܔணdʔ݊ఊ

ॱή䋠Нၾɓছٟึ͛ٙݺሜቇdΝࣛᒔ䋠

Нجၾٟึɪ၇ኪႭٙ࿁༑ၾፄΥfவ͍݊

˄ൈɽ܁הࢪኬٙତ˾ɛගНٙतЍf

٦ᅙࢪجίዦژ௴፬�ೌးዱ�ᕏႦdʔසස݊

ҪНٙவࠅ౮Нٙጐહ˰ၚग़dϾһ݊܁ࠅ

၇ጐٙહ˰ၚग़Ꮠ͜ྼყٟٙึ͛ݺၾྼስʘ

ʕfί٦ᅙࢪجԸdೌးዱ͉Ԓఱ݊ɓ၇Нٙ

ࡁeዧ೯ɛنЪʔʘ৸جd݊ɓ၇ΣᚭژجБࡌ

ࣛٙಥ࿁ژجfϾவɓژج˰ආʘਗɢٙତۃ

ዦΝߤԸᑺdˈՉ࠽ޜൖf˼Ⴍj

“無盡燈”，是修學佛法的一種法門。佛教

人修行的法門很多，略之有戒定慧三無漏學，廣

之有六度萬行，或八萬四千法門；“無盡燈”乃

其之一種。“無盡燈”的意思，是以一人之法，

輾轉開導百千萬人而無盡 ，如以一燈而燃多燈，

燈燈無盡，光光不絕。《維摩經菩薩品》云：“於

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

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

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

不盡。如是諸姊！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

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這

就是無盡燈的出處。我們現在就採取這意思，來

出版這個刊物。（177）

٦ᅙࢪجႩމdၪᅙ༌֢ɻႭவ̈ࡈ ೌးዱ©ٙ

ࡌࡈࣛϞɓफెᚭ੬Ը͂ᓔɓމd͍݊Ϊژج

༸٫dԴࡌ༸٫ʔঐ͍੬ήԱࡌجБfၪᅙ༌֢

ɻఱΣెᚭࡁႭجdѓႪ˼ࡁʔࠅӐ˰ගൈ৽

ٙʞᅎʘᆀdࡁ˼ࠅΣНجʕӋᐥ֛Іίٙج

ᓥʷəНəၪᅙ༌֢ɻٙ༑dڦᛓࡁfెᚭࣀ

dၪᅙ༌֢ɻɦෂᅧவ̈݊fژ ೌးዱ©ژجഗவ

Ԭᓥʷəٙెᚭࡁdࡁ˼ࠅਗ਼வࠪجࡈ੭Ցᚭ༁

̘d¨ᓃ䋠ϵɷຬᄂٙೌးːዱdԴɓʲٙᚭɿᚭ

dʔΎᛸݺᖹʕԸҬర͛جேίவೌɪⳀⲾٙࡁ

䋠ԟމɓʲໆెٙᖶٙ˰ගᅎᆀ©f�����್d

வ༁ٙהፗెᚭd݊߂ɛٙɖઋʬᅎٙ˾Τ൚dࡌ

༸٫աెᚭٙڧᓔdྼყɪ݊߂աІʉɖઋʬᅎٙ

ᓔdၪᅙ༌֢ɻΣెᚭෂબவ̈ڧ ೌးːዱ©dྼყ

ɪ݊˼ᘉႭࡌ༸٫Ꮠᐝ˰ගʞᅎʘᆀʔස݊ൈ

৽ٙdһ݊ెᚭfᜫెᚭᓥʷdՉྼఱ݊Դɖઋʬ

ᅎʔΎ͛ৎdϾɓːӋᐥ֛Іίf

20 ٙنಂٙʕٟึdɓٜ͊ঐᓖ୭ۃߏ˰

Ըdউdɛ͏ᐼ݊ஈί˥ଉ˦ᆠʘʕfίН۾

ٟึٙӨᗭdே݊˰ගٙيᅎዑߧהݴf͍ν٦ᅙ

Ⴍjהί௴፬�ೌးዱ�ᕏႦࣛࢪج

現在，為一切罪惡淵藪的世間物慾籠罩了全

世界的人類，大多數人都在這物慾障蔽中埋沒了

自己的靈明覺性，熄滅了那靈明四徹的無盡心

燈，因此造成了這個世上你爭我奪的局面，導演

出一般人民在饑寒線上流離失所的悲劇。在這裡

面我們望不到光，找不到熱，祇有黑暗，沒有光

明，祇有殘酷，沒有同情。“一將功成萬骨

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利令智昏

的權勢餓鬼們，正伸着巨靈的魔掌，想摑殺全人類

的生命，想摧殘世界上的道德文明，甚至想毀滅了

這個地球以期填平他們那貪取無厭的慾壑！（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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ᓖ୭ࠅᅎிϓəٟึٙ၇၇Өᗭdɛᗳي್݅

Өᗭdఱ̀дيᅎf̙݊d˰ٙึٟڳɛdᐼ

݊ϞيᅎٙdдيᅎԨڢԟჿ࢙fН੶ሜН

ࡁdԴɛᅎٙෆيдࡁહ˰dఱ݊Ꮝпɛٙج

̂တ䋠Нٙښฉేၾʠฌf٦ᅙࢪجႩމdவ͍݊

�ೌးዱ�ᕏႦࠅהҁϓٙԴնf˼Ⴍj

在這裡，我們才覺得佛法救世的需要！即需

要佛法的慈悲聖水來洗滌權勢餓鬼們那無明結習

的污穢，來淋滅那貪取無厭的慾焰、鬥爭不息的

瞠火，來灌溉清淨的心田，培植般若的靈苗，開

出智能燦爛之花，結成和平莊嚴之果！朝着這目

標，抱着這信念，我們來努力，來爭取，努力把

佛陀 救世的教義傳播於每個人的心識中，爭取一

切大眾來投向佛陀的慈悲和愛的懷抱裡來，使菩

提之心，遍發處處，長明之燈，點點無盡，“冥

者皆明，明終不滅”，便是這個刊物文字般若的

心燈，點着百千萬億讀者們的心燈 ，心心相應，

燈燈無盡，成為智慧底大火炬，灼破宇宙之大黑

暗！（180）

ʔᗭ̈d٦ᅙࢪج௴፬�ೌးዱ�ᕏႦd͍

eʕ೯ਗࢵඟৗςၽᝄྼБͣЍࠏ͏ᙣ࠽

Ҥߕ౪ಃنeߕୋɖᘶඟකආၽᝄऎࢠd

ყʫҖැேڢ੬ၡੵfίவ၇ઋҖʘɨd˼ଉ

ชНجહ˰ၚग़ٙࠠࠅձࠗʲdცࠅਗ਼வ၇

Нجહ˰ၚग़܁౮̈ԸdڥɛٙࡁːᜳfΪ

Ϥd˼௴፬�ೌးዱ�ᕏႦdՈϞڢ੬੶डٙНج

ତ˰ʷઋᕿdவ͍݊˄ൈɽࢪɛගНܠซቇᏐ

ࣛ˾ٙІᙂڌ༺f

٦ᅙࢪج௴፬�ೌးዱ�ᕏႦdᒱ್Ϟᆽٙͦ

ᅺձ፬֚̊ϙdШ݊d͍ॆࠅԴ�ೌးዱ�̂ ΅೯౨

̴࿁ɛගНܠซٙ܁ኬЪ͜d̀ᕏႦᇜ፨ٙ

˖ʫ࢙ɝ˓dڭᗇ̊يίஷڳʷήቇᏐٟึɽ

ცٙࠅΝࣛdɰࠅϞ৷ٙНኪۜሯf٦ᅙࢪج

ίவɓᓃɪ݊Ϟٙዝ̦Іᙂf͍ν˼ІʉܝԸ

Ⴍjה

一個雜誌辦得好不好，有無價值，最重要的

是看它內容的文章有無份量？立論是否正確、站

立得住？外型的美觀與否，編排是否整齊，那些

都是次要的問題？

˸ɪவԬே݊˼ɓකேϽᅇՑٙd್வԬᘒ

൮ٙ፬᜕̊d֛ٵू˼Ϙϋίዦژϓ̌ટ፬

�ᙂࠪ�ᕏႦfٟึɪٙ̊يϞε၇εᅵdуԴ݊Н

˙ࠦٙ̊يdɰ݊၇ᅵٙdϞॱଣሞٙd

ɰϞॱࡪኪٙdᒔϞॱஷאٙڳॱ֚ٙf

٦ᅙࢪج࿁�ೌးዱ�֛ٙЗ݊ඩڳሧj

至於燈刊初辦的宗旨，選刊文章的性質，約

有三方面的決定：一是選刊比較有學術價值的論

著，即有關經律論三藏的作品。二是多刊通俗

佛學的文章，要三根普被，攝機比較廣泛，因為

在目下的地區和環境，不但寫專著的人不多，能

讀專著的人亦很少。三是要刊登一些有文學價值

的傳記、遊記，含有佛教意義詩詞，短篇文藝，

書畫圖片，以及佛學與文學的小品。要這樣做

法，莫非想戒定慧三學同研，上中下三根普利；

因為在目前的環境中，不論國之內外，人之中

英，能讀佛學論著，尤其是長篇論著，分期刊載

的，看的人還是不多的。不過，長篇論著還是需

要的，每期能登二三篇即好。但如好文章多登更

好，自然不在此限。（181）

ৰə੶ሜ�ೌးዱ�ٙࢪجᜑ್d٦ᅙܘ ፬֚̊

ϙ݊܁౮Нٙښહ˰ၚग़��c�уɛගНdһ䋠ɢ

ሯਂՑԴһεٙɛঐટաdϾνОԴ˖ٙ

ʔ݊߂တԑٝᗆၚߵචᄴd݊߂אတԑɓছٟ

ึ͏f˼̂΅Ͻᅇə፬ٟ̊ٙึᐑྤdྼყٙ

ٟึᐑྤ̈೯ԸӔ֛፯̊˖ٙሯf�ೌးዱ�

ԸႭdᆽྼᚥՑəଣሞرٙྼყઋ˖ڌԸ೯ܝ

ഐΥfவೌဲ݊ٙၾ˖ᖵeኪஔڳၾஷ

�ೌးዱ�ᕏႦʘה˸І௴፬ܝఱίಥዦɗЇऎ̮ఱ

ˢ༰ࠬБٙࠠࡡࠅΪfν؈ˢɓɨତίऎʫ̮Н

הޢᇜ፨̈ٙو၇НᕏႦdʔᗭ೯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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ዱ�ᕏႦձ٦ᅙࢪجίҤࣛಂהᇜ፨̈ٙو�ᙂ

ࠪ�ᕏႦɓᅵdʥ್ʔ̰ڐމϵϋԸʕН˖ʷ

ʕٙՊᇍʘЪfي̊

ఱί�ೌးዱ�ᕏႦٙ௴̊ɪd̊೮ə٦ᅙج

Іʉٙɧᇐ˖dу�ᓃ䋠ೌးٙːዱ�e�͟ኪࢪ

НٙᔖபᑺՑІҢԃ�ձ�ɓࡈɽኪબʕٙН

�f�ᓃ䋠ೌးٙːዱ�݊˼ೌ�މးዱ�ᕏႦה

ᄳٙ೯̊൚d�͟ኪНٙᔖபᑺՑІҢԃ�݊ ˼Ϥ

ɽึɪٙစᑺᗘfࡰНኪٟٙɓϣΌٟژίዦۃ

ϘίҤڋಂᒒᗭ؛Нኪ৫ࣛd٦ᅙࢪج

ఱϞชࣛࣛΚැᑙdఱ̈೯౮НٙІҢ

ԃၚग़dጐוዄৎહɳྡπʘԴնٙ˴ੵf˼Ⴉ

dࢹІኧeІ੶ʔۈቋഛdІెٸdҷཀІอdމ

৷ІҢɛࣸdᄣ੶ٟึபชdఱ݊НجІҢ

ԃ͉ٙ࣬ࠅӋfνʦd˼০࿁ಥዦНޢeतй݊

ዦژНኪٟٙྼყઋرdོᎸɽࠅၚ༐ྠഐeɽ

ɢ̾౮ɛගНجj

因佛說法的中心對象是社會人類，離開了社

會人類便不需要佛法，所以須要把佛法向社會人

群中盡量地宣傳，從現實社會各個領域上盡力去

推廣發展，方能見得佛法的好處和佛的精神之偉

大；而這使命的主流的發動力固在出家的僧眾，

但推波助瀾的推動力則全在居家之信眾，沒有居

家信眾的努力，佛法決難深入民間，普遍社會。

由此可見居家信 眾對於護持佛法的責任是何等的

重大？所以說修習佛法，弘揚佛法，傳持佛法是

四眾佛弟子共同的責任！（182）

݊͟d٦ᅙࢪج̈d߂Ϟ˸¨ʮϾҙӷ©̈ ձፓΥ

ၳ©̈ ̈©ʉٸ ʷʃމɽ©މਿ͉Бމۆdӊࡈ

ɛఱึڦːʫ̂dІϞ˥ՑಬϓʘѶj

為甚學佛必要這樣呢？因佛的教義是最注

重“自力更生”，若自己做不好，佛都沒辦法救

你！所以“自我教育”的原理，在佛教裡面是發

揮到非常透徹。佛叫弟子有過必改，而改過的

方法是必要犯者自己“發露、懺悔”。這發露和

懺悔用現代新名詞來說，就是“自我檢討”，

“自我批評”，也即是“自我教育”。所以我現

在提出上面的幾點意思來說，也就是希望自己

能教育自己，同時亦希望大家都能自己來教育

自己。因為現在在名義上，各位曾請我為導

師，而各位中不少是名教中人的老前輩，不少

受過社會高等教育的，或做教授的，我自己慚

愧得很，道德學問都沒有，教學的經驗又缺

乏，連自己都教育不了自己，哪裡還有資格教

育人？所以現在說了這些話，其意思不外乎要

各位由聽經聞法獲得佛法的好處之後，來個自

我教育，各人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來弘揚佛

法，為自利利人救己救人而努力！（183）

ࠅ፬�ೌးዱ�ᕏႦdఱ݊௴ࢪجᜑ್d٦ᅙܘ

ᘱוձ೯౮˄ൈɽהࢪක௴ٙତ˾ɛගНၚग़ෂ

୕dఱ݊ࠅԴһεٙɛኪНdԴኪНٙɛঐආБ

ІҢԃdஷཀІҢԃdᄣ੶Іʉٟٙึபช

ၾዝ̦பชdίІʉٙʈЪ੪ЗɪྼତІлл

ɛeહʉહɛٙͦٙf

《無盡燈》雜誌的影響

ཀᅰ˜ၡੵٙᘪ፬d�ೌးዱ�ᕏႦ 1951

ϋ 8 ˜ 17 ˚͍ό௴̊̈وf٦ᅙࢪجٟڗd؍ː

Ꮳᇜ፨d໋ᙂeᄎ໋ᘌ೯Бdːeҽ໋

ྪձᅾːᆇࣧ࿁dᇜ፨ၾ̈وஈఱ݊Зዦژ˥

Ѧ҈ 18 ɚᅽٙዦژНኪٟd͟ዦژ˦୵᎘ʕശ

Ιਕࠋபf؍ːᏣίՉהᄳٙ�ᇜܝʃা�ʕႭj

本來這個刊物的主編，是大家推定竺摩法師

來擔任的，因為法師以前在港澳辦過《覺音》雜

誌，專向知識界來宣傳佛學，頗著成績；因此，

許多同道  　 尤其是準沙彌，劉聖嚴，陳寬巧，

李聖壽諸居士，極力慫恿法師，要他再搞一個雜

誌，宣揚佛法，同時亦想他來當主編。而法師以

事忙體弱，精神不夠，強把這職務推給我。我自

己離開了學校生活，把精神全放在社會事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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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寫作的學問，已很荒疏。現在在澳，很想利

用這個閒暇的機會來研究佛學，所以法師既有此

雅意，我也祇好採取幫忙弘揚佛法的態度，來一

個濫竽充數，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184）

٦ᅙࢪجᒱ್ӚϞዄՈٙᇜ፨ʘਕdШྼ

ყɪ፬ܸ̊ٙኬܠซၾᇃࠅ˴ߒᒔ݊͟٦ᅙࢪجԸ

ਂٙf͍ν؍ːᏣίɪࠑΝɓ˖ʕהԊj¨வಂί

݂ࡈəߒό˙ڦஷ˸ࢪج�ʕණᇃdස�٦ᅙڮ̎

ᔚࢪʾԸᄳᇐd͊ʿʮකᅄӋ˖ᇃf©Ͼɪ˖

Ցٙ�ೌးዱ�ᕏႦٙ�ᅄᇃᔊߒ�dᜑ್̂΅ତ

ə٦ᅙࢪجϙจfΪϤd٦ᅙࢪجᒱ್Ϊࢮၾ̾

ԫਕٙᐿώϾ͊ঐዄ�ೌးዱ�ᕏႦٙᇜ፨ၾ̈ج

ဲೌ˼ԬՈԫਕdШ݊dݔٙو �݊ೌးዱ�ᕏႦ

ٙᜳ჻fɰ͍ΪމνϤd�ೌးዱ�ᕏႦঐַᚃ

�ᙂࠪ�ʘࠬࣸdϓމࣛಥዦձऎʫ̮ٙɓ΅Ϟࠠ

ԸίᄳЪΫኳࣛɰܝ˼fيᅂᚤٙН˖ʷ̊ࠅ

ᄳ༸j

五一年八月，義學加班，我除往來港澳講說

外，又創辦《無盡燈》雜誌，宣揚佛法，風行港

澳，遍及海外多地，頗受讀者歡迎。（185）

Ϊ٦މᅙࢪجίಥዦʿऎʫ̮ٙࠠࠅᅂᚤd

�ೌးዱ�ᕏႦٙ௴፬dίಥዦʿऎʫ̮ٙН˖ʷ

ɽٙᚤf௴̊ɪٙ˖dৰə٦ᅙܘৎəˏޢ

ʱйΤ٦ᅙeᚄeᙑᅆಌٙʞᇐdᒔϞΙࢪج

නeစeፍeجঙeዋୡeಷഃɛᄳԸٙᇃ

ɿfԸІیԯಐᒳʆυeટಁ߰ഭϼձ֠˴ܵڡ

ʆ߹ٙ੬ϼࢪجdɰԸə�ೌးዱ�ᕏႦ௴

̊ٙᗘj

茫茫苦海，芸芸眾生，無明暗覆，長劫沉

淪！今有法門，名無盡燈，智光遍照，法界蒙

薰。哀我佛門，暮氣沉沉，教育不昌，宗風不

振！今誕此刊，輪大法輪，燈相無盡，正法長

存！（186）

�ೌးዱ�ᕏႦ௴̊ɪٙவࡈЪ٫৬࢙d࿁

ɓ߂ࡈϞɚɤʞࠫٙН̊ԸႭd̙˸၈ɪ݊ࣛ

ಥዦձऎ̮Н˖ʷޢӼԈٙ੶ɽfவᜑ್̂΅࢝

ତə٦ᅙࢪج௴፬�ೌးዱ�ᕏႦٙԄ߮͜ːfᒱ

್d�ೌးዱ�ᕏႦίዦو̈߂ژə௴̊dΪ٦ᅙ

࠰ಥdΪϤୋɚಂৎՑ࠰ːᔷՑࠠج̾ࢪج

ಥԸᇜ፨̈وdШʥ್ՑዦژНٙޢɽɢ˕

ܵdԨϓމಥዦНޢΝٙ௰ࠠٙࠅН˖ʷ৬

ήfቋಥܝ �ٙೌးዱ�ᕏႦʥ್ܵڭίዦژ௴̊ࣛ

ٙ፬֚̊ϙၾतЍdʫ࢙һ̋̂ྼf 1954 ϋ٦ᅙج

ટࢪجdਗ਼�ೌးዱ�ᕏႦ։ৄഗ൴ྡྷج̾ݱیՑࢪ

፬d٦ᅙࢪجٟڗɓᔖdʥ್ʔҷڋহf٦ᅙج

Ꮈ൴ྡྷۈࠦ˙dɓࢪجഗ൴ྡྷڦᄳݱیᒔεϣࢪ

جᘱᚃ፬λ�ೌးዱ�ᕏႦd̤ɓ˙ࠦѓႪ൴ྡྷࢪج

Нࠧอၚग़ၾɛගٙࢪ౮˄ൈɽ̾ܵڭࠅࢪ

Нٙܠซ֚ϙf����� 1957 ϋ൴ྡྷࢪجՑ൳̾ی

ί৵ԸГԭᓜ۬הࢪجd�ೌးዱ�ᕏႦቋՑ٦ᅙج

ᘱᚃᇜ፨̈وdϤϓމ৵ԸГԭɗЇی؇ࡈԭ

ήਜ௰ࠠٙࠅН˖ʷ̊يf

ɧɤεϋܝd৵ԸГԭНᐼึٙරᇵ˖͛

ίᅅ൭�ೌးዱ�ᕏႦቋԸ৵ԸГԭᓜ۬̈وɓϵಂ

ٙชԊʕdʥ࿁٦ᅙࢪجίዦژ௴̊೯ٙڌ�ᓃ

䋠ೌးٙːዱ�ձ�͟ኪНٙᔖபᑺՑІҢԃ�Շ

˖Չ၈༸j

這樣的句語，這樣的誓言，這樣的犧牲，這

樣的努力，這樣的願望，及今讀來，實在值得任

何正信佛徒回味與比照當前的情勢，而切望竺師

本身固應不稍退轉，此地的我們也應共同奮起直

追!不過大家又應該怎樣開頭呢?（188）

ʔཀd�ೌးዱ�ᕏႦίಥዦʿऎ̶̮ٙɽᅂᚤ

ɢdৰə٦ᅙࢪجί˖ٙሯձᗳۨɪးɢЪՑ

ඩڳሧ̮dһ˴ٙࠅd̙ঐᒔ݊Չܵɓή࿁

۰ଣ۰ዚٙɛගНܠซٙ̾౮f

�ೌးዱ�ᕏႦ௴፬ڋಂίಥዦήਜٙᇜ፨̈

וซෂ୕ٙᘱܠɛගНࢪ੬ࠠൖ˄ൈɽڢdఱو

ձ̾౮fఱί�ೌးዱ�ᕏႦٙ௴̊ɪd೯ڌə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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ᅙࢪج �ٙɓࡈɽኪબʕٙН�ձ؍ːᏣᙇЪ

�Н݊Υ˷߅ኪપଣ֚ٙ�ഃ˖f٦ᅙࢪج

�ɓࡈɽኪબʕٙН�ɓ˖d݊০࿁ࣛɓЗ

ɽኪબᙂН¨݅ऊྏ˰dɦڦІӷdϾ

˲ᒔൈೌ๘dޟჿேӚϞ©ٙႩᗆdɢɽ࠱മ

ᔜ༸ၚग़f˼ႭdίНٙʃ࠱ᖯဏʕd

¨εˇ੭Ϟᒒችᒈ᎑ٙऊंբ©dШԟɰ݊Ꮠ˹ତ

ྼٙɓ၇˙όd݊މહܓତྼЪٙཫ௪ʈЪdᙅν

ʃ࠱ᖯဏٸлНeڛᗭeͦᇳഃdɰே݊ʷ˰ɛ

ٙf¨Їɽ࠱Нٙ˾ڌɛ݊മᔜdമᔜʔܸ݊

ɛ͍ٙᙂމ෧˝ᎉٙਅ྅dܸ݊ᙂʉл˰eવʉإ

٫dՉː໑݊હ߮હᗭٙdՉၚग़݊̈͟˰Ͼɝ˰

ٙdίНجʕႭਂമᔜٙᅺd݊¦І͊ܓϾܓ

ɛ§dה˸ίമᔜٙɛ͛ᝈʕd݊߂ᙂɓছᆠड

ٙंdೌޡהᙰٙၚग़dҬʔՑ̒ᓃชෆྏ˰

ᒒତྼٙऊंբdϾНॆ͍ٙၚग़dɰఱৄί

മᔜٙࡁԒɪ©fί༈˖ʕd٦ᅙࢪجᒔɓɓᚗჶə

Н݊ٙڦeІӷٙഃᝈׂf�����Ͼ೯ڌ�Н݊

Υ˷߅ኪપଣ֚ٙ�ɓ˖d݊ܘᆽήሜቇࣛݴ

Бٙ߅ኪʷܠᆓdΫᏘൖНމٙڦ၇၇ੂf

1951ϋ 10˜ί፼ᚆɽኪٙجঙ߉ࢪج೯໘

๐А̘˰dಥዦНޢᑘБəඤࠠٙએׂݺਗd٦

ᅙࢪجʔසጐਞ̋əಥዦНޢએׂجঙٙࢪج

ਗdᒔʿࣛлݺࠅࠠ �͜ೌးዱ�ᕏႦකᚠਖ਼ᙷ೯ڌ

εᇐ˖એׂவЗɛගН༶ਗٙࠠࠅჯኬɛf݅

ϞಥዦήਜНޢએׂجঙׂߏٙࢪج˖dɰϞ

˄ൈɽژࢪɛึᙂࢪجίขژНኪစᑺ�Ꮞਔɪ͛

�˸ ¨ΫΣجঙࢪجΎԸɛග̾ج©ഃ̮ήٙɓԬ

f˼तй༉ή̊೮əಥዦή˖ٙࢪجঙجׂߏ

ਜНޢΙනe༸τe᎑ᏹeˮኪʠe੬ഃ৷

ཾɽᅃجׂߏঙٙࢪجએׂ˖fவԬએׂ˖d

ே৷ܓ൙ᄆə˄ൈɽٙࢪНҷࠧ༶ਗձɛගН

וɛගНٙᘱࢪ࿁˄ൈɽࢪجঙجซdᗎ౮əܠ

ၾ೯౮dྼყɪɽɢ̾౮ə˄ൈɽٙࢪɛගНܠ

ซfνΙනࢪجίׂߏ˖ʕఱႭj

太虛大師的門下，人人都想學大師，但我覺

得，大師的偉行壯志，面面充實，是很不容易學

的。我們雖也算跟着大師修學的，然自己所學

的，都不過一分，或似是而非的。法舫法師，無

論是在思想上，作風上，可算是學習大師，學得

最多一些的人。

學習太虛大師的人，少有能學習得像大師一

樣的，但真肯學大師的，有一點卻都是相同的。

大師以佛教是整個的，不過為了適應各時地的根

機，所以佛法才有所謂大小顯密等的差別。真正

說起來，佛法是不能分割的。如法舫法師，法尊

法師等，都是站在佛法上來修學的，大家都想盡

可能的多學一點，都不能硬性的說他們是某一宗

的學者。有時碰到人問我：“你是學那一宗

的？”我每感到無言以對。因為自己確實是說不

出自己究竟是學甚麼的。我覺得一切佛法，若大

若小，若顯若密，若中國，若西藏，若日本，以

及其它各地方的佛教，都是應該修學的。（190）

࿁˄ൈɽࢪɛගНܠซෂ୕ٙᘱוၾ̾

౮d �݊ೌးዱ�ᕏႦٙ˴ϙձᒻतЍf�ೌ

းዱ�ᕏႦٙᇜ፨̈وdΪ٦މᅙج̾ࢪجఙٙה

ᜊʷdϾ೯͛əεϣٙҷᜊf 1952 ϋ�ೌးዱ�ᇜ

፨̈وᔷՑ࠰ಥi1956 ϋɦᔷՑ৵ԸГԭٙᓜ

۬d 1959 ϋ͟อϓͭٙ৵ԸГԭНᐼึટ፬fШ

݊dೌሞᇜ፨̈وʘήᔷՑࡳ༁dɰೌሞ݊͟ም

Ըྼყ˴ܵᇜ፨̈وʈЪdʔᜊdʥ್݊Չ̾

౮ɛගНෂ୕֚ٙϙf͍νරᇵ˖͛ίׂߏ

�ೌးዱ�ᕏႦ͟৵ԸГԭНᐼึટ፬ܝɓϵಂٙ

Ⴍjהʕ˖ׂߏ

就燈刊說，從馬佛總接辦後第一期的文章

裡，提及與服膺近代高師太虛大師的卓見及其力

倡的“人生佛教”的，就有好幾篇。竺摩法師是

太虛大師高足之一，早為人所共知，數十年來散

見的論文不少宣揚人生佛教的思想，他出版各書

中有《佛教與人生的關係》一本，印順法師在那

書前頭，還有這樣的幾句贊語：“依人生正行趣

入佛乘，為虛公大師人生佛教之精義，本書可謂

善述師志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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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ᗫ˄ൈɽࢪίତ˾ʕН˖ʷ̦ɪ্ٙᘠdҢಀίϞᗫ

ٙሞഹʕЪཀɓԬϽ࿀d̙ਞνɨקᅠj�͏ڋНࠧอ

༶ਗࠑሞ�d̦˾ڐ�Ӻ�d̏ԯd 1992ϋୋ 4ಂf�

Ӻ�d1998ϋୋ4ಂf̦˾ڐ�Нኪ৫�d؛Ցٸၚހ߂

�Нجᝈׂٙڐ˾ሜቇ�dᄿ؇ɛ͏ٟ̈وd1998ϋ10˜f

�2�Ϟᗫ̻͛ٙࢪجࢤٺઋرd̙ਞԈɲتࡗᇜᅠ�ତ˾Н

ɛيᗘՊ��ɪ�dࠫ 704-707fНΈ˖ʷ̈وd 2004ϋf

�3�٦ᅙj�ᇏ࠰܃˖ණgБ໔ཀɷ߇�d৵ԸГԭɧᅆᑺੀ

Ιึ 2003 ϋوdࠫ 5 f

�4�ሗਞԈᙑᘱଣʘ�٦ᅙࢪجᔊᗅ�ɪ��d༱�ᇏ࠰

�d৵ԸГԭɧᅆᑺੀΙึࠅණgছ߰ːᑺ˖܃ 2003

ϋوdࠫ 123 f

�5�ሗਞԈ٦ᅙj�ᇏ࠰܃˖ණgБ໔ཀɷ߇�dࠫ6fᙑᘱ

ଣʘ�٦ᅙࢪجᔊᗅ�ɪ��d༱�ᇏ࠰܃˖ණgছ

߰ːᑺࠅ�dࠫ 124 f

�6�ςқj�˄ൈɽࢪᆓϭ̾جɓմা�d༱�ऎᆓࠪ�ୋɤ̬

՜ୋɓdࠫ 73 f 1933 ϋʩ˜f

�7�Τ̈ ςқ༊ᙇ©dԈ�ତ˾Н�dୋʞ՜ୋɞಂdࠫ35f

1933 ϋf�٦ᅙࢪجᔊᗅ�ɪ��ፗމ �̈ʬख़እࣣқኪ

ʘӺ�ɓࣣ©dྼމɓ˖f

�8��ᘽ؇սٙНܠซ�ɓ˖Τ̈ ዋࡐᙇ©d༱�ऎᆓࠪ�ୋ

ɤ̬՜ୋɧdࠫ 287f�ೌഹٙኪႭ�ɓ˖d͵Τ¨ዋ

މ̈ᙇ©dԨႭࡐ �ϓᐶ©f༱�ऎᆓࠪࡰНኪ৫ᇜᙇ؛

ୋɤ̬՜ୋʞdࠫ 545 f

ථ©dڠ¨�ऎᆓࠪ�ୋɤʞ՜ୋɖಂdΤ�9�̊ 1934 ϋ

7˜f�٦ᅙࢪجᔊᗅ�ɪ��ፗމ�ਬᗆኪɪٙ၇ɿ່�f

�10�˸ɪϞᗫ٦ᅙ̻͛ࢪجઋرd˴࣬ࠅኽᅆᄏ͛ᇜഹ�

˾Нژɛي�dၽᝄ؇ɽྡࣣϞࠢʮ̡d1984ϋdࠫ55-59f

�11�٦ᅙj�ᖹ͉ࢪᗴᑺাࣧܝ൸�d༱�˄ൈɽࢪΌࣣ�ୋ

ɤɘᇜ�˖ᓉ���ҏ൸g̮ҏ�f

�12�ᙑᘱଣʘ�٦ᅙࢪجᔊᗅ�ɪ��d༱�ᇏ࠰܃˖ණ

gছ߰ːᑺࠅ�dୋ�������ࠫf

�13�٦ᅙj�ᇏ࠰܃˖ණgБ໔ཀɷ߇�dࠫ 7 f

�14��15��16��17��18�٦ᅙj�ІҢԃၾН�d༱�ᇏ

ණgНࣛԫชԊ�dࠫ˖܃࠰ 64-65iࠫ 69-70iࠫ

69iࠫ 70iࠫ 71 f

�19��20��21�٦ᅙj�ശیᙂࠪٙҎૐ�d༱�ᇏ࠰܃˖

ණgНࣛԫชԊ�dࠫ 144iࠫ 146iࠫ 146-147 f

�22��23��24��25��26�٦ᅙj�˄ൈɽٙࢪፄܠซ�d

༱�ᇏ࠰܃˖ණgНԃၾ˖ʷ�d༈˖͵೯ڌ�ऎ

ᆓࠪ�ୋɚɤ՜ୋɚಂf 1939ϋ 2˜dࠫ 122iࠫ 123iࠫ

124iࠫ 125iࠫ 126 f

�27�Ιනഃᇜj�˄ൈɽࢪΌࣣ�dୋ 51 ̅dၽᝄd˄ൈɽࢪ

ΌࣣᅂΙ։ึࡰΙБdࠫ 88 f

�28�ᖯ֙݇j�༷͟ึႭՑᛓؒʆ�d�ᙂࠪ�dୋ18ಂd

1940 ϋ 11 ˜dࠫ 28-29 f

�29�˄ൈj�ኳͣථʆᔦ�d༱�˄ൈɽࢪΌࣣ�ୋɤɘᇜ˖

ᓉ¨ᎇഅ©�¨ɛيႦኳ©f

�30��31��ᙂࠪ�dୋ 18ಂd 1940ϋ11˜dࠫ 30iࠫ 88-89f

�32�ᇜ٫�٦ᅙ�j�ᇜܝᕏ༑�d�ᙂࠪ�dዦژdୋ 18ಂd

1940 ϋ 11 ˜dࠫ 33 f

�33��34��35�ᔷˏІϪʘറj�ɓࡈၾኪНɾϞᗫٙਪ

ᕚ�d�ᙂࠪ�dୋ 30-32ಂΥ̊dࠫ 32iࠫ 32-33iࠫ 33-

34 f

�36�ҽޜ�ҽᘄ➙�ዦ̚ژʦ�ҏԊ�fዦژΈٟ̈وd

1986 ϋdࠫ 218 f൬ϓੰ�ዦ̬ژϵϋ�dɪऎɛ͏̈و

ٟd 1988 ϋdࠫ 417 f

法師之服膺人生佛教，本文已無須多說。

金明法師在他那篇文章裡，他就兩度引述太虛

大師“佛法是超出世間而適應世間”的啟示。伯

圓法師，淨沂法師，海外孤僧幾位的文章，對

大師思想的啟導都有類似的景仰。就連我這在

二十五年前的初入佛門的凡夫俗予，在其中一

篇文章裡，也對大師的志能及精神，深表崇

敬。二十多年來，燈刊間續發表不少許多大德

有關“人生佛教”的文章。一九七三年馬佛青總

會在馬佛總大廈舉行第一次全國佛青訓練營

時，我首次演講人生佛教概要，連同後來，從

多方角度寫過同類的文章，也多登過於燈刊。

八年前在導師竺公上人指點下，我們組織的

“人生佛學中心”，已把三十年前曾在上海出版

的太虛大師講著的《佛教》單行本，易名為“人

生佛教真義”，出版兩次了。新近繼程法師撰

寫《教導論》還連續登載幾期。由此種種，我覺

得二十五年來的燈刊，對於“超出世間而適應

世間的”佛教真義，應該是契理亦契機的。這

是第二點，應是本邦佛教界可以共同致力的標

幟。（191）

�ೌးዱ�ᕏႦί1950ϋ˾ٙಥዦήਜd݊ɓࡈ

ଉաНޢձ˖ʷޢᛇي̊ٙڎd೯ڌəɽඎίಥ

ٙ˄ൈɽژࢪɛٙ˖dϓމࣛಥዦήਜ˸̾౮

ɛගНމᄹٙࠠࠅНج৬ήf1956ϋ�ೌးዱ�

ቋֻ৵ԸГԭᓜ۬ܝdतй݊ 1959 ϋϓމ৵ԸГԭ

Нᐼึٙዚᗫ̊ܝيd�ೌးዱ�ϓމ৵ԸГԭН

ޢ௰ϞᅂᚤɢٙН˖ʷᕏႦfΪϤd�ೌး

ዱ�ᕏႦٙ௴፬ձยቋԸd�ೌးዱ�ᕏႦྼყɪ

ϓމ˄ൈɽࢪɛගНܠซίಥዦήਜձ৵ԸГԭ

ՑᄿعϾٜટෂᅧٙࠠࠅࢰ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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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وϋᗅ�d̏ԯd֚˖ʷ̈ࢪجɓ̾�ڡɿ؍��37 1995

ϋdࠫ 276 f

�d�ᙂࠪ�dୋࢹऊࠪ۾���38 13 ಂd 1940 ϋ 4 ˜dࠫ 16 f

�39��40��41�ਞԈ�̾ɓࢲೌࢪܛ�d�ᙂࠪ�dୋ 15 ಂd

1940 ϋ 7 ˜dࠫ 34 f

�42�̾ɓj�ҽՙш͛ᗎ�f�ᙂࠪ�dୋ 15 ಂd 1940 ϋ

7 ˜dࠫ 5 f

�43�ዋj�̾ɓࢲೌࢪܛ�d�ᙂࠪ�dୋ15ಂdࠫ34f1940

ϋ 7 ˜f

�44�༱�ᙂࠪ�ୋɚɤeɚɤɓಂΥ̊dࠫ 22 f

�45��ᅄӋ̾ɓࢪجෂাҿ઼ࣘԫ�d�ᙂࠪ�dୋ 29 ಂdࠫ

34 f 1941 ϋ 8 ˜f

�46�٦ᅙj�ήᔛ฿Ⴍ�d༱�ᇏ࠰܃˖ණ�dɧᅆᑺੀΙ

ึ̈وd 2003 ϋfࠫ 131 f

�47��̈ ̾ɓࢪجʬॣׂߏत፨©ᅄᇃ઼ԫ�d�ᙂࠪ�dୋ 17

ಂdࠫ 34 f 1940 ϋ 9 ˜f

�48��̈ ̾ɓࢪجʬॣत̊©ᅄᇃ઼�d�ᙂࠪ�dୋ 18 ಂdࠫ

21 f 1940 ϋ 11 ˜f

�49��ၾ٦ᅙࣣ��˄ൈɽࢪΌࣣ�dୋ 51̅dࠫ 88f˄ൈɽࢪ

ΌࣣᅂΙ։ึࡰΙБf

�50��ዦژᙂٟࠪ̈̾وɓࢪجʬॣׂߏत፨�d�ऎᆓࠪ�d

ୋ 21 ՜ୋ 11 dࠫ 527-528 f 1940 ϋ 11 ˜f

�51��ᅅज़̾ɓࢪجʬɤɽྪ�d�ɿћ�dୋɓ՜ୋɚಂd

ࠫ 29 f 1941 ϋ 1 ˜f

�52�ͣᅆe༺֢j�ҢࡁՑəΈ�d༱�ᙂࠪ�ୋɤɘಂdࠫ

24 f 1940 ϋ 12 ˜ 18 ˚f

�d༱�ᙂࠪ�ୋɤɘಂdࠫڦ܆ɢ�νˌ�j�Ⴧɓމ��53

23-24 f

�54��55��56�ᇜ٫�̈ ᘠН©�d༱�ᙂࠪ�ୋɚɤeɚɤڀ࠾

ɓಂΥ̊dࠫ 2iࠫ 2iࠫ 2-3 f

�57��58�ᇜ٫j�ᇜҁٙ༑�d༱�ᙂࠪ�ୋɚɤeɚɤɓಂ

Υ̊dࠫ 44 f

d1995ٟوϋᗅ�d̏ԯd֚˖ʷ̈ࢪجj�̾ɓڡɿ؍��59

ϋdࠫ 276 f

�60�Ԉ�ᙂࠪ�ୋɚɤeɚɤɓಂΥ̊ͦf1941ϋ2˜20˚f

�61��62��63��64��65�Ԉ�ᙂࠪ�dୋɚɤeɚɤɓಂΥ

̊dࠫ 2iࠫ 3iࠫ 10iࠫ 17iࠫ 20 f

�66�Ԉ�̾ɓɽࢪΌණ��ɤڝ�՜d၅ܔɛ͏ٟ̈وd 1993

ϋdࠫ 232 f

�67�͵ˌj�̾ɓࢪجίͣಳ�d༱�ᙂࠪ�dୋɚɤeɚɤɓ

ಂΥ̊dࠫ 10-15 f

�68�ᑞʗࣣj�̾ɓࢪܛʃෂ�d༱�ᙂࠪ�dୋɚɤeɚɤɓ

ಂΥ̊dࠫ 6 - 7 f͵̙ਞԈ؍ɿڡᇜഹj�̾ɓࢪجϋ

ᗅ�d֚˖ʷٟ̈و 1995 ϋdࠫ 162 f

�69�̾ɓjߧ�ᇹʀ͏ɿ৵ᓏڋϡˇࡠഃࣣ�d༱�̾ɓج

dࠫ27-28fو1991ϋٟوණ�d৯Гɛ͏̈ڦҽՠΝࣣࢪ

�70�ኽࣛމ˄ൈɽࢪᑺစʘাٙს৫ኪཾᎰνࢪجা༱�ɖ

ɤІࠑ�d࠰ಥ�ʫ�ᕏႦdୋ 41ಂd 1975ϋfᔷˏІ

ϋᗅ�dࠫࢪجᇜഹj�̾ɓڡɿ؍ ء�178 20�f

�71�˄ൈj�˄ൈІෂ�d༱�˄ൈɽࢪΌࣣ�dၚༀ͉ୋɚɤ

ɘ̅dࠫ 307 f

�72�ਞԈ؍ɿڡᇜഹ�̾ɓࢪجϋᗅ�dࠫ 196 eࠫ 200 f

�73�˄ཤj�੬ౌࢪجی౷ښυИܵ�d�ତ˾Н�ୋʞ՜

ୋɞಂdࠫ 31-33 f 1933 ϋ 3 ˜f

�74��75��˄ൈɽࢪΌࣣ�ၚༀ͉ୋɓ̅dࠫ420iࠫ739-740f

�76�۴ʗࣣj�̾ɓࢪܛʃෂ�d༱�ᙂࠪ�dୋɚɤeɚɤɓ

ಂΥ̊dࠫ 6 f

�77�˖ᏹj�Ңਫ਼ܰʕٙ̾ɓࢪܛ�d༱�ᙂࠪ�dୋɚɤeɚ

ɤɓಂΥ̊dࠫ 15-16 f

�78�٦ᅙj�̾ɓٙࢪܛ¨ࢪ©�d༱�ᙂࠪ�dୋɚɤeɚ

ɤɓಂΥ̊dࠫ 3 f

�79�ཬͩˢ˳jׂ̾ߏމ�ɓࢪܛϾᄳ�d༱�ᙂࠪ�dୋɚɤe

ɚɤɓಂΥ̊dࠫ 28-29 f

�80�ཾಞٙj�͵ׂ̾ߏމɓࢪܛϾᄳ�d༱�ᙂࠪ�dୋɚɤe

ɚɤɓಂΥ̊dࠫ 30 f

�84�ᇜ٫j�ᇜҁٙ༑�d༱�ᙂࠪ�ୋɚɤeɚɤɓಂΥ̊d

ࠫ 44 f

�82��82��84��85�٦ᅙj�̾ɓ̈ٙࢪܛ ࢪ©�d༱�ᙂࠪ�d

ୋɚɤeɚɤɓಂΥ̊dࠫ 31iࠫ 31iࠫ 32iࠫ 32 f

�86�ᇸ˂ᅹᅠ�ܭ͛ᇜϋԫ፨�	ᄣ͉ࠈ
dɪऎ̚ᘬ̈و

ٟd 1997 ϋdࠫ 127 f

�87��88�Ϫʘറj�ɓࡈၾኪНɾϞᗫٙਪᕚ�d�ᙂࠪ�d

ୋ 30-32 ಂΥ̊dࠫ 31 f 1941 ϋ 10 ˜f

ϋᗅ�dࠫࢪجj�̾ɓڡɿ؍��89 293 f

�90�ϣϋ�1942 ϋ�9 ˜d̾ɓࢪجуf

�c���ҽՠΝࣣࢪج�d�̾ɓࣣࢪج٦ᅙߧ���91��92��93

ණ�dࠫڦ 71iࠫ 71-72 f

�94��95�ᔷˏІ؍ɿڡᇜഹ�̾ɓࢪجϋᗅ�dࠫ 214 f

�96�Ϫʘറj�ɓࡈၾኪНɾϞᗫٙਪᕚ�d�ᙂࠪ�dୋ30-

32 ಂΥ̊dࠫ 34 f

�97�͑ੰj�ᇏ࠰܃˖ණҏ�d༱�ᇏ࠰܃˖ණgږ

ᑺ༑�dࠫ 1-2 f

�98�˄ൈjܣ�ᅵԸܔணɛගН�d༱�ऎᆓࠪ�ୋɤʞ՜ୋ

ɓ�1934 ϋ 1 ˜�dࠫ 11 f

�99�྆ཾj�٦ᅙ��ૐϪی�d�ᙂࠪ�dୋɤʞಂdࠫ 19 f

�100�̻ࠬj�ᕿϪی�d�ᙂࠪ�dୋɤʞಂdࠫ 19 f

�101��102�٦ᅙjމ�౷υཾʿᔛऀᗭқۑ�d༱�ᇏ࠰

ණgНࣛԫชԊ�dࠫ˖܃ 43iࠫ 43-44 f

�103��ᇜܝᕏ༑�d�ᙂࠪ�dୋɤʬಂd 1940ϋ 8˜dࠫ 34f

�104�٦ᅙj�ཾહԫุٙΫᚥձ࢝ૐ�d�ᙂࠪ�dୋɤʬಂd

ࠫ 2 f

�105�٦ᅙj�ᇜܝᕏ༑�d�ᙂࠪ�dୋɤɞಂdࠫ 33 f

ఱ່�d�ᙂࠪ�dୋɤɞಂdࠫ3-4f࢙j�ᙑѶଣࠏ˂��106

�107��մʠ֢ɻՌ�d�ᙂࠪ�dୋɤɖಂdࠫ30-31eࠫ33f

�108�٦ᅙj�Б໔ཀɷʆ�dࠫ 11 f

j�ၪᅙ༌ᑺ༑ҏ˖ɚ�d٦ᅙഹ�ၪᅙᑺ༑�dڤ�109�᜴

ಥೌးዱᕏႦٟ࠰ 1955 ϋdࠫ 8 f

�110��111�တฉাj�ၪᅙجႧᑺ�d�ᙂࠪ�dୋɤɓಂd

ʆᙂٟࠪdڡಥ࠰ 1939 ϋ̆dࠫ 5iࠫ 610-611 f

�112���ၪᅙᑺ༑�̈وཫߒ�d�ᙂࠪ�dୋɤɞಂd 1940

ϋ 4 ˜dࠫ 29 f

�113��114�တฉাj�ၪᅙႧᑺ�d�ᙂࠪ�dୋɤɓಂd

ࠫ 3-4iࠫ 4 f

�115�ਞԈОܔj�ሞ͑ྪַ࿁ڐ˾ᐥНٙᅂᚤ�dശʕࢪ

ᇍɽኪዝ̦ӺהeʕึɽኪӺʕːᇜ�ᚱೌڀყ

ูϪ᎘�c� � �කʩ͛ɖɤശሖኪஔׂߏ˖ණ�d؛ဏ

dٟو̈ 1996 ϋdࠫ 444-459 f

j�ၪᅙᑺ༑ҏ�d٦ᅙ�ၪᅙᑺ༑�dࠫࢤٺ��116 3-5 f



102

特

輯

竺
摩
法
師
與
澳
門

文 化 雜 誌 2008

�117�ኇᎀဢj�ၪᅙᑺ༑ҏ˖�d٦ᅙ�ၪᅙᑺ༑�dࠫ10-11f

�118�တฉাj�ၪᅙႧᑺ�d�ᙂࠪ�dୋɤ̬ಂdࠫ14f

�119�ਞԈОܔj�Нجᝈׂٙڐ˾ሜቇ�dᄿ؇ɛ͏ٟ̈و

1998 ϋdࠫ 31 f

�120�တฉাj�ၪᅙႧᑺ�d�ᙂࠪ�dୋɤɓಂdࠫ4-5f

j�ၪᅙᑺ༑ҏ�d٦ᅙ�ၪᅙᑺ༑�dࠫࢤٺ��121 5 f

�122�တฉাj�ၪᅙႧᑺ�d�ᙂࠪ�dୋɤ̬ಂdࠫ13-14f

�123�ኇᎀဢj�ၪᅙᑺ༑ҏ˖�d٦ᅙ�ၪᅙᑺ༑�dࠫ10-15f

�124�ਞԈ̔౷זഹeϡᆗ͛ᙇي�ଣኪʘ¨༸©���cي˾ڐ�ଣ

ኪၾ؇˙ग़।˴່�d̏ԯٟ̈و 1998 ϋf

�125�ਞԈ٦ᅙࢪجj�ၪᅙ༌Ⴇᑺ�d�ᙂࠪ�dୋɤ̬ಂd

ࠫ 14 f

�126�ኇᎀဢj�ၪᅙᑺ༑ҏ˖�d٦ᅙ�ၪᅙᑺ༑�dࠫ15-17f

�127��128��129�٦ᅙj�ၪᅙᑺ༑�dࠫ611iࠫ611iࠫ611-612f

�130�əᗴj�ᛓᑺၪᅙা�d༱�ᙂࠪ�ୋɤɚಂdࠫ 16 f

1940 ϋ 2 ˜d࠰ಥf

�d�ᙂࠪ�dୋɚɤܝၪᅙᑺࢪجଢj�ᛘ٦ᅙࣈ�131�ੵ

ɘಂdࠫ 29 f

�132�ੵථཤj�٦ᅙࢪجሮၪᅙᑺ່ช൘қᑽ�d�ᙂࠪ�d

ୋɧɤЇɧɤɚಂΥ̊dࠫ 67 f

�133��ɽ፴ɪɛՌ�d༱�ᙂࠪ�ୋɤʬಂdࠫ 30 f

�134��138�٦ᅙࢪجᇜࠑeҔɿᘱଣ�٦ᅙࢪجᔊᗅڋ

ᇃ�d h t t p : / / w w w . m y b u d d h i s t . c o m / N e w s E v e n t s /

FaHaiYunJi/MainFrame-FaHaiYunJi.htm f

�135��136��137�٦ᅙ�Б໔ཀɷʆ�d৵ԸГԭᓜ۬ɧᅆᑺੀ

Ιึ 2003 ϋوdࠫ 17iࠫ 17iࠫ 17-18 f

�139�2006ϋ 2˜ 26˚ɨʹОܔ࿁ዦژНኪٟመԫٙஞሔা

fਞ̋ஞሔٙৰəɷ֢ɻ̮dዦژНኪٟٙɽεᅰ

ԫ�ܼ̍٦ᅙࢪج 1976ϋίዦژНኪٟٙޭԱҔɿːආe

ːޜձːૺ�ேՑఙd٦ᅙٙࢪجɿؒڡ͛e٦ᅙ

Ӻ৫৫ί৵ԸГԸٙޭԱҔɿe৵ԸГԭʕ̯ᖵஔࢪج

ቍखɷ௹ɻձЪ٫͉ɛਞ̋ஞሔfڗ

�140�٦ᅙj�͟ኪНٙᔖபᑺՑІҢԃ�c� � �ίНኪٟٟࡰ

ɽึࢩɪᑺစ�d༱�ೌးዱ�ୋɓಂdࠫ 2 f 1950 ϋ 8

˜ዦو̈ژf

�141�٦ᅙাjج�ঙ͊ࢪج೯ٙڌ፲ᇃ�c� � �ίዦژНኪٟ

ᛇึڎᑺjНٙॆଣၾહ˰ٙ˙ج�d༱�ೌးዱ�ୋɓ

՜ୋɚಂdࠫ 3-4 f 1951 ϋ 12 ˜ 15 ˚ዦو̈ژf

�142�1980 ϋ˾˸ԸdɓԬޢʕٙڗࢪجϼd˸¨መН˰యޫ

̈ɛගd͟ڢ˂Ͼɰ©��ᄣɓڛў�՜ɚʬ�ഃԈۜ��

ɓ̩ЪމɛගН௰ࠠٙࠅᗇdྼί݊˄ཀੂ䋠˖

οϾ̰̘ə࿁НښɛගНʘ࣬ਿٙଉʲଣ༆f

�143��144�٦ᅙাج�ঙ͊ࢪج೯ٙڌ፲ᇃ�c� � �ίዦژН

ኪٟᛇึڎᑺjНٙॆଣၾહ˰ٙ˙ج�d༱�ೌးዱ�

ୋɓ՜ୋɚಂdࠫ 4iࠫ 4-5 f

�145�༸τj�༸τࢪجᑺစ൚�d༱�ೌးዱ�ୋɓ՜ୋɚಂdࠫ10f

�146�٦ᅙj�٦ᅙࢪجစᑺ൚�d༱�ೌးዱ�ୋɓ՜ୋɚಂd

ࠫ 11-12 f

�147�ኇዣ〞j�ᗍ٦ᅙɪɛɚ�d༱�ೌးዱ�ୋɓ՜ୋɧಂdࠫ25f

�148�ૠॽj�Нٟᗍ٦ᅙɪɛ�d༱�ೌးዱ�ୋɓ՜ୋɧಂdࠫ25f

�149�ૠॽj�Ԕ̖ࢪ٦߇ᕎٟڏಥ་˸ʘ�d༱�ೌးዱ�ୋ

ɓ՜ୋɧಂdࠫ 25 f

�150�ૠॽj�ˁԕʩ͇ڡࢪ٦ʆ�d༱�ೌးዱ�ୋɓ՜ୋɧ

ಂdࠫ 25 f

�151�ૠॽj�ˁԕ݆ࢪ٦ᒔዦఃџ�d༱�ೌးዱ�ୋɓ՜ୋ

ɧಂdࠫ 25 f

�152�༉Ԉ٦ᅙj�ᇏ࠰܃˖ණgНኪਪᕚࢭሔ�dࠫ 1f৵Ը

Гԭᓜ۬ɧᅆᑺੀΙึ 2003 ϋf

�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Ԉ٦ᅙ

�Нኪਪᕚࢭሔ�dࠫ 64-7�iࠫ 1iࠫ 3iࠫ 20iࠫ 1iࠫ

20iࠫ 48iࠫ 48iࠫ 52 f

�162��163�ЯೌҢj�ᆀ˰ޢၾତ˾߅ኪ�dڝ༱٦ᅙ�Нኪ

ਪᕚࢭሔ�dࠫ 58iࠫ 57 f

�164�٦ᅙj�࿁ᆀଋɺϞೌٙႭ�ଫഈЯೌҢ֢ɻ��d༱

٦ᅙ�Нኪਪᕚࢭሔ�dࠫ 62 f

�165�٦ᅙ�Нኪਪᕚࢭሔ�dࠫ 62-63 f

�166��167��168�٦ᅙj�ऎᆓࠪʻ๋ชԊ�d༱�ᇏ࠰܃˖

ණgНࣛԫชԊ�d৵ԸГԭᓜ۬ɧᅆᑺੀΙึ 2003

ϋوdࠫ 154iࠫ 155iࠫ 155 f

�169�٦ᅙj�Ңၾೌးዱ�d༱�ೌးዱ�ୋ100ಂdࠫ1f1983

ϋ৵ԸГԭᓜ۬̈وf

�170�ਞԈ٦ᅙj�ᇏ࠰܃˖ණgၪᅙ༌ᑺ༑�dࠫ 1 5 7 -

158 f 2003 ϋ৵ԸГԭᓜ۬ɧᅆᑺੀΙึ̈وf

�171��172�٦ᅙj�Ңၾೌးዱ�d༱�ೌးዱ�ୋ100ಂdࠫ1f

�173�˄ൈɽࢪఱႩމdʕНኪٙतሯίᐥfԈ�˄ൈɽࢪ

Όࣣ�ୋɓᇜ�Нجᐼኪ�๕ݴ ��ʕНኪ�f

�174��175�٦ᅙj�ᓃ䋠ೌးٙːዱ�d༱�ೌးዱ�ୋɓ՜ୋ

ɓಂ�௴̊�dࠫ1f1951ϋ8˜17˚dዦژНኪٟ̈وf

�176��177��178��179��ᅄᇃᔊߒ�d༱�ೌးዱ�ୋɓ՜ୋɓ

ಂ�௴̊�dࠫ 25 f

�180�٦ᅙj�ᓃ䋠ೌးٙːዱ�d༱�ೌးዱ�ୋɓ՜ୋɓಂ�௴

̊�dࠫ 1 f

�181�٦ᅙj�Ңၾೌးዱ�d༱�ೌးዱ�ୋ 100 ಂdࠫ 3 f

�182�٦ᅙj�͟ኪНٙᔖபᑺՑІҢԃ�d༱�ೌးዱ�ୋɓ

՜ୋɓಂ�௴̊�dࠫ 2 f

�183�٦ᅙj�͟ኪНٙᔖபᑺՑІҢԃd༱�ೌးዱ�ୋɓ՜

ୋɓಂ�௴̊�dࠫ 3 f

�184�ᇜ٫j�ᇜܝʃা�d༱�ೌးዱ�ୋɓ՜ୋɓಂ�௴̊�dࠫ23f

�185�٦ᅙj�Б໔ཀɷ߇�dࠫ 18 f৵ԸГԭᓜ۬ɧᅆᑺੀΙ

ึ 2003 ϋوf

੬j��ೌးዱ�̈˰�d༱�ೌးዱ�ୋɓ՜ୋɓಂ��186

�௴̊�dࠫ 19 f

�187�٦ᅙj�ᓜ۬Ըᒿ�c� � �ၾ͉̊ᇜ٫ሞٟԫʿՉ˼�d༱

�ೌးዱ�ୋɧ՜ୋ̬ಂ�1954 ϋ 7 ˜ 1 ˚�dࠫ 31-33 f

ၾᇜ٫ࣣ�d༱�ೌးዱ�ୋ̬ڗԸᒿ�c���͉ٟ̊ی�

՜ୋɓಂ�1954 ϋ 9 ˜ 1 ˚�dࠫ 27 f

�188�ːᝈරᇵ˖j�৵Нᐼٙሖ͛ၾೌးዱ̹ٙࠦ�d༱�ೌး

ዱ�ୋ 100 ಂdࠫ 3-4 f 1983 ϋ֙ࢀdᓜ۬̈وf

�189�٦ᅙj�ɓࡈɽኪબʕٙН�d༱�ೌးዱ�ୋɓ՜

ୋɓಂ�௴̊�dࠫ 14-16 f

������Ιනࢪجစᑺ൚�d༱�ೌးዱ�ୋɓ՜ୋɚಂdࠫ

��f����ϋ��˜��˚ዦو̈ژf

�191�ːᝈරᇵ˖j�৵Нᐼٙሖ͛ၾೌးዱ̹ٙࠦ�d༱�ೌး

ዱ�ୋ 100 ಂdࠫ 5-6 f

【編者謹啟：本刊上期頁122載鄭哲園詩〈孔教中學展覽籌款賑災〉中應刪去“原註：園有葡詩人賈梅士銅象”句，借此補正。】


